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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白

一、本书共分五卷，外附彩色地图若干幅。兹因便于读者起见，每卷分别出版，待五卷出完，地图印就后，即不分售。

二、本书五卷之标目如次：（一）古代之东北（傅斯年）；（二）隋至元末之东北（方壮猷）；（三）明清之东北（徐中舒）；（四）清代东北之官制及移民（萧一山）；（五）东北之外交（蒋廷黻）。

三、本书目录、例言、序等，均待第五卷出版时附入。

四、本书文稿及图稿均已写定，预计二十一年年尾出齐，惟印刷事件，非吾等所能管理，如小有延期，读者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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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 引语

中国之有东北问题数十年矣。欧战以前，日俄角逐，而我为鱼肉。俄国革命以后，在北京成立《中俄协定》，俄事变一面目，而日人之侵暴愈张。所谓“大陆政策”，“满蒙生命线”者，皆向我施其露骨的进攻之口号，而国人之酣梦如故也。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遂有沈阳之变。吾国愈求诉之于公道及世界公论，暴邻之凶焰愈无忌，战嫩江，取锦州，李义山诗所谓“太息先朝玄菟郡，积骸伏莽阵云深”之景象，扩充至数万方里之国土。今东寇更肆虐于上海，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奋起御敌，世界观瞻为之一变。国人不尽无耻之人，中国即非必亡之国！然而前途之斗争无限，知识之需要实殷，持东北事以问国人，每多不知其蕴，岂仅斯文之寡陋，亦大有系于国事者焉。吾等明知东北史事所关系于现局者远不逮经济政治之什一，然吾等皆仅有兴会于史学之人，亦但求尽其所能而已。己所不能，人其舍诸？此吾等写此编之第一动机也。

日本人近以“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一种妄说鼓吹当世。此等“指鹿为马”之言，本不值一辨，然日人竟以此为其向东北侵略之一理由，则亦不得不辨。退一步言之，东三省是否中国，本不以历史为其根据。所谓某地是否为某国者，原有两种条件，其一、依国法及国际公法之意义所规定，或以承袭，或以割让，通之于本国之法令，见之于国际之约章。依此意义，东北之为中国，在一切法律的意义及事实上，与河北或广东之为中国领土无殊也。即日人与俄人订其《波次茅斯条约》，涉及中国者，亦须明定其必得中国许可然后有效也。其二、依民族自决之义，必其地之人民多数不与其所属之国同族，然后始可成为抗争之论。今吾国人在东北三省者三千万，日本人不满二十万，其中大多数在租借地及南满铁道区，其在中国统治之若干万方里中仅数千人！如许东北人民自决者，当直将作祸之日本人逐出境外而已。有此二事，东北之为中国，其意义正如日月经天者尔！历史之谈，本不相干。然而即就历史以论，渤海三面皆是中土文化发祥地，辽东一带，永为中国之郡县，白山黑水久为中国之藩封，永乐奠定东北，直括今俄领东海滨阿穆尔省，满洲本大明之臣仆，原在职贡之域，亦即属国之人。就此二三千年之历史看，东北之为中国，与江苏或福建之为中国又无二致也。今不得已辨此本用不着辨者，此吾等写此编之第二动机也。

本编所用材料，在前代者以正史及通鉴为宗，近年吾国学人所考辑者，亦颇引用。关于明清两代者，新发见之材料颇多，持以实证，当感兴会。日本学人近于东北史地之致力颇有功绩，今亦引其吾人得见而可信者，借以循是非不以国界为限之义，且以见日本治历史者，如公实立言，亦只能将东北史作为中国学之一部研究之，亦不能不承认东北史事为中国史事之一部，其地或为中国郡县，或为中国藩封，且东北在历史上永远与日本找不出关系也。史学家如不能名白以黑，指鹿为马，则亦不能谓东北在历史上不是中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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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本书用“东北”一名词不用“满洲”一名词之义

日本及西洋人之图籍中，称东三省曰“满洲”，此一错误，至为浅显，而致此错误之用心则至深。满洲一词，本非地名，《满洲源流考》辩之已详。又非政治区域名，从来未有以满洲名政治区域者。此一地段，清初为奉天宁古塔两将军辖境，而奉天府尹辖州县民政，与山海关内之府厅州县制无别。康熙以来曰盛京省，清末曰东三省，分设督抚。有清二百余年中，官书私记均未尝以满洲名此区域也。此名词之通行，本凭借侵略中国以造“势力范围”之风气而起，其“南满”“北满”“东蒙”等名词，尤为专图侵略或瓜分中国而造之名词，毫无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根据。自清末来，中国人习而不察，亦有用于汉文中者，不特可笑，抑且可恨，本编用“中国东北”一名词以括此三省之区域，简称之曰“东北”，从其实也。

然满洲一词之原委不可不辩。关于此事，清代之官样文章《满洲源流考》云：

天男乘舠顺流下，至河，步登岸。……众曰：“此天生圣人也，不可使之徒行。”遂交手为舁，迎至家。三姓者议推为主，遂妻以女，奉为贝勒，居长白山东鄂多理城，建号满洲。是为国家开基之始。以国书考之，满洲本作满珠，二字皆平读。我朝光启东土，每岁西藏献丹书，皆称“曼珠师利大皇帝”。翻译名义曰：“曼珠，华言妙吉祥也。”又作曼殊室利，《大教王经》云：“释迦牟尼师毗卢遮那如来，而大圣曼珠室利为毗卢遮那本师。”殊珠音同，室师一音也。当时鸿号肇称，实本诸此。今汉字作满洲，盖因洲字义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耳。实则部族而非地名，固章章可考也。

然此书前面所载之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上谕则又曰：

史又称金之先出靺鞨部，古肃慎地。我朝肇兴时，旧称满珠所属曰珠申，后改称满珠，而汉字相沿，讹为满洲，其实即古肃慎，为珠申之转音，更足征疆域之相同矣。

按，满洲固非地名，然其来原殊自地名之建州出。去年北平故宫博物院发现之《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按《清太祖实录》今已发见者有三本。最早者为此一本，其为最早可以其称武皇帝证之，康熙初年以后已禁此称。此本绝少汉文修饰，称明曰“大国”、自居曰“夷君”，可见其未经改造。次为沈阳故宫所藏《满洲实录》本，此本已有修饰，然尚不多。次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之稿本，涂改数遍，每改则修饰愈多。最后之本为故宫藏第二本，今已印行者，此本已全非本来面目矣）。有下列之记载：

“三姓人息争，共奉布库里英雄为主，以百里女妻之。其国定号满洲，乃其始祖也。”（南朝误名建州）按，此书成于清初，彼时满洲人尚不深自讳饰其来源，康熙南巡谒孝陵时，乃九叩首也。康熙末年始有“得国至正”之辩，雍正始著《大义觉迷录》，乾隆始窜改国史，广作焚书，抹杀明代，藻饰其祖，而《满洲源流考》正成于乾隆四十二年，较之清初本之《太祖武皇帝实录》，盖后一百余年，其时因汉化后自惭而改其祖迹之事，已极不可究诘矣。满洲为清代祖号一说之不可信者，有数事可证。一、天命天聪时皆称金国汗，其远祖至多亦是为明人“忠顺看边”（见《清太宗伐明告示》，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一卷二号）者耳，焉得为人称曰大皇帝？如谓斯号为天聪时所造，犹可说，归之始祖，徒见其虚诞。二、《源流考》卷一所说与书首上谕所说全异，一谓肃慎之音译，一谓番僧之赠号，然乾隆所作《全韵诗词》注则又曰：“我国家肇基于东，故西藏每岁献丹书皆称曼珠师利大皇帝，至今汉字作满洲者，盖因洲字义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从俗。”同在一书而有二说，同在一人而有二说，足明此号之源，清盛时本无定论。

最初本《太祖实录》以满洲建州为一名，而以建州为汉语之误，此大可注意者。考建州一词之成立，最后亦当在唐渤海国时。《唐书·渤海传》记其府州之名数，于率宾府下有建州，《满洲源流考》于此名下注云：

《元一统志》金上京之南曰建州。

《明实录》永乐二年置建州卫（按我朝肇兴之地，即渤海建州之故壤也。辽金元皆有建州，并在今喀喇沁及土默特境，为辽时所移，非渤海之旧）。唐晏《渤海国志》于建州下云：

按，《元代一统志》，“混同江俗呼松阿里江，源出长白，北流经旧建州西五十里”，以此考之，则建州之地应在吉林东南额多力城之西，本国朝发祥之地。考《宁古塔纪略》云：“宁古塔城东有觉罗村，传为我朝发祥之地。”而《柳边纪略》则作觉罗城。《大清一统志》云：“鄂多理城在兴京东一千五百里，本朝最初建都于此。”《盛京通志》引《元史·塔出传》：“乃颜叛塔出，弃妻子，与麾下十二骑直抵建州，距咸平千五百里。”咸平，今开原县境，以地考之，则额多力城去开原固有千里余，正可与《元一统志》互证建州所在。则前人谓明建州卫即渤海建州信矣。

据此，渤海之建州为一地名，历辽金元而未改，明永乐之设建州卫，实沿千年之习俗，并非创制（按明代东北诸卫所创之名皆译音，其有此等雅称者，皆文化旧壤）。建州之称既远在先代，满洲之称尚不闻于努尔哈齐时，两字若为一词，只能满洲为建州之讹音，决不能建州为满洲之误字。

依上所分解，有五事可得指实者：一、建州之称，至明中季至少已数百年，约定俗成，官民共喻。二、满洲一词，清初未经掩饰之记载谓即建州，所谓“伪作”者，正指其本为一词耳。三、清代远祖居微小之部落，为明“忠顺看边”（见《清太宗伐明告示》），断无被西番称为“曼珠师利大皇帝”之事。且清初名金国，不称满洲，已由学者论定。四、满洲一词之来源，乾隆自己有两意见，全不相干。五、此词在满语中却作曼珠。将此五事并合，只能有一解释，即努尔哈齐所凭以创业之诸部，名建州者久矣，彼虽立金国之号，部落旧称之习俗不改，且汉化愈深愈知金号之并非特别体面，于是借番蒙语中（蒙古经典名词多出自番）曼殊之词，以讹汉语中建州之字，曼珠一词之施用，自当亦东部蒙古喇嘛教之者。盖喇嘛自元季以来，几成北部部族之国教，清族初年文化，非汉即蒙，而其文书乃蒙古也。然其造此满洲一词之用心，固昭然为迁就建州一词，盖建州一词，彼之先祖久已承认，入于神话故事，势不能改，只好讹之。然则满洲一词，谓为建州一词之亥豕鲁鱼可也（按满建二词，虽四声不同，然在今北方土音中是叠韵。故以满洲讹建州，其事甚便）。

建州改号之经过，及满洲一词之制度的意义，本书第三卷中另有专篇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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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古代之东北（自最初期至隋前）

第一章 渤海岸及其联属内地上文化之黎明

第一节 东北与中国北部在远古为同种

环渤海黄海岸，有济水、黄河、滦河、辽河、鸭绿江（古名马訾水）、大同江（古名水）之冲积地。此一区域，在汉唐明清之盛，属于同一之最高政治组织，当南北朝五季之衰，犹不失文化之一统。过此以北，至于松花江、乌苏里江、嫩江、黑龙江流域，虽在永乐以前中国之统治系统不过藩封（金元除外），然其民族固皆是所谓“东夷”，通古斯族其一，城郭礼俗，最近中土，南向望化，封贡不绝。且所谓通古斯族者，或谓其正是黄河流域乃至长江下流民族构成之一基本元素，今试看所谓满洲人者，人体组织有与黄河乃至长江流域人民巨大之不同乎？人量学之记载，关于此数地者，今尚未有充实之材料可作大规模之比较，以为深入之结论。然表面看去，关内人与关外人（无论有汉姓或无汉姓），除关外人因幼时仰卧而后脑骨稍平外，实无他异也。

近年在远东之考古学颇发达。以安特生、步达生诸君之贡献，吾等今已确知虽在混用新石器时代，东北区域在人种及文化上已与北中国为一体。民国十年，安特生先生在奉天（今辽宁）沙锅屯发掘一穴居留遗，其研究报告见于地质调查所出版之《古生物志》丁种第一号第一册。依此报告，此遗迹中所藏乃混用新石器时代之文化的遗物，而与安君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所发见者异常的合同。其结论云，彼在仰韶所发见之贝环，在此奉天穴居中“惊人的常遇到”，且在此奉天穴居之下层中并发见带彩陶器残片，此种陶器“正是在河南遗址所发见用具系统中最可注意的一事也”（本书第四十二叶）。凭此两点之重要，安君作结论云：“此一奉天穴居之留遗，与彼一河南遗址，不特时代上大致同期，且正属于同一的民族与文化的部类，即吾所谓仰韶文化者也。”

此两地所出之人骨遗留曾由步达生先生研究之，彼之结论亦谓此两地之混用新石器时代文化居住者大体上是一事。彼云：“经比较之后，知沙锅屯居民与仰韶居民并与今日北部中国人为一类。”（见《古生物志》丁种第一号第三册）

按，安君为系统的研究中国带彩陶器之人，其发见已为世界古代文化史辟一新章，步君为动荡一时学界之“北京原人”之寻求及研究者。以两君学术上之威权论，其结论自有重大的价值。凭此科学的根据，谓史前时代东北在文化及民族上即为中国之一部，可以不谬也（此意据李济先生，应声明）。

在东北考古得如此结论者，不特两君为然，日本学人之凭证据者，亦未能立异说也。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滨田耕作教授于1928年发掘旅顺之貔子窝，其工作之细密，印刷之精工，颇堪叹服。所附人骨研究，为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清野谦次教授等所作，其结论云：

总结说来，貔子窝人在许多点上与近代支那人及朝鲜人较远，而与石器时代之仰韶村人及沙锅屯人为近。如想到貔子窝人与近代人种的体躯的关系，吾人可说，在甚多骨骼的形质上，貔子窝人对近代人种中，独与支那人为最近。然则此石器时代之貔子窝人，谓为与近代支那人之祖先为一事，实最可通之说也。

滨田君虽未说得如此决断，然亦是同意于此者，其言曰：

历史指示吾人，当年此一中国地段大有为通古斯民族之名肃慎后号挹娄或勿吉者居住之可能。鸟居博士数年前曾谓在南满洲之新石器遗址为通古斯人，《晋书》所谓肃慎者所留，此类人在汉武东征前即住此地，至于砖墓贝墓则应归之于武帝后之汉人耳。此虽可聊备一说，然而谁知其曾于周汉时代占南满洲耶？又谁能否认纪元前一世纪武帝时以前汉民族之伸张一次再次不止耶？吾人诚不能免于置信者，即武帝时之汉人东渐，不过是前此支那人伸张之重现，而武帝之成功，正以其本地原有相当的民族的根据耳。此区中鬲式甗式陶器之常见，应归之于汉代，前支那人之伸张，而不应以为仅是文化之浮面的带入。纵使貔子窝附近区域曾受通古斯民族相当之影响，吾敢谓此地大体上仍多是支那式，文化上、人种上皆然也。此一说实根据在此所得骨骼的及文化的材料之最自然的结论。即置此人种的问题而不论，此地所出带有支那形质之陶器与石器及支那自出之泉币与铜器，其众多已足指示其不能仅为一种表面的移植，而必是深密结构于人民生活中者，只是带彩陶器之来源尚待后来研究，以断其究为本地所生抑是自外引入耳。

至于以通古斯人为自中国北部向东北移徙之民族，因而中国人与之有一共同之基本之一说，如史禄国诸君所谈者，事关推测，不遑悉录。

第二节 肃慎——挹娄——女真

中国史之起点，据传说在五千年以前，然舍神话及传说而但论可征之信史，实始于殷商之代，唐虞夏后，文献不足征也。所谓肃慎朝鲜者，地当东北，而时代则并起于殷周之世。兹撮录中国最古记载此两地者。

《左传·昭公九年》：昔武王克殷……肃慎燕亳，吾北土也。

《国语·鲁语下》：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以示后人，使永监焉，故铭其楛曰‘肃慎氏之贡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亲也，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氏之贡。君若使有司求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椟，如之。

《周书·王会解》：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麈（孔广森曰，稷慎，肃慎也）。

《书序》：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文从《史记·周本纪》）。

以上肃慎。

《尚书·大传》：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自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二祀来朝（引见《太平御览》第七百八十）。

《史记·宋世家》：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

《汉书·地理志》：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

以上朝鲜（又肃慎朝鲜皆见《山海经》及西汉各书，不悉录）。

夫朝鲜为殷商之后世，肃慎为诸夏之与国，东北历史与黄河流域之历史，盖并起而为一事矣。中国对四裔部落每多贱词，独于东夷称之曰仁，戎狄豺狼之秽词，莫之加也。举例如下：

《论语》：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说文》：儿，仁人也。古文奇字人也（按儿当为夷之奇字）。

《后汉书·东夷传》《王制》云：“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目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昔尧命羲仲宅嵎夷，曰谷，盖日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已后，世服王化，遂宾于王门，献其乐舞。桀为暴虐，诸夷内侵。殷汤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蓝夷作寇。自是或服或畔，三百余年。武乙衰敝，东夷寖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及武王灭纣，肃慎来献石砮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诱夷狄，周公征之，遂定东夷。康王之时，肃慎复至。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穆王后得骥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于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厉王无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复命召公伐而平之。及幽王淫乱，四夷交侵。至齐桓修霸，攘而却焉。及楚灵会申，亦来豫盟。后越迁琅邪，与共征战，遂陵暴诸夏，侵灭小邦。

秦并六国，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陈涉起兵，天下崩溃，燕人卫满避地朝鲜，因王其国，百有余岁，武帝灭之，于是东夷始通上京。王莽篡位，貊人寇边。建武之初，复来朝贡。时辽东太守祭肜威慑北方，声行海表，于是貊倭韩万里朝献，故章和已后使聘流通。逮永初多难，始入寇抄，桓、灵失政，渐滋曼焉。自中兴之后，四夷来宾，虽时有乖畔，而使驿不绝，故国俗风土可得略记。东夷率皆土著，喜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器用俎豆，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按所谓土著者，应指久居其地附土为生而言，以对迁徙无定之游牧人）。

《魏志·东夷传》：挹娄……古之肃慎氏之国也。

按范氏所举之夷，包括实广，如所说，则河淮下游在大一统前之古代与东北有民族之共同性，此待后论。《左传》《国语》所谓肃慎，其地名不可指实，证以“肃慎燕亳，吾东土也”一语，必去燕不远，当在今辽河流域，或内及滦河，外及鸭绿，正是战国时燕之东土。《后汉书》以挹娄当之，然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东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极”，在地理上殊不合。范氏所谓“挹娄古肃慎之国也”，亦自有所本。《大荒北经》郭注云：“肃慎国……《后汉书》所谓挹娄者也。”郝懿《行笺疏》云：“今之《后汉书》，非郭所见，而此注引《后汉书》者，《吴志·妃嫔传》云：‘谢承撰《后汉书》百余卷。’”然则挹娄即肃慎一说至后亦见于魏初之史籍，更前于陈寿说矣。肃慎在古为名部，彤弓弧矢，所以成嘉命者，而秦汉时反不闻，《后汉书》及《晋书》转记之。然魏晋时固有以肃慎名国者，则无可疑。《魏志》：明帝青龙四年，“五月丁巳，肃慎献楛矢”。《晋书》更言之凿凿，不曰“挹娄古肃慎之国也”，而径曰“肃慎氏一名挹娄”，且记其事云，“及文帝作相，魏景之末，来贡楛矢、石砮、弓甲、貂皮之属……至武帝元康初，复来贡献。元帝中兴，又诣江左，贡其石砮。至成帝时，通贡于石季龙，四年方达”。如此，则魏晋时有以肃慎名国者，即挹娄，非谢氏陈氏范氏稽古而加挹娄以肃慎之名也。吴士鉴《晋书》斠注云：“据高丽《好太王碑》，言其践阼之八年戊戌，偏师出肃慎，掠得其城地人民，云云。戊戌为东晋安帝隆安二年，是晋之末造肃慎国尚安然无恙，迨后高丽益强，肃慎挹娄始俱为所并。观隋炀帝征高丽，分二十四军，其右翼有肃慎道，知其时地入高丽已久，但不悉亡于何年。”（按，《好太王碑》原文云，一、八年戊戌，教遣偏师，观慎土谷，因便抄得莫新罗城加太罗谷男女三百余人。）又《满洲源流考》言“挹娄疆域与肃慎正同”，其说不误。又谓肃慎、挹娄、珠申、女真为一音之转，亦确。然则肃慎部落，虽汉字之名谓屡易，而东陲之习称不改。周初肃慎西界，必达于辽河山海关间，或更及于关内，其因东向之殖民，燕秦之拓土，而肃慎部落失其西疆耶？然其在东北山泽林木中者，广阔数千里，虽部落历有起伏，而民称迄无改变。今吾人知女真之语言，即可藉以推知肃慎之族类矣。

且女真者，东北众多民族中之一支而已。此族自靺鞨时始大，前此在东北之重要民族乃是貊（参看本书第一卷第四章），而非女真。貊与汉族之关系尤切。貊虽自高丽灭后失政治之独立（在朝鲜半岛者除外），其遗民固为东北新族之大成分，新族之文化易于进展者亦以此也（此亦详后）。且即就女真言之，女真所出之挹娄人与最近中国之貊族夫余人异语异文而同人形（见《后汉书》），明其种族之大同，或混合之深切。女真语固与汉语不同族，然语言是语言，种族是种族。黄河流域史前世人与东北史前世人既为一类，而为今北部中国人之祖，已如上节所说，今更可以习俗证历代东夷部落与中国为近。诸史《东夷传》所载之习俗，如居栅寨而不游牧，饲豕箕坐，妇贞，三年丧（三年丧见《唐书·室韦传》等），以弓矢为最要战具，巫俗等皆与中国人生活有基本的共同。汉语在黄河流域何时演成，今尚不能推定，然大致当在夏商时，在此语演成之先，当有一共同之民族或种族，为黄河下半淮水、济水、辽水、水各流域或更至松花江、乌苏里江、嫩江流域之后代居民，安置一个基础的原素。故考人类者，见东北与关内人种之共同，治比较民俗学者，见其下层文化之相关，虽后来因黄河流域文明迈进之故，在东北者一时追不上，若文质异途者，究不过上层差别，故易于因政治之力量而混同也。大凡民族或部落相处，虽斗争愈近愈大，然同情心则不然，民族愈相近者，同情必愈多，愈远者反感必愈多。中国人对漠南游牧族自始少同情，而戎狄胡虏皆成丑字丑词，独于东夷，名之曰仁人，称之曰君子，班、陈、谢、范异口同词。如非同类，决无是言。是则中国人自觉与东夷为一类，历殷周秦汉而然，逮乌桓鲜卑化于匈奴，中国始变其态度焉。

成王时邻于燕亳之肃慎必较挹娄之疆域为近于中国，当是黄河流域文明迈进而东向发展之后，肃慎部落之西部落入新文化中，或其语言亦随之而变，远居山林者，仍旧贯耳。

第三节 朱蒙天女玄鸟诸神话

神话之比较研究，乃近代治民族分合问题者一大利器。例如犹太民族，方言尚有差异，其齐一处反在其创世神话。又如希腊罗马同为印度欧罗巴民族西南支派，其关系之密切可以其全神系统证之。中国东北历代各部落之“人降论”，见于《朱蒙天女》等传说者，分析之虽成数种传说，比较之却是一个神话。兹录此神话之重要材料如下：

《论衡·吉验篇》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后产子，捐于猪溷中，猪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置马栏中，欲使马藉杀之，马复以口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东明，令牧牛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魏志·三十夫余传》注引《魏略》同。）

《魏书·高句丽传》高句丽者，出于夫余。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余王弃之与犬，犬不食。弃之与豕，豕又不食。弃之于路，牛马避之。后弃之野，众鸟以毛茹之。夫余王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余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将有异志，请除之。王不听，命之养马。朱蒙每私试，知有善恶，骏者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夫余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给朱蒙。后狩于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虽矢少，殪兽甚多。夫余之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告朱蒙曰：“国将害汝，以汝才略，宜远适四方。”朱蒙乃与乌引、乌违等二人弃夫余东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济无梁，夫余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济？”于是鱼鳖并浮，为之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见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衲衣，一人著水藻衣，与朱蒙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曰高句丽，因以为氏焉。

高丽《好太王碑》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出。生子有圣□□□□□□命驾巡东南下，路由夫余奄利大水。王临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伯女郎，邹牟王，为我连浮龟。”应声即为连浮龟，然后造渡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永乐□位，因遣黄龙来下迎王，王于忽本东冈黄龙负升天。

高丽王氏朝金富轼撰《三国史记·高句骊纪》始祖东明圣王姓高氏，讳朱蒙（一云邹牟，一云象解）。先是扶余王解夫娄老，无子，祭山川求嗣。其所御马至鲲渊，见大石，相对流泪。王怪之，使人转其石，有小儿，金色，蛙形（蛙一作蜗）。王喜曰：“此乃天赉我令胤乎？”乃收而养之，名曰金蛙。及其长，立为太子。后其相阿兰弗曰：“日者天降我曰：‘将使吾子孙立国于此，汝其避之东海之滨，有地号曰迦叶原，土壤膏腴，宜五谷，可都也。’”阿兰弗遂劝王移都于彼国，号东扶余。其旧都有人，不知所从来，自称天帝子解慕漱来都焉。及解夫娄薨，金蛙嗣位。于是时得女子于太白山南优渤水，问之，曰：“我是河伯之女，名柳花，与诸弟出游，时有一男子自言天帝子解慕漱，诱我于熊心山下鸭绿边室中私之，即往不返，父母责我无媒而从人，遂谪居优渤水。”金蛙异之，幽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而照之，因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许，王弃之与犬豕，皆不食。又弃之路中，牛马避之。后弃之野，鸟覆翼之。王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儿破壳而出，骨表英奇。年甫七岁，嶷然异常，自作弓矢射之，百发百中。扶余俗语善射为朱蒙，故以名云。金蛙有七子，常与朱蒙游戏，其伎能皆不及朱蒙。其长子带素言于王曰：“朱蒙非人所生，其为人也勇，若不早图，恐有后患，请除之。”王不听，使之养马。朱蒙知其骏者而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王以肥者自乘，瘦者给朱蒙。后猎于野，以朱蒙善射，与其矢小，而朱蒙殪兽甚多。王子及诸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之，告曰：“国人将害汝，以汝才略，何往而不可？与其迟留而受辱，不若远适以有为。”朱蒙乃与鸟伊摩离陕父等三人为友，行至淹淲水（一名盖斯水，在鸭绿东北），欲渡无梁，恐为追兵所迫，告水曰：“我是天帝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者垂及，如何？”于是鱼鳖浮出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行至毛屯谷（《魏书》云，至普述水），遇三人，其一人着麻衣，一人着衲衣，一人着水藻衣。朱蒙问曰：“子等何许人也？何姓何名乎？”麻衣者曰：“名再思。”衲衣者曰：“名武骨。”水藻衣者曰：“名默居。”而不言姓。朱蒙赐再思姓克氏，武骨仲室氏，默居少室氏。乃告于众曰：“我方承景命，欲启元基，而适遇此三贤，岂非天赐乎？”遂揆其能，各任以事，与之俱至卒本川（《魏书》云，至纥升骨城）。观其土壤肥美，山河险固，遂欲都焉，而未遑作宫室，但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因以高为氏（一云，朱蒙至卒本，扶余王无子，见朱蒙，知非常人，以其女妻之。王薨，朱蒙嗣位）。时朱蒙年二十二岁，是汉孝元帝建昭二年。

《朝鲜实录·本记》（引见今西龙著《朱蒙传说》，内藤博士颂寿纪念。此书为朝鲜王朝秘籍，近由鲜京大学印成数部。）夫余王解夫娄老无子，祭山川求嗣。所御马至鲲渊，见大石流泪。王怪之，使人转其石，有小儿金色蛙形。王曰：“此天赐我令胤乎？”乃收养之，名曰金蛙，立为太子。其相阿兰弗曰：“日者天降我曰，将使吾子孙立国于此，汝其避之东海之滨，有地号迦叶原，土宜五谷，可都也。”阿兰弗劝王移都，号东夫余。于旧都解慕漱，为天帝子来都。汉神雀三年壬戌（四月甲寅），天帝遣太子降游扶余王古都，号解慕漱。从天而下，乘五龙车，从者百余人，皆骑白鹄，彩云浮于上，音乐动云中，止熊心山，经十余日始下。首戴鸟羽之冠，腰带剑光之剑，朝则听事，暮即升天，世谓之天王郎。城北青河河伯（青河今鸭绿江也），有三女，长曰柳花，次曰萱花，季曰苇花。三女自青河出游熊心渊上，神姿艳丽，杂佩锵洋，与汉皋无异。王谓左右曰：“得而为妃，可有后胤。”其女见王，即入水。左右曰：“大王何不作宫殿，俟女入室，当户遮之？”王以为然。以马鞭画地，铜室俄成，壮丽于空中。王三席置樽酒，其女各座其席，相欢，饮酒大醉，云云。王俟三女大醉，急出遮。女等惊走，长女柳花为王所止。河伯又怒，遣使告曰：“汝是何人，留我女乎？”王报云：“我是天帝之子，今欲与河伯结婚。”河伯又使告曰：“汝若天帝之子，于我有求婚者，当使媒，云云，今辄留我女，何其失礼？”王惭之。将往见河伯，不能入室。欲放其女，女既与王定情，不肯离去，乃劝王曰：“如有龙车，可到河伯之国。”王指天而告，俄而五龙车从空而下。王与女乘车，风云忽起，至其宫。河伯备礼迎之，坐定，谓曰：“婚姻之道，天下之通规，何为失礼辱我门宗？”河伯曰：“王是天帝之子，有何神异？”王曰：“惟在所试。”于是河伯于庭前水化为鲤，随浪而游，王化为獭而捕之。河伯又化为鹿而走，王化为豺逐之。河伯化为雉，王化为鹰击之。河伯以为诚是天帝之子，以礼成婚。恐王无将女之心，张乐置酒，劝王大醉（河伯之酒七日乃醒），与女入于小革舆中，载以龙车，欲令升天。其车未出水，王即酒醒。取女黄金钗，刺革舆，从孔独出升天。河伯大怒其女，曰：“汝不从我训，终辱我门。”令左右绞挽女口，其唇吻长三尺，惟与奴婢二人贬于优渤水中。优渤，泽名，今在太伯山南。渔师强力扶邹告金蛙曰：“近有盗粱中鱼而将去者，未知何兽也？”王乃使渔师以网引之，其网破裂。更造铁网引之，始得一女，坐石而出。其女唇长，不能言，令三截其唇，乃言。王知天帝子妃，以别宫置之。其女怀牖中日曜，因以有娠，神雀四年癸亥岁夏四月，生朱蒙。啼声甚伟，骨表英奇。初生，左腋生一卵，大如五升许。王怪之，曰：“人生鸟卵，可为不祥。”使人置之马牧，群马不践。弃于深山，百兽皆护。云阴之日，卵上恒有日光。

王取卵送母养之，卵终乃开，得一男。生未经月，言语并实。谓母曰：“群蝇目，不能睡，母为我作弓矢。”其母以荜作弓矢与之，自射纺车上蝇，发矢即中。扶余谓善射曰朱蒙。年至长大，才能兼备。金蛙有子七人，常共朱蒙游猎。王子及从者四十余人，惟获一鹿，朱蒙射鹿至多。王子妒之，乃执朱蒙缚树，夺鹿而去，朱蒙树拔而去。太子带素言于王曰：“朱蒙神勇之士，瞻视非常，若不早图，必有后患。”王使朱蒙牧马，欲试其意。朱蒙内怀恨，谓母曰：“我是天帝之孙，为人牧马，生不如死，欲往南土造国家，母在，不敢自专，云云。”其母曰：“此吾之所以日夜腐心也。”“吾闻士之涉长途者，顺凭骏足，吾能择马矣。”遂往牧马，即以长鞭乱捶，群马皆惊走，一骍马跳过二丈之栏。朱蒙知马骏逸，潜以针捶马舌，痛不食水草，其马瘦悴。王巡行马牧，见群马悉肥，大喜，仍以瘦锡朱蒙。朱蒙得之，拔其针加云。暗结乌伊摩离陕父等三人。南行至淹淲。一名盖斯水，在今鸭绿东北，欲渡无舟。恐追兵奄及，乃以策指天，慨然叹曰：“我天帝之孙，河伯之甥，今避难至此，皇天后土怜我孤子，速致舟桥。”言讫，以弓打水，龟鳖浮出成桥，朱蒙乃得渡。良久，追兵至。追兵至河，鱼鳖桥即灭，已上桥者皆没死。朱蒙临别，不忍暌违。其母曰：“汝勿以一母为念。”乃裹五谷种以送之。朱蒙自切生别之心，忘其麦子。朱蒙息大树之下，有双鸠来集。朱蒙曰：“应是神母使送麦子。”乃引弓射之，一矢俱举，开喉得麦子。以水喷鸠，更苏而飞去，云云。王行至卒本川，庐于沸流水上，国号为高句丽，王自坐茀绝之上，略定君臣神。（中略）在位十九年，秋九月，王升天不下，时年四十，太子以所遗玉鞭葬于龙山，云云。（下略）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故宫博物院藏本。按，《清太祖实录》今已发现者有三本，一名《太祖武皇帝实录》，藏北平故宫博物院，是最初本。一名《太祖高皇帝实录》，是一稿本，涂改数遍，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亦名《太祖高皇帝实录》，藏北平故宫博物院，已由该院印出，此为最后之本。又有《满洲实录》，藏沈阳故宫博物院，已由该院影印，文饰较少，当在故宫第一本及中央研究院稿本之间。今录故宫第一本，而注明沈阳本之异文。）长白山高约二百里，周围约千里。此山之上有一潭名他们（沈阳本作闼门），周围约八十里。鸭绿、混同、爱滹三江，俱从此山流出。鸭绿江自山南泻出向西流，直入辽东之南海。混同江自山北泻出向北流，直入北海。爱滹江向东流，直入东海。此三江中每出珠宝。长白山山高地寒，风劲不休，夏日，环山之兽俱投憩此山中。（沈阳本此下有云，此山尽是浮石，乃东北一名山也。）

满洲源流。

满洲原起于长白山之东北布库里山下一泊，名布尔（沈阳本作勒）湖里。初，天降三仙女浴于泊，长名恩古伦，次名正古伦，三名佛库伦，浴毕上岸，有神鹊衔一朱果置佛库伦衣上，色甚鲜妍。佛古（沈阳本作库）伦爱之不忍释手，遂衔口中。甫著衣，其果入腹中，即感而成孕。告二姊曰：“吾觉腹重不能同升，奈何？”二姊曰：“吾等曾服丹药，谅无死理，此乃天意俟尔身轻上升未晚。”遂别去。佛库伦后生一男，生而能言，倏尔长成。母告子曰：“天生汝，实令汝为夷国主（沈阳本作以定乱国），可往彼处将所生缘由一一详说。”乃与一舟，“顺水去，即其地也”。言讫，忽不见。其子乘舟顺流而下，至于人居之处，登岸，折柳条为坐具，似椅形，独踞其上。彼时长白山东南鳌莫惠（地名）鳌多理（城名。此两名沈阳本作鄂谟辉、鄂多理），内有三姓夷酋争长（沈阳本作争为雄长），终日互相杀伤。适一人来取水，见其子举止奇异，相貌非常，回至争斗之处，告众曰：“汝等无争，我于取水处遇一奇男子，非凡人也。想天不虚生此人，盍往观之？”三酋长（沈阳本作三姓人）闻言罢战，同众往观。及见，果非常人，异而诘之。答曰：“我乃天女佛库伦所生，姓爱新（华语[沈阳本作汉言]，金也）觉罗（姓也），名布库理雍顺，天降我定汝等之乱。”因将母所嘱之言详告之。众皆惊异曰：“此人不可使之徒行。”遂相插手为舆，拥捧（沈阳本作护）而回。三姓人息争，共奉布库里英雄（沈阳本作哩雍顺）为主，以百里女妻之。其国定号满洲，乃其始祖也（南朝误名建州）。

如上所引，可知此一传说在东北各部族中之普遍与绵长。此即东北人之“人降”一神话。持此神话，可见东北各部族之同源异流（至少是一部分的）。

然而此一神话殊不以东北为限，殷商亦然，岂非大可注意之事欤？欲说明此事，须先疏解殷墟卜辞中之“妣乙”与《诗经》及传记中之“玄鸟”。查殷墟卜辞中常有卜祭妣乙之记载，择录如下：

𤉲于（妣乙）一牢狸二牢

乙巳卜贞𤉲于妣乙五牛沈十牛十月在斗

丁巳卜其𤉲于妣乙牢沈

戊午卜亘贞𤉲于妣乙

丁卯卜丙𤉲于妣乙十牛俎十牛

丙子卜贞乎酒姚乙二豕三羊卯五牛

妣乙在商王之先祖先妣系统中，有下列诸特点：

一、其他之妣某皆可寻得其丈夫，因有合祭之礼，并因其虽在特祭时，亦冠其夫之称于上也。

王静安曰：“凡卜辞上称王宾某，下称奭某者，其卜曰亦依奭名，皆专为妣祭而卜。其妣上必冠以王宾某（如大甲大乙之类）。奭者，所以别于同姓之他妣，如后世后谥上冠以帝谥，未必帝后并祀也。”（《增订殷墟书契考释》下五八叶。）仅妣乙是永不合祭者，仿佛彼未尝有丈夫也。𤉲二、其他自上甲至于多后之妣，祭礼平常，独妣乙用。者，仅于夋、土、亥三世用之。夋者，殷之高祖，所谓帝喾者（王静安说）。土者，相土（王静安说），亦即邦社（余说，见所著《古代中国民族》）。亥者，服牛而弊于有易之王亥。皆商之初叶明王。“自上甲至于多后”之祭，虽“帅契”之上甲，成唐之大乙，戡服鬼方之武丁，皆不与于祭。

祭之用，仅限于此，并及于兕，则妣乙必为一特尊之古妣，然后可与帝喾、相土、王亥为一类。

妣乙既不属于“自上甲至于多后”一时代，因其祭礼又可知为与夋、土、亥成一系，则吾人自不免于疑及妣乙岂不即是有娀氏女欤。

此一假设，居然以《吕氏春秋》及《说文》之助明确证明。《吕氏春秋·音初篇》云：

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

此语是谓有娀氏女是以燕为媒者。此语又有《月令·仲春纪》为佐证，其中有一段云：

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而《说文》又明白以乙为玄鸟。《大徐本十二上》：“，玄鸟也。齐鲁谓之乙，取其鸣自呼……，乙或从鸟。”《系传》及《韵会》所引皆作“燕燕玄鸟也”，各家注说文者皆从之。然则燕即乙，乙即玄鸟，说文所标甚明。小徐曰：“《尔雅》，‘燕燕，乙’，此与甲乙之乙相类。”惠栋以为“与乙不类，一作，一作乙”。惠说惑于《说文》之分为二字。不如《说文》分此，只缘欲借以存鳦字而便于释孔、乳二字，乃强建此部首。孔之左旁在《金文》固不从乙，乳则在金文无征。又《诗·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毛曰：“玄鸟，鳦也。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有娀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郑曰：“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谓鳦遗卵，娀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

据此等记载，玄鸟生商之故事，至今尚有大体可见。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所谓“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者，据传说玄鸟之卵，入有娀氏女之腹，故实为“二而一”。各国神话中“二而一”者，其例甚多。所谓“三位一体”之神学，即是神话之哲学化。然则“妣乙”即是传说中之燕燕，即是商之始祖妣，即是有娀氏女，更无可疑也。

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之故事既明，然后持此故事以与本节所引朱蒙天女等传说比较，其为一个神话，更无可疑。此一线索，真明白指示吾人，商之始业，与秦汉以来之东北部落导于一源，至少亦是文化之深切接触与混合也。东北部族与中国历史之为一事，有此证据，可谓得一大路也。

第四节 殷商与东北

且殷商与东北之关系，不仅可以“玄鸟”之故事证之，更有他事可以为证者，一曰亳之地望，二曰朝鲜与箕子之故事。亳之所在，经王国维证其为汉之山阳郡薄县（今山东省曹县），其说至确，而京兆杜陵西亳之说，自不能成立（见《观堂集林》，王氏说实本于胡天游）。然吾案沿济河下游以薄之音转为地名者，尚有多处，薄姑其一也。且“肃慎燕亳”之亳，尤当在今河北省东北境，如谓与商无涉，亦无证据。经分解之后，参以其他证据，以为商之起源，当在今河北东北，暨于济水入海处。汤之先世，溯济水而上，至于商丘。诗所谓“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者，其海外当即渤海之东，是汤之先祖已据东北为大国矣。此说见吾所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二月后出版。文繁，本文中无术移录，请读者参看之。至于朝鲜与箕子之故事，实不啻指示吾人曰，商与东北本有一密切关系，故于丧败之后，犹能退保辽东，而周公成王征东夷之兵力终不及也。不然，以丧败之余烬，焉能越辽海而王朝鲜？必其原有根基，然后可据地理的辽远形势以自保也。以此二事，可知商之兴也，自东北来，商之亡也，向东北去。商为中国信史之第一章，亦即为东北史之第一叶。就历史之系统论，东北与中国为一体，更不待烦言然后解也。

综合以上四节所说，可成下列之约语：

一、近年来考古学者人类学者在中国北部及东北之努力，已证明史前时代中国北部与中国东北在人种上及文化上是一事。

二、以神话之比较为工具，已足说明历代之东北部族与开中国历史之朝代有密切之关系。

三、以殷商朝鲜肃慎等地名之核比，知在中国史之初期中，渤海两岸是一体。

四、更以诸史所记东北部族之习俗生活等，知其与所谓“汉人”有一共同的基本成分，转与漠北之牧族、西域之胡人截然不同。

人种的、历史的、地理的，皆足说明东北在远古即是中国之一体。此系近代科学寻求所供给吾等之知识，有物质之证明，非揣测之论断。

第二章 燕秦汉与东北

关于燕秦汉与东北关系之重要史料如下：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一年……破燕……燕王东收辽东而王之……二十五年，使王贲将，攻燕辽东，得燕王喜（此亦燕有辽东之证）。

《〈史记〉自序》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藩，葆塞为外臣。此王满臣中国之证。（《太史公序·朝鲜列传》，但说此事，不纪汉武功能者，欲明汉武之举为无谓也。）

《魏略》（引见《三国志注》）昔箕子之后朝鲜侯，见周衰，燕自尊为王，欲东略地，朝鲜侯亦自称为王，欲兴兵遂击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礼谏之，乃止。使礼西说燕，燕止之，不攻。后子孙稍骄虐，燕乃遣将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二千余里，至满潘汙为界，朝鲜遂弱。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筑长城，到辽东时，朝鲜王否立，畏秦袭之，略服属秦，不肯朝会。否死，箕子准立，二十余年，而陈、项起，天下乱。燕、齐、赵民愁苦，稍稍亡往准，准乃置之于西方。及汉以卢绾为燕王，朝鲜与燕界于溴水。及绾反入匈奴，燕人卫满亡命为胡服，东渡溴水，诣准降。说准求居西界，故中国亡命为朝鲜藩屏。准信宠之，拜为博士，赐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边。满诱亡党，众稍多，乃诈遣人告准，言汉兵十道至，求人宿卫。遂还攻准，准与满战，不敌也（按，溴当为字之误）。

《史记·朝鲜列传》（《汉书》之异文附注于下）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汉书》无“者”“故”“也”三字）。自始全燕时（《汉书》无“全”字）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汉书》无“塞”字）。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汉书》无“其”字），复修辽东故塞，至水为界，属燕。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聚党千余人，魋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汉书》“魋”作“椎”），渡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汉书》“命”作“在”），都王险。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汉书》无“时”字），辽东太守即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汉书》“无”作“毋”），诸蛮夷君长（《汉书》无“诸”字）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以闻。上许之。以故满得兵威财物（《汉书》“得”下有“以”字），侵降其旁小邑，真番临屯皆来服属，方数千里。传子至孙右渠，所诱汉亡人滋多，又未尝入见，真番旁众国（《汉书》“旁众国”作“辰国”）欲上书见天子，又拥阏不通（《汉书》“拥”作“雍”，“不”作“弗”）。元封二年，汉使涉何谯谕右渠（《汉书》“谯”作“诱”），终不肯奉诏。何去，至界上（《汉书》无“上”字），临水，使御刺杀送何者（《汉书》“御”作“驭”）。朝鲜裨王长即渡驰入塞（《汉书》“渡”下有“水”字）。遂归报天子曰，杀朝鲜将。上为其名美，即不诘（《汉书》“即不诘”作“弗诘”），拜何为辽东东部都尉。朝鲜怨何，发兵袭攻杀何。天子募罪人击朝鲜。其秋，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汉书》“渤”作“勃”），兵五万人（《汉书》无“人”字），左将军荀彘出辽东，讨右渠（《汉书》“讨”作“诛”）。右渠发兵距险，左将军卒正多率辽东兵（《汉书》“正多率辽东兵”作“多率辽东士”），兵先纵，败散，多还走，坐法斩。楼船将军将齐兵七千人（《汉书》无“将军”二字）先至王险。右渠城守，窥知楼船军少，即出城击楼船（《汉书》无“城”字）。楼船军败，散走。将军杨仆失其众（《汉书》无“杨”字），遁山中十余日，稍求收散卒，复聚。左将军击朝鲜水西军，未能破。自前天子为两将未有利（《汉书》无“自前”二字），乃使卫山因兵威往谕右渠。右渠见使者顿首谢：“愿降，恐两将诈杀臣（《汉书》无“两”字），今见信节，请服降。”遣太子入谢，献马五千匹，及馈军粮。人众万余持兵方渡水，使者及左将军疑其为变，谓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将军诈杀之（《汉书》无“杀”字），遂不渡水，复引归。山还报天子，天子诛山（《汉书》“山还报天子，天子诛山”作“山报天子诛山”）。左将军破水上军，乃前至城下，围其西北，楼船亦往会，居城南。右渠遂坚守城，数月未能下。左将军素侍中幸，将燕代卒悍，乘胜，军多骄。楼船将齐卒入海，固已多败亡（《汉书》无“固”字），其先与右渠战，困辱，亡卒，卒皆恐，将心惭，其围右渠常持和节。左将军急击之，朝鲜大臣乃阴间使人私约降楼船，往来言尚未肯决。左将军数与楼船期战，楼船欲急就其约（《汉书》无“急”字），不会。左将军亦使人求间却（《汉书》“却”作“隙”）降下朝鲜，朝鲜不肯，心附楼船（《汉书》无不上“朝鲜”二字）。以故两将不相能（《汉书》“能”作“得”）。左将军心意楼船前有失军罪，今与朝鲜私善（《汉书》“私”作“和”），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计，未敢发。天子曰：“将率不能前（《汉书》“率”作“卒”，“前”作“制”），及使卫山谕降右渠（《汉书》“及”作“乃”），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决（《汉书》无“右渠遣太子山使”七字，又“剸”作“颛”），与左将军计相误（《汉书》无“计”字），卒沮约。今两将围城，又乖异，以故久不决。使故济南太守（《汉书》无下“故”字）公孙遂往征之（《汉书》“征”作“正”），有便宜得以从事。”遂至，左将军曰：“朝鲜当下久矣，不下者有状。”言楼船数期不会（《汉书》无“有状言”三字），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为大害，非独楼船，又且与朝鲜共灭吾军。”遂亦以为然，而以节召楼船将军入左将军营计事（《汉书》无“营”字），即命左将军麾下（《汉书》“麾”作“戏”）执捕楼船将军（《汉书》“捕”作“缚”），并其军，以报天子（《汉书》无“天子”二字），天子诛遂（《汉书》“诛”作“许”）。左将军已并两军，即急击朝鲜。朝鲜相路人、相韩阴（《汉书》“阴”作“陶”，以下同）、尼谿相参、将军王相与谋曰：“始欲降楼船，楼船今执，独左将军并将，战益急，恐不能与战，王又不肯降。”阴路人皆亡降汉，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参乃使人杀朝鲜王右渠来降。王险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复攻吏（《汉书》“攻”作“政”）。左将军使右渠子长降相路人之子最（《汉书》无“之”字）告谕其民，诛成已，以故遂定朝鲜，为四郡（《汉书》）作“故遂朝鲜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封参为清侯，阴为萩苴侯（《汉书》“萩”作“秋”）。为平州侯，长为几侯，最以父死颇有功，为温阳侯（《汉书》“温”作“沮”）。左将军征至，坐争功相嫉，乖计，弃市。楼船将军亦坐兵至列口，当待左将军，擅先纵，失亡多，当诛，赎为庶人（按，此传中《汉书》之不同《史记》处，所关有甚重要者）。

《汉书·地理志》上谷至辽东地广民希，数被胡寇。欲与赵代相类，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隙乌丸夫余，东贾真番之利。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灭貉句骊蛮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取无所仇。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饮食以笾豆，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臧，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今于犯禁浸多至六十余条。可贵哉仁贤之化也！然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晋书·地理志·乐浪郡》遂城，秦筑长城之所起。

综合以上之史料，可说明燕秦汉与东北之关系如下列之步骤：

一、周汉时之朝鲜（当时之朝鲜境与今不同，当时朝鲜北有今辽宁省之一部，南有今朝鲜境之大半，而所谓三韩者不与），初为箕子后人之国，继为卫满自王之地，较之南粤与中国之关系更近。

二、燕时辽东及朝鲜之一部皆属燕，其建置之可考者有辽东郡（见《史记·匈奴传》）。

三、秦代之东北境有辽东郡、辽西郡、渔阳郡、右北平郡，皆燕时所置（见《匈奴传》），更以朝鲜属辽东外徼。燕秦时今朝鲜西境皆臣服于中国，最南所及，已至今朝鲜京城之南。说详下章论真番一节中。

四、汉兴，稍向内撤守御，“复兴辽东故塞，至水（今朝鲜平壤城之大同江）为界，属燕”。然辽东仍为重镇，有高庙（汉高帝庙）。

五、汉武时，以朝鲜王右渠不恭顺为借口而东伐，定其全部，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其北境之部族皆率服，其南境之三韩（辰韩、马韩、弁韩）皆入贡。于是朝鲜半岛与今所谓南满及东海滨州者，皆统一于中国之治焉。

汉武之平定朝鲜，其目的固在对匈奴，刘歆所谓“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之右臂”者是也（见《汉书·韦玄成传》引《歆孝武庙不毁议》）。然汉武所伐国，如本为诸夏之遗，则永世安平，南粤瓯闽是也，如其地本非中国，则虽略其城，固不能终有之，大宛是也。朝鲜一定之后，终西汉魏晋为中国之郡县，直至晋失其驭，然后慕容氏兼有幽营，如朝鲜本非汉人所居，武帝之功或不易如此其速成而持久。《史记》《汉书》所记，辽水之外远及洌水，自燕以来为东徼所及，其统治者固明明为中国人矣，其人民已明言多是中国亡命矣，然其居民之本体为何如乎？欲答此问题，有两处材料可用。其一为《汉书·地理志》，《汉志》明明将玄菟、乐浪列之燕分。（班云：“……皆燕分也，玄菟、乐浪亦宜属焉。”）然此尚无大关系，其最要之材料为《方言》。《方言》一书作于何人，虽有异论，然其材料必为西汉者，可以其所用方域称号皆本战国之旧，汉郡之名全不用，以证之。若谓汉代郡国过小，以称方言区域为不便，故从周旧，则《方言》书中所谓“周、郑之间”“吴、扬、江、淮之间”“燕、赵之郊”者，正不如直说汉之郡国为便。大凡政治之区域与习俗之区域每不同，习俗因前代之旧，政治从本朝之典。故《汉书·地理志》始以郡国之统计者，从当世，结以列国之分野者，因习俗也。西汉人著书及于习俗必从周代，犹之东汉人著书及于习俗必从西汉耳。然则《方言》一书是否为杨雄手笔，虽不能论定，其与刘歆往来书亦自有可疑处，惟其为西汉之材料（或更在前），则以其区域之名称言之，可以无疑。若为东汉人书，纵不用司隶诸州之号，亦当用前汉郡国之称矣。且此书以春秋战国之地名为区域，明其渊源自昔。此虽汉代方言，然汉代方言之区域如此者，正以上本周代，《方言》之演成区域，非一世之功所能成就。何况此书标题本作《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汉末应劭曰：“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秘室。及嬴氏之亡，遗脱漏弃，无见之者。蜀人严君平有千余言，林闾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杨雄好之。”明此书所据材料渊源在昔，非可以杨雄时为限矣。在《方言》一书中，北燕朝鲜自为一方言区域，西与燕小别，南与齐卫各殊（持《方言》一书所记差异，可画为若干方言区，参看林语堂先生所考[见《贡献》第二期]）。而此一区中之方言，试与其他区中者比之，皆汉语之音变，并非异族名词之借用。其近于中国之性质，远在本书中所谓“南楚”者之上。持此可以断定辽东、辽西及朝鲜诸郡久为燕秦汉代之中国人所居，故共成一个中国语之方言区。若汉武帝平朝鲜后，汉人乃徙居朝鲜洌水（洌水即今朝鲜都城汉城[日本名京城]所临水之北支，已在朝鲜中部之南。在汉为带方县，属乐浪郡，在魏晋属带方郡）者，必不能至汉末即与辽东、辽西成一方言区。且《方言》一书中，关于汉武所拓新土，如张掖三郡、南粤诸郡、西南夷诸郡、东瓯闽越诸郡，皆无记载，独“朝鲜洌水之间”与诸夏同有记载，明其与其他新郡之居民不同。然则朝鲜洌水间，就人民论，久为诸夏，故周汉轩使者得以之与中原旧国并论，若徒然于武昭后始移民，不能立成此一特殊之方言区也。夫箕子王朝鲜，传至箕准而为王满所逐，满又燕人也，传至右渠而为武帝所并，历周汉千年之间，并以诸夏为之君长。即此一事论，已足明朝鲜之对中国关系，纵稍在燕代之后，亦当在粤瓯之前，遑论以《方言》为证，知其居民本说中国语乎？夫朝鲜境内，并其东边，必有东北殊族不说汉语者，然其本体之说中国语，当久在武帝之前矣。兹抄《方言》所记“北燕朝鲜洌水之间”语如下，并载其每条上之目，以明其语异仅由音变，非外夷语也。咺、唏、怛，痛也……燕之外鄙，朝鲜洌水之间，少儿泣而不止曰咺。一·三（上字指卷，下字指叶数，用长沙郭氏本，下同。）

铄、盱、扬、，双也……燕代朝鲜洌水之间，曰盱，或谓之扬。二·二

私、策、纤、稚、杪，小也……燕之北鄙朝鲜洌水之间，谓之策。二·三

揄铺、帗缕、叶输，毳也……燕之北郊朝鲜洌水之间，曰叶输。二·六

速、逞、摇扇，疾也……燕之外鄙朝鲜洌水之间，曰摇扇。二·七

湼，化也……燕朝鲜洌水之间，曰涅，或曰铧。三·一

斟、协，汁也。北燕朝鲜洌水之间，曰斟。三·二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鲜之间，谓之，或谓之壮。三二

凡饮药传药而毒……北燕朝鲜之间，谓之痨。三·三

屝、屦、粗，履也……东北朝鲜洌水之间，谓之角。四·五

北燕朝鲜洌水之间，或谓之，或谓之饼。五·一

罃……燕之东北朝鲜洌水之间，谓之瓺。五·三

鍫，燕之东北朝鲜洌水之间，谓之。五·四

橛，燕之东北朝鲜洌水之间，谓之椴。五·五

床……其杠，北燕朝鲜之间，谓之树。五·六

徥，用行也。朝鲜洌水之间，或曰徥。六·四

斯、掬，离也……燕之外郊朝鲜洌水之间，曰掬。七·二

晒、晞，暴也……燕之外郊朝鲜洌水之间，凡暴肉，发人之私，披牛羊之五藏，谓之。暴五谷之类，秦、晋之间，谓之晒，东齐北燕海岱之郊，谓之晞。七·二

盈，怒也。燕之外郊朝鲜洌水之间，凡言呵叱者，谓之盈。七·三

汉漫、眩，懑也。朝鲜洌水之间，烦懑谓之汉漫，颠眴谓之眩。七·四

树植，立也。燕之外郊朝鲜洌水之间，凡言置立者，谓之树植。七·五

貔……北燕朝鲜之间，谓之。八·一

鸡……北燕朝鲜洌水之间，谓伏鸡曰抱。八·一猪，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豭。八·一

鸠，燕之东北朝鲜洌水之间，谓之……燕之东北朝鲜洌水之间，谓之。八·二，蝥也……北燕朝鲜洌水之间，谓之蝳蜍。十一·三

滨田耕作君云，“武帝时之汉人东渐，不过是前此支那人伸张之重现，而武帝之成功，正以其本地原有相当的民族的根据”（出处见前），诚确论也。

第三章 两汉魏晋之东北郡县

在汉武帝设朝鲜四郡以前，已置苍海郡。《汉书·武纪》元朔元年，“东夷君南闾等口二十八万人降，为苍海郡”。又《食货志》云：“彭吴穿秽貊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又《后汉·东夷传》条下云：“元朔元年，君南闾等畔右渠，率二十八万口诣辽东内属，武帝以其地为苍海郡”。三条所记，以后书为最明白，其地望可以貊求之。貊即句骊之部类，名见《后汉书》，则“北与高句骊沃沮南与辰韩接，东穷大海，西至乐浪”（同见《后汉书》）。然则苍海郡当在今朝鲜东北境，吉林东南境，其所谓苍海，乃东朝鲜海，非渤海也（《册府元龟》以夫余当苍海郡地，全误）。灭朝鲜后，此地当分属玄菟、临屯。若谓灭朝鲜前，置郡不应如此辽远，则须知此二十八万口由于归服，非由征伐，故未平朝鲜时，虽不能用兵于此，却可受其归附，一也。汉与朝鲜之争多在水（今大同江）上，即今朝鲜西北境，其东北境之部族，正可缘北边而款辽东塞，二也。且《食货志》云“彭吴穿秽貊朝鲜，置苍海郡”，曰穿，则其地必在秽貊朝鲜外矣，三也。然则置苍海郡一事，无异扰乱朝鲜之后方，此郡于元朔三年废者，正以朝鲜未平时，越国统治之不易，而朝鲜既平之后，综分四郡，是一整个的计划，无须更有此郡也。

真番、临屯二郡，至昭帝始元五年罢，以半乐浪玄菟（见《后汉·东夷传》）。故其县名不尽见《汉志》。按，真番、临屯旧治仅见于《汉书·武纪》注臣瓒引茂陵书曰：“临屯郡治东暆县，去长安六千一百八十三里，十五县；真番郡治霅县，去长安七千六百四十里，十五县。”东暆在《汉志》属乐浪，又后置乐浪东部都尉，所属有七县，而东暆为之首，其中虽华丽沃沮旧属玄菟，然此乐浪东部都尉辖境，大体上可从此测知即故临屯也（按，杨守敬《汪士铎〈汉志释地驳议〉》一文，载在《晦明轩稿》中，论此郡之地望，既明且信。此篇于汉武所置四郡之形势，言之历历可征，读者宜参看之）。真番一郡最难考，兹先列举有关真番所在之材料如下：

一、《史记·自叙》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藩，葆塞为外臣。

二、《史记》（《汉书》同）《朝鲜传》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

三、《史记》（《汉书》同）《朝鲜传》满亡命……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

四、《史记·朝鲜传》满得兵威财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临屯皆来服属。

五、《史记·货殖传》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汉书·地理志》作“北隙乌桓、扶余，东贾真番之利”）。

六、《汉书·朝鲜传》真番辰国（《史记》作“真番旁众”《通鉴》从《汉书》）欲上书见天子（王右渠），又雍阏弗通。

七、《汉书》注臣瓒引茂陵书（已见本段上文）。

八、《史记·朝鲜传》索隐引应劭“玄菟本真番国”。

九、《（史记）集解》引徐广（“略属真番”句下）。辽东有番汗县。

据第六项，朝鲜当夹在汉土与真番之间，据第七项，真番郡治比临屯郡治更远千余里。且第六项《史记》《汉书》之异文似指示吾人以《史记》所谓“真番旁众国”者即汉国之辰国，辰国之地望既无问题，则真番当在其南，即当在今朝鲜南境矣。持此说之有力者为杨守敬，其《前汉·地理志》图云（二十四叶乐浪郡下），据《汉书·朝鲜传》，真番在朝鲜之南。魏以屯有以南置带方郡，以《晋志》照之，是带方、列口、吞列、长岑、提奚、含资、海冥七县，皆在乐浪之南。又昭明一县云，南部都尉治，亦在乐浪之南无疑，并武帝时真番故县也。

杨氏之汪士铎《〈汉志〉释地驳议》论此更详，兹录其要语如下：

《汉书·朝鲜传》，真番国欲上书见天子，朝鲜雍阏弗通，是真番在朝鲜之南，故朝鲜得以阏之，且远于临屯千里，直与三韩相接矣。

此说甚有可信之处。杨氏所论，乃综合四郡地望而言，互相照应，愈见其说之有力。然吾人对此事不免先发一问曰，据上列一二两项，全燕时已略属真番，以彼时燕之国力能及于朝鲜中南境乎？朝鲜未灭时，燕能置吏筑鄣于朝鲜南境乎？秦之辽东外徼最南果至何地乎？此等问题，今固不能充分作答，然秦之东至实甚辽远，可以《晋书·地理志》为证。《晋志》乐浪郡遂城下云，“秦筑长城之所起”。此遂城见《汉志》，作遂成，又见《续汉志》，作遂城（并属乐浪）。《史记·燕世家》索隐引《晋太康地记》曰：“遂城县有碣石山，长城所起（《读史方舆记要》三十八，遂成废县在朝鲜平壤南境）。”此说必非无稽。秦筑长城，所谓东起辽东者，已远在水（今大同江）或马訾水（今鸭绿江）之南，则其辽东外徼必更广阔。秦于东陲只承燕旧，未用力拓土，是则但据长城起点以立论，燕时势力，就最小限度言，固已东南至于今朝鲜中部，所谓略属真番、朝鲜者。以文义论，正为略其地而属之，与羁縻之义差不同也。燕秦威力如此远及之形势，乍看或觉可异，然较诸差后之置郡日南，征伐大宛，亦无足异。且燕秦皆似环渤海黄海四围而拓土，渤海者正燕秦之地中海，海陵交通均便，与山泽所限者不同。燕秦威力及于马訾水之南者既如是，则上文所引一、二、三、四四项，燕秦略土与卫满创代所及之真番，果置之朝鲜中部之南，所谓马韩者之北，固无不可通之处。《货殖传》云“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所举部族之次叙，均似由近及远者。此叙述之次如无例外，真番当在马韩矣。杨守敬之说诚是最可能之解释也。

然与此说相反之记载亦有不可忽略者，上文所举八、九两项，皆以为真番在玄菟北。九项为徐广说，徐广无何等权威，其时代又后，可以不论。八项为应劭说，应劭乃汉末之史家及民俗研究者，蔚成师儒，其说固不可无端抹杀。且果如应劭说，一二三四诸项，亦更不待说明即可释然。特与五六两项乖违耳。至于七项，如从应劭说，便应以霅县置之今吉林东境然后可，准以夫余为汉部属之例，此亦非不可能者。

在此情形之下，吾等得一头绪，即《汉书》与应劭互乖，不能并从。应劭有史学、地学之权威，惟固不敌班氏，且吾等所见之《汉书》是全书，所见之应劭说乃他书引用。今试看一切集佚工作之结果，一书尚存而有佚文者，其佚文每与存书有异，佚文之不可据也如是（以简为书、以帛为卷之时代，文籍本无定本，故经后人征引成为佚文者，其出于本书或出于追加，每难论定）。今权衡两端，自以从《汉书》为正，杨守敬之解辩，其信然乎？

今以考真番所在之结果，连带证明一事，即燕秦东向已据朝鲜半岛沿黄海之一大部是也。彼时箕子之朝当已夷为附属，逮汉初，威不及远，箕氏或更延余绪。然中国人卫满终有之，并以和汉之政策，兼并四邻，而臻箕氏所不及之版图。汉武之划为四郡，特中国人最后之成功耳，事非创举，遂延绵也。

至于玄菟、乐浪二郡，《汉志》俱在，然武帝初置时，真番、临屯皆在乐浪、玄菟之外，真番自身有十五县，临屯自身亦有十五县，并后乐浪有二十五县，玄菟有三县，非昭帝以来疆土有所失，盖因初为统治部人，多置郡县，守尉之费不赀，故昭帝后历渐归并。其统治不便者，又付之土侯，故不列郡国之籍焉。东汉光武帝时尤好以土侯代汉官，岁时朝贺依然，边境兵革鲜用，此经济的政策也。

汉代诸郡中在东北角者有四，曰辽东、辽西、乐浪、玄菟。历魏晋北朝，代有改动，今制表以明其沿革。此表为余逊君撰，特声明之（表中于涉及诸秦各事中引用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洪志每以意为之，实少可取，杨守敬《四燕疆域图》亦难据。今不得已用之，洪志实不可尽信也）。

汉至隋东北诸郡县沿革表

辽东郡

秦郡，汉领县十八，治襄平，属幽州。后汉省县三，又分二县属辽东属国（《续志》辽东及辽东续国并有无虑。从惠栋、钱大昭、杨守敬诸家说，定辽东属国之无虑为夫黎之讹，而以无虑属辽东。详见《辽东属国夫黎下考释》），分二县属玄菟（《续志》候城重出于两郡，从钱大昕说，以候城属玄菟郡），领县十《续志》有候城，故作十一）。汉末公孙度自立为平州牧，传康恭渊皆屯襄平。初平元年，又分辽东置辽西中辽郡（见《魏志本传》领县未详）。景初二年，渊灭，郡复合于辽东，又分一县属玄菟省二县，领汉旧县七，汉末新置县一（从吴增仅说，《见北丰县下考释》）。是年置平州，郡属焉。寻复合于幽州（见《晋志》）。晋领旧县六，新置县二。咸宁二年，置平州，郡复属。慕容廆于州初置时为刺史，前燕建号，遂有其地。领旧县八，复汉废县三，新置县二，共领县十三。前秦后燕北燕因之（据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北魏辽东郡领县二，移治固都城（《地形志》）。北齐以后，郡盖没入高句骊矣。（《北史·高句骊传》载慕容宝以句骊王安为平州牧。封辽东带方二国王。略有辽东郡。魏太武拜琏为辽东郡公，高句骊王。琏子孙历受魏封为辽东郡公，至齐周亦然。隋文帝开皇十八年，高句骊率靺鞨万余骑寇辽西，隋文帝命汉王谅讨之，师次辽水。炀帝大业七年，帝亲将讨高句骊，唯于辽水西拔贼武厉逻，置辽东郡及通定镇而还。是后燕以后，高句骊强盛，渐略有辽东郡之大部，故魏置辽东仅领襄平新昌近辽水之二县，隋时高句骊进犯辽西，帝征之，仅拔其辽水西之地，则北齐以来，辽水以东，盖全部没入高句骊，其势力达辽水之西矣。至辽东郡以东之乐浪、玄菟带方，其失陷当在辽东之先。观后魏辽东犹领二县，而乐浪郡带方县则侨置于辽西，玄菟郡则地形志不著其名，可以知其故矣。）

























辽西郡

秦郡（故燕郡），前汉领县十四，属幽州，治且虑，后汉徙治阳乐，省六县，又分三县隶辽东属国，故仅领五县。三国魏因。晋复省二县。惠帝之后，幽州没于石勒（《晋志》），郡遂为后赵有，领旧县三，复汉废县一，移属营州（《晋书》石虎建武五年，以李农为使，持节监辽西北平诸军事，营州牧，镇令支。《通鉴》注，赵置营州统辽西北平二郡）。慕容氏强，郡入于前燕，领县如故，移属平州[洪亮吉曰，按《地形志·平州》晋置治肥如城，则郡盖自前燕时移属（《前燕疆域志》）]。历前秦至后燕，又移属营州（洪亮吉曰，《晋书·地理志》慕容熙以营州刺史镇宿军）。载记熙营州刺史仇尼倪。按《地理志》熙以幽州刺史镇令支，冀州刺史镇肥如。是熙时幽、冀、营三州皆在辽西一郡。今幽冀二州，仍从垂时治中山及苏，而以辽西郡归营州（《前燕疆城志》），领旧县四，新置县二。北燕又移属幽州（《晋书》载记冯万泥为幽、平二州牧，镇肥如），领旧县六，复汉废县一（据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后魏移属营州，领三县（《地形志》）。北齐省郡，并所领海阳入肥如，属北平郡。隋开皇六年，省肥如入新昌。十八年改名卢龙，大业初置北平郡领之，属冀州（《隋志》）。





























附

乐良郡　自前燕已徙乐浪郡治于辽东。后魏时，郡入高句骊侨置于汉辽西故地，治连城，邻二县，属营州。北齐移属冀阳郡。

北平郡　本西汉右北平郡，至三国魏去“右”字（《太平寰宇记》），遂只名北平。至后魏侨置朝鲜于肥如，置新昌于肥如之南，置北平郡以领之，治朝鲜，属营州（《地形志》）。于是北平郡，遂移于汉辽西地。北齐合为一县，又省辽西郡以所领肥如属北平。大业初，复置北平郡领之（据《隋志》）。

辽东属国　昌黎郡

后汉安帝时分辽东二县，辽西三县，新置一县（《续志》辽东属国有无虑县，从惠栋、钱大昭、杨守敬诸家说，定为扶黎之误。《前汉志》无夫黎，当为后汉时置，详见《夫黎下考释》），属辽东属国都尉，汉末陷公孙氏郡中废。公孙氏灭后，地入魏。正始五年复置，旋改为昌黎郡（吴增仅曰：“《魏志·齐王芳纪》：‘正始五年鲜卑内附，置辽东属国都尉，立昌黎县以居之。’据此，则辽东属国，汉已省废。《魏志·公孙瓒传》瓒为辽东属国都尉长史，时在光和前。建安十八年，省州并郡，《献帝起居注》所载幽州属郡，犹有辽东属国，盖废于公孙氏，至是复置也。其改为昌黎郡，疑在是年立县后矣”《三国郡县表》）。领县二。晋因。咸宁二年，置平州，郡属焉（《晋志》魏分辽东、昌黎、玄菟、带方、乐浪五郡为平州。吴增仅曰：“《方舆纪要》引《典略》云：‘景初二年，始以辽东昌黎等五郡为平州，独不言有辽西。’今考昌黎置郡，当在正始中，景初二年安得有昌黎郡乎？昌黎盖辽西之讹。”按如吴说，景初二年置平州，不得有昌黎郡，其说良是。然昌黎郡处辽西辽东之间，其南临海。昌黎不属平州，必依旧隶幽州。然使辽西属平州，则辽西与其他平州领郡，中间昌黎，不相联络，必无是理。疑魏平州只领四郡，《晋志》或因晋平州置后领五郡，有昌黎郡，因而致误。今于昌黎郡从吴说不隶魏平州，辽西郡则依旧属幽州，不列入魏平州）。慕容廆以平州刺史领郡，永嘉乱后，前燕建国，遂有其地。领旧县二，复汉废县一，新置县二。历前秦、后燕、北燕，领县无所增省（据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后魏领旧县一、新置县二（《魏地形志》）。北齐以昌黎旧县二移属建德郡。隋开皇元年，惟留龙城一县属建德，寻废郡，改县为龙山。十八年，改为柳城，大业初，置辽西郡领之（《隋志》）。

附

营丘郡《晋书》载记：“廆置营丘郡，以统营州流人。”领二县，属平州，历前秦、后燕，存废不可考。惟郡至北燕时犹存（《北史·冯跋传》，太武亲讨之，宏婴城固守，其营丘、辽东、成周、乐浪、带方、玄菟六郡皆降），疑未尝间废。北魏正光末，置营丘郡属营州（《地形志》案据此是后魏初尝废，至是复置），其所领二县，方位与前燕营丘郡同，疑即因故城置县，特更易其名耳（详见二县下考释）。齐篡东魏，郡县并省。

冀阳郡《晋书》载记慕容廆置冀阳郡，以统冀州流人，领柳城及汉右北平郡之平刚二县，属平州。历符秦后燕废置不可考。北燕有冀阳郡，领县与前燕同（据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及杨守敬《四燕疆域图》），疑自前燕立郡后，中未尝间废。《魏地形志·冀阳郡》注云，并昌黎。武定五年复。至北齐冀阳郡，则所领为北魏侨置之乐浪郡二县。旧县悉省。至隋开皇元年，则郡县并废矣（据《隋志》）。

















玄菟郡

武帝灭朝鲜，元封三年置郡（《史记·朝鲜传》《汉书·武帝纪·朝鲜传》均作元封三年置，唯《地理志》作四年。按郡当与乐浪郡同置。《地理志》乐浪郡亦作元封三年置，知此处四为三之误）。初治沃沮，后以夷貊交侵，徙治高句骊（《魏志·东夷传》）。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郡，分属乐浪玄菟（《魏志·东夷传》）。前汉领县三，属幽州。后汉安帝即位之年，分辽东三县来属，共领六县。汉末，公孙康，徙郡于辽东东北二百里，侨置句骊县为郡治（从吴增仅《三国郡县表》，说见《高句骊下考释》）。魏因之。景初二年，置平州，郡属焉。寻复还合幽州（《晋书·地理志》）。领汉旧县二，移辽东一县来属，凡领三县。晋咸宁二年，置平州，郡复属焉（《晋书·本纪》泰始十年，置平州。此从《地理志》）。平州初置，以慕容廆为刺史。永嘉乱后，郡遂入前燕。历前秦后燕北燕，领县皆如魏旧，无所增损（据《十六国疆域志》）。至后魏建国后，郡遂失。







乐浪郡

武帝灭朝鲜，元封三年开郡（后汉属幽州），治朝鲜县。昭帝始元五年，省临屯真番属焉（《汉书·昭纪》及《魏志·东夷传》）。领县二十五（《地理志》）。后汉建武六年，罢都尉官，省单单大岭以东东部都尉所领七县（《魏志·东夷传》），凡领县十八。献帝建安中，公孙康分屯有县以南七县置带方郡（《魏志·东夷传》），省五县，凡领县六。魏因之。景初二年，置平州，郡属焉，寻复还合幽州（见《晋书·地理志》及《方舆纪要》引《典略》）。晋领县如旧（咸宁二年，《晋书·本纪》在泰始十年），置平州，郡复属。慕容廆为平州刺史，遂有其地，复徙郡治于辽东。（洪亮吉曰：“《晋书》，张统归廆，廆为之置乐浪郡，以统为太守。按此，则郡及县皆非汉乐浪旧地也。”按为之置乐浪郡者，盖谓在辽东置乐浪郡治所耳，非必更于辽东，侨置郡邑也。郡治移辽东后，所在地今不能详。）自前燕历前秦、后燕、北燕，无所增损（据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北魏失郡，侨置于汉辽西郡地，治连城，领县二（《地形志》）。北齐省。

















带方郡

后汉建安中，公孙康分屯有县以南荒地置郡，治带方，领县七（《魏志·东夷传》）。魏因之。景初二年，置平州。郡属焉。寻复还合幽州（《晋书·地理志》及《方舆纪要》引《典略》）。晋因之。咸宁二年，置平州（《晋书·书纪》在泰始十年），郡复属。慕容廆为刺史，永嘉乱后，前燕建国，遂有其地历前秦、后燕、北燕，领县无增损。北魏以后，遂不能复有其地。



第四章 两汉魏晋之东北属部

上 史料

按，汉魏晋东北属部之礼俗文化具见《后书》《魏略》（《魏志》引）《魏志》《晋书》，今如重为编次成说，或能便于读者，然难免致巨大之错误。盖此等古代史料，分解则或得胜义，重编则不易存疑，如徇读者之便而有损史料，亦事之最不幸者。故今集录史料于前，缀录识语于本文之下，而以余所分解者置其后。史料之旁加圈识者，多是最可注意之事，在余所分析之中特为标出者也（其诸史相同之点，仅圈其最前见者）。

又按，汉魏晋东北属部，严格言之，夫余、高句骊、句骊、沃沮、貊也。更广其义，亦可将岁时朝谒之三韩列入，挹娄则并非中国属部，仅中国属部夫余之属部耳。然如不合挹娄以统论诸部，势感困难，故仍存之。至诸部之次叙则依《后汉书》。

又本章所抄者，大体不及《晋书》以次，然《魏书》《北史》之《勿吉传》与《后书》《魏志》者相发明，又《北史》之《百济新罗传》亦然，故并附焉。又两书文句大同小异者，并行录之，以便省览。

又范氏《后汉书》成于《三国志》之后，然范氏《后汉书》乃直录前人者，不可以其为刘宋时之史籍而轻之。故今仍录之于《魏志》前。

叙语

《后汉书》（上文已见前引）东夷率皆土著，喜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器用俎豆，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按，所谓土著者，谓居处生活著土为定，非迁徙之游牧民族。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盖缘中国本部文化进展特速，故后代礼俗每异先世，东夷转能保存中国古代之生活状态也。）

《魏志》虽夷狄之邦，而俎豆之象存。“中国失礼，求之四夷”，犹信。

一　夫余

《后汉书》夫余国在玄菟北千里，南与高句骊，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地也。初北夷索离国（按，索离，《魏略》作离，《通典》同，《梁书》作镈离，《隋书》直作高丽，然则《后书》作索离者，字之误也。）王出行，其侍儿于后身。王还，欲杀之。侍儿曰：“前见天上有气，大如鸡子，来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后遂生男。王令置于豕牢，豕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于马兰，马亦如之（按此数语酷似《诗·生民篇》言后稷生事）。王以为神，乃听母收养，名曰东明。东明长而善射，王忌其猛，复欲杀之。东明奔走，南至掩淲水。以弓击水，鱼鳖皆聚浮水上。东明乘之，得度，因至夫余而王之焉（说见前）。于东夷之域最为平敞，土宜五谷，出名马、赤玉、貂豽、大珠如酸枣，以员栅为城，有宫室、仓库、牢狱（按，此为东北民族与中国人生活之基本相同处，与漠南北游牧部落基本相异处）。其人粗大、强勇、而谨厚，不为寇钞。以弓矢刀矛为兵（然则戈非其主要兵器，或竟不用）。以六畜名官，有马加、牛加、狗加，其邑落皆主属诸加。[按清乾隆帝辩此名号甚力（见《满洲源流考》卷一），然不可通。乾隆帝以马加、牛加、猪加、狗加为司马、司牛、司猪、司狗。司马司牛犹可说，猪、狗非牧畜之物，不能成群，而属之个人，焉得有司猪司狗乎？此图腾之标识耳。]食饮用俎豆，会同拜爵，洗爵，揖让升降（按此亦中国风习）。以腊月祭天（按此亦秦俗），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曰迎鼓。是时断刑狱，解囚徒（按此当与秦汉大脯同）。有军事亦祭天，杀牛，以蹄占其吉凶（此当与殷代牛肩胛骨卜法为一类之变）。行人无昼夜好歌吟，音声不绝。其俗用刑严急，被诛者皆没其家人为奴婢，盗一责十二，男女淫皆杀之，尤治恶妒妇，既杀，复尸于山上。兄死妻嫂，死则有椁无棺，杀人殉葬多者以百数。其王葬用玉匣，汉朝常豫以玉匣付玄菟郡，王死则迎取以葬焉。建武中，东夷诸国皆来献见。二十五年，夫余王遣使奉贡，光武厚答报之，于是使命岁通。至安帝永初五年，夫余王始将步骑七八千人寇钞乐浪，杀伤吏民。后复归附。永宁元年，乃遣嗣子尉仇台诣阙贡献，天子赐尉仇台印绶金彩。顺帝永和元年，其王来朝京师。帝作黄门鼓吹角抵戏以遣之。桓帝延熹四年，遣使朝贺贡献。永康元年，王夫台将二万余人寇玄菟，玄菟太守公孙域击破之，斩首千余级。至灵帝熹平三年，复奉章贡献。夫余本属玄菟，献帝时其王求属辽东云。

《魏志》夫余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户八万。其民土著，有宫室、仓库、牢狱。多山陵广泽，于东夷之域最平敞（按，此平敞之地当即今吉林西境、黑龙江南境，以及洮南一带之大平原也。其曰多山陵，必兼括今吉林中部诸山，或北及兴安岭之南支）。土地宜五谷，不生五果。其人粗大，性强勇、谨厚、不寇钞。国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马加、牛加、猪加、狗加、大使、大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名，下户皆为奴仆。诸加别主四出，道大者主数千家，小者数百家。食饮皆用俎豆，会同，拜爵洗爵，揖让升降。以殷正月祭天，国中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曰迎鼓，于是时断刑狱，解囚徒。在国衣尚白（按，据《檀弓》，及汉人言五德者，皆谓殷尚白），白布大袂袍裤，履革鞜，出国则尚缯绣锦罽，大人加狐狸狖白黑貂之裘（此盖在国用其本国之俗，国用染于汉俗之服耳），以金银饰帽。译人传辞，皆跪，手据地窃语。用刑严急，杀人者死，没其家人为奴婢，窃盗一责十二，男女淫，妇人妒皆杀之，尤憎妒，已杀，尸之国南山上，至腐烂，女家欲得，输牛马乃与之。兄死妻嫂，与匈奴同俗。其国善养牲，出名马、赤玉、貂狖、美珠，珠大者如酸枣。以弓矢刀矛为兵，家家自有铠仗。国之耆老自说古之亡人。作城栅皆员，有似牢狱（据殷墟发掘，知商人宫室多作圆形）。行道昼夜无老幼皆歌，通日声不绝。有军事，亦祭天，杀牛，观蹄，以占吉凶，蹄解者为凶，合者为吉。有敌，诸加自战，下户俱担粮饮食之。其死，夏月皆用冰，杀人殉葬，多者百数，厚葬，有棺无椁。夫余本属玄菟，汉末，公孙度雄张海东，威服外夷，夫余王尉仇台更属辽东。时句丽鲜卑强，度以夫余在二虏之间，妻以宗女。尉仇台死，简位居立，无適子，有孽子麻余。位居死，诸加共立麻余。牛加兄子名位居，为大使，轻财善施，国人附之，岁岁遣使诣京都贡献。正始中，幽州刺史毌丘俭讨句丽，遣玄菟太守王颀诣夫余，位居遣犬加郊迎，供军粮。季父牛加有二心，位居杀季父父子，籍没财物，遣使薄敛送官。旧夫余俗水旱不调，五谷不熟。辄归咎于王，或言当易，或言当杀。麻余死，其子依虑年六岁，立以为王。汉时，夫余王葬用玉匣，常豫以付玄菟郡，王死，则迎取以葬。公孙渊伏诛，玄菟库犹有玉匣一具。今夫余库有玉璧珪瓒，数代之物，传世以为宝，耆老言，先代之所赐也。其印文言王之印，国有故城，名城，盖本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自谓亡人，抑有似也。

《魏略》其俗停丧五月，以久为荣。其祭王者，有生有熟。丧主不欲速，而他人强之常诤引，以此为节。其居丧男女皆纯白。妇人着布面衣，去环珮，大体与中国相仿佛也。（按，此全是中国人之旧俗，儒者丧礼所自出也。然则夫余之族，溯其本始，当与诸夏同源矣。）又其国殷富，自先世以来未尝破坏也。

《晋书》（晋）武帝时，频来朝贡。至太康六年，为慕容廆所袭破，其王依虑自杀，子弟走保沃沮。帝为下诏曰：“夫余王世守忠孝，为恶虏所灭，甚愍念之。若其遗类足以复国者，当为之方计，使得存立。”有司奏，护东夷校尉鲜于婴不救夫余，失于机略。诏免婴，以何龛代之。明年，夫余后王依罗遣诣龛求率见人还复旧国，仍请援，龛上列，遣督邮贾沉以兵送之，廆又要之于路，沉与战，大败之，廆众退，罗得复国。尔后每为廆掠其种人，卖于中国，帝愍之，又发诏，以官物赎还，下司冀二州禁市夫余之口。（按，夫余自西汉臣服中国，玄菟外徼也。及其衰亡，中国犹为之存亡国恤遗民焉。）

二　挹娄（肃慎）

《后汉书》挹娄，古肃慎之国也，在夫余东北千余里，东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极。土地多山险。人形似夫余，而言语各异（按，人形似夫余者，明其有混合，言语各异者，明其为殊族）。有五谷、麻布，出赤玉、好貂。无君长，其邑落各有大人，处于山林之间。土气极寒，常为穴居，以深为贵，大家至接九梯。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夏则裸袒，以尺布蔽其前后。其人臭秽不洁，作厕于中，圜之而居。自汉兴以后，臣属夫余。种众虽少，而多勇力，处山险，又善射，发能入人目。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一尺八寸，青石为镞，镞皆施毒，中人即死。便乘船，好寇盗，邻国畏患，而卒不能服。东夷夫余饮食类此，皆用俎豆，惟挹娄独无法俗，最无纲纪者也。

《魏志》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极。其土地多山险，其人形似夫余，言语不与夫余句丽同。有五谷、牛马、麻布。人多勇力。无大君长，邑落各有大人。处山林之间，常穴居，大家深九梯，以多为好。土气寒剧于夫余。其俗好养猪，食其肉，衣其皮，冬以猪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夏则裸袒，以尺布隐其前后，以蔽形体。其人不洁，作溷在中央，人围其表居。其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尺八寸，青石为镞，古之肃慎氏之国也。善射，射人皆入，因矢施毒，人中皆死。出赤玉、好貂，今所谓挹娄貂是也。自汉以来，臣属夫余，夫余责其租赋重，以黄初中叛之，夫余数伐之。其人众虽少，所在山险，邻国人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其国便乘船寇盗，邻国患之。东夷饮食类皆用俎豆，惟挹娄不法俗，最无纲纪也。（按，挹娄既服于夫余，又曰：“卒不能服也。”语似矛盾。然寻绎其意，乃谓挹娄并非国家，而为散漫之部落，一部分服于夫余，而其大部分终不能夷灭也。）

《晋书》肃慎氏一名挹娄，在不咸山北，去夫余可六十日行，东滨大海，西接寇漫汗国，北极弱水。其土界广袤数千里，居深山穷谷，其路险阻，车马不通。夏则巢居，冬则穴处。父子世为君长，无文墨，以言语为约。有马不乘，但以为财产而已。无牛羊，多畜猪，食其肉，衣其皮，绩毛以为布。有树名雒常，若中国有圣帝代立，则其木生皮可衣。无井灶，作瓦鬲，受四五升以食，坐则箕踞，以足挟肉而啖之，得冻肉，坐其上令暖。土无盐铁，烧木作灰，灌取汁而食之。（按，滨海之人而无盐，其文化之低可见。）俗皆编发，以布作襜，径尺余，以蔽前后。将嫁娶，男以毛羽插女头，女和则持归，然后致礼娉之。妇贞而女淫，贵壮而贱老。死者，其日即葬之于野，交木作小椁，杀猪积其上，以为死者之粮。性凶悍，以无忧哀相尚。父母死，男子不哭泣，哭者谓之不壮。相盗窃，无多少皆杀之，故虽野处而不相犯。有石砮皮骨之甲，檀弓三尺五寸，楛矢长尺有咫。其国东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铁，将取之，必先祈神。周武王时，献其楛矢石砮，逮于周公辅成王，复遣使入贺，尔后千余年，虽秦汉之盛，莫之致也。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来贡楛矢、石砮、弓甲、貂皮之属，魏帝诏归于相府，赐其王傉鸡锦罽緜帛。至武帝元康初，复来贡献。元帝中兴，又诣江左贡其石砮。至成帝时，通贡于石季龙。四年方达。季龙问之，答曰：“每候牛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国所在，故来云。”

《魏书·勿吉传》《北史·勿吉传》勿吉国在高句丽北，旧肃慎国也（一曰靺鞨）。邑落各自有长，不相总一。其人劲悍，于东夷最强，言语独异。常轻豆莫娄等国，诸国亦患之。去洛阳五千里，自和龙北二百余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如洛环水，水广里余，又北行十五日，至太岳鲁水，又东北行十八日，到其国。国有大水，阔三里余，名速末水。其部类凡有七种，其一号栗末部，与高丽接，胜兵数千，多骁武，每寇高丽。其二伯咄部，在栗末北，胜兵七千。其三安车骨部，在伯咄东北。其四拂涅部，在伯咄东。其五号室部，在拂涅东。其六黑水部，在安车西北。其七白山部，在栗末东南。胜兵并不过三千，而黑水部尤为劲。自拂涅以东，矢皆石镞，即古肃慎氏也。东夷中为强国，所居多依山水，渠帅曰大莫弗瞒咄。国南有从太山者，华言太皇，俗甚敬畏之，人不得山上溲汙。行经山者，以物盛去，上有熊罴豹狼，皆不害人，人亦不敢杀。地卑湿，筑土如堤，凿穴以居，屋形似冢，开口向上，以梯出入。其国无牛，有马，车则步推，相与偶耕。土多粟、麦穄，菜则有葵，水气咸，生盐，于木皮之上，亦有盐池。其畜多猪，无羊，嚼米为酒，饮之亦醉。婚嫁，妇人服布裙，男子衣猪皮裘，头插武豹尾。俗以溺洗手面，于诸夷最为不洁。初婚之夕，男就女家，执女乳而妒罢。其妻外淫，人有告其夫，夫辄杀妻，而后悔，必杀告者，由是奸淫事终不发。人皆善射，以射猎为业。角弓长三尺，箭长尺二寸，常以七八月造毒药，传矢以射，禽兽中者立死，煮毒药，气亦能杀人。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令不雨湿，若秋冬死，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延兴中，遣使乙力支朝献。太和初，又贡马五百匹。乙力支称，初发其国，乘船泝溯难河西上，至太河，沉船于水，南出，陆行，渡洛孤水，从契丹西界，达和龙。自云，其国先破高句丽十落，密共百济，谋从水道，并力取高丽，遣乙力支奉使大国，谋其可否。诏敕三国同是藩附，宜共和顺，勿相侵扰。乙力支乃还，从其来道取得本船泛达其国。九年，复遣使侯尼支朝。明年，复入贡。其傍有大莫卢国、覆钟国、莫多回国、库娄国、素和国、具弗伏国、匹黎尒国、拔大何国、郁羽陵国、库伏真国、鲁娄国、羽真侯国，前后各遣使朝献。太和十三年，勿吉复遣使贡楛矢方物于京师。七年，又遣使人婆非等五百余人朝贡。景明四年，复遣使侯力归朝贡。自此迄于正光，贡使相寻，尔后中国纷扰，颇或不至。延兴二年，六月，遣石文云等贡方物，以至于齐，朝贡不绝。隋开皇初，相率遣使贡献，文帝诏其使曰：“朕闻彼土人勇，今来，实副朕怀。视尔等如子，尔宜敬朕如父。”对曰：“臣等僻处一方，闻内国有圣人，故来朝拜。既亲奉圣颜，愿长为奴仆。”其国西北与契丹接，每相劫掠，后因其使来，文帝诫之，使勿相攻击。使者谢罪，文帝因厚劳之，令宴饮于前。使者与其徒皆起舞，曲折多战斗容，上顾谓侍臣曰：“天地间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然其国与隋悬隔，惟栗末白山为近。炀帝初与高丽战，频败其众。渠帅突地稽率其部降，拜右光禄大夫，居之柳城，与边人来往，悦中国风俗，请被冠带。帝嘉之，赐以锦绮而褒宠之。及辽东之役，突地稽率其徒以从，每有战功，赏赐甚厚。十三年，从幸江都，寻放还柳城，李密遣兵邀之，仅而得免，至高阳没于王须拔，未几，遁归罗艺。

三　高句骊　句骊

《后汉书》高句骊，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貊，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接，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随而为居。少田业，力作不足以自资，故其俗节于饮食，而好修宫室。东夷相传，以为夫余别种，故言语法则多同，而跪拜曳一脚（按今满洲人之打千是也），行步皆走（此应是中国所谓趋也）。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按，奴当为语尾之音，似与《左传》文十一年所记长狄侨如、焚如、荣如、简如诸名，同其语法）。本消奴部为王，稍微弱，后桂娄部代之。其置官有相加、对卢、沛者、古邹大加、主簿、优台、使者、帛衣、先人。武帝灭朝鲜，以高句骊为县，使属玄菟，赐鼓吹伎人。其俗淫，皆洁净自喜。暮夜，辄男女群聚为倡乐。好祠鬼神、社稷，零星以十月祭天大会，名曰东盟。其国东有大穴，号禭神，亦以十月迎而祭之。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以自饰。大加、主薄皆著帻，如冠帻，而无后，其小加著折风，形如弁。无牢狱，有罪，诸加评议便杀之，没入妻子为奴婢。其婚姻皆就妇家，生子长大，然后将还，便稍营送终之具，金银财币尽于厚葬，积石为封，亦种松柏。其人性凶急，有气力，习战斗，好寇钞，沃沮东皆属焉。

《后汉书》句骊，一名貊耳，有别种，依小水为居，因名曰小水貊。出好弓，所谓貊弓是也。王莽初，发句骊兵以伐匈奴，其人不欲行，强迫遣之，皆亡出塞，为寇盗。辽西大尹田谭追击，战死。莽令其将严尤击之，诱句骊侯驺入塞，斩之，传首长安。莽大悦，更名高句骊王为下句骊侯，于是貊人寇边愈甚。建武八年，高句骊遣使朝贡，光武复其王号。二十三年冬，句骊蚕支落大加戴升等万余口诣乐浪内属。二十五年春，句骊寇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而辽东太守祭肜以恩信招之，皆复款塞。后句骊王宫生而开目能视，国人怀之，及长，勇壮，数犯边境。和帝元兴元年春，复入辽东寇，略六县，太守耿夔击破之，斩其渠帅。安帝永初五年，宫遣使贡献，求属玄菟。元初五年，复与貊寇玄菟，攻华丽城。建光元年春，幽州刺史冯焕、玄菟太守姚光、辽东太守蔡讽等，将兵出塞击之，捕斩貊渠帅，获兵马财物。宫乃遣嗣子遂成将二千余人逆光等，遣使诈降，光等信之，遂成。因据险阨以遮大军，而潜遣三千人攻玄菟辽东，焚城郭，杀伤二千余人。于是发广阳、渔阳、右北平、涿郡属国三千余骑同救之，而貊人已去。夏，复与辽东鲜卑八千余人攻辽队，杀掠吏人。蔡讽等追击于新昌，战殁，功曹耿耗，兵曹掾龙端，兵马掾公孙酺，以身扞讽，俱殁于陈，死者百余人。秋，宫遂率马韩貊数千骑围玄菟。夫余王遣子尉仇台将二万余人与州郡并力讨破之，斩首五百余级。是岁宫死，子遂成立。姚光上言，欲因其丧发兵击之，议者皆以为可许。尚书陈忠曰：“宫前桀黠，光不能讨，死而击之，非义也。宜遣吊问，因责让前罪，赦不加诛，取其后善。”安帝从之。明年遂成，还汉生口，诣玄菟降。诏曰：“遂成等桀逆无状，当斩断菹醢，以示百姓，幸会赦令，乞罪请降。鲜卑貊连年寇钞，驱略小民动以千数，而裁送数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自今以后，不与县官战斗，而自以亲附送生口者。皆与赎直，缣人四十匹，小口半之。”遂成死，子伯固立。其后貊率服，东垂少事。顺帝阳嘉元年，置玄菟郡屯田六部。质桓之间，复犯辽东西安平，杀带方令，掠得乐浪太守妻子。建宁二年，玄菟太守耿临讨之，斩首数百级，伯固降服，乞属玄菟云。

《魏志》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濊貊，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接，都于丸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户三万。多大山深谷，无原泽。随山谷以为居，食涧水。无良田，虽力佃作不足以实口腹。其俗节食，好治宫室，于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鬼神，又祠灵星社稷。其人性凶急，喜寇钞。其国有王，其官有相加、对卢、沛者、古雏加、主簿、优台、丞使者、皁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级。东夷旧语以为夫余别种，言语诸事多与夫余同，其性气衣服有异。本有五族，有涓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汉时，赐鼓吹技人，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后稍骄恣，不复诣郡，于东界筑小城，置朝服衣帻其中，岁时来取之。今胡犹名此城为帻沟溇，沟溇者，句丽名城也。其置官有对卢则不置沛者，有沛者则不置对卢。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称古雏加。涓奴部本国主，今虽不为王适统，大人得称古雏加，亦得立宗庙，祠灵星社稷。绝奴部世与王婚，加古雏之号。诸大加亦自置使者、皁衣、先人，名皆达于王，如卿大夫之家臣，会同坐起，不得与王家使者、皁衣、先人同列。其国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万余口，下户远担米粮鱼盐供给之。其民喜歌舞，国中邑落，暮夜，男女群聚相就歌戏。无大仓库，家家自有小仓，名之为桴京。其人洁清自喜，善藏酿。跪拜申一脚，与夫余异，行步皆走。以十月祭天，国中大会，名曰东盟。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以自饰。大加、主薄头着帻，如帻而无后，其小加著折风，形如弁。其国东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国中大会，迎隧神还，于国东上祭之，置木隧于神坐。无牢狱，有罪，诸加评议便杀之，没入妻子为奴婢。其俗，作婚姻，言语已定，女家作小屋于大屋后，名婿屋。婿暮至女家户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听使就小屋中宿，傍顿钱帛，至生子已长大，乃将妇归家。其俗淫。男女既嫁娶，便稍作送终之衣。

厚葬，金银财币尽于送死。积石为封，列种松柏。其马皆小，便登山。国人有气力，习战斗，沃沮东皆属焉。又有小水貊句丽，作国依大水而居，西安平县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丽别种依小水作国，因名之为小水貊，出好弓，所谓貊弓是也。王莽初，发高句丽兵以伐胡，不欲行，强迫遣之，皆亡出塞，为寇盗。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为所杀。州郡县归咎于句骊侯。严尤奏言：“貊人犯法，罪不起于，且宜安慰，今猥被之大罪，恐其遂反。”莽不听，诏尤击之。尤诱期句丽侯，至而斩之，传送其首诣长安，莽大悦，布告天下，更名高句丽为下句丽，当此时为侯国。汉光武帝八年，高句丽王遣使朝贡，始见称王。至殇、安之间，句丽王宫数寇辽东，更属玄菟。辽东太守蔡风、玄菟太守姚光以宫为二郡害，兴师伐之，官诈降请和，二郡不进，宫密遣军攻玄菟，焚烧候城，入辽队，杀吏民。后宫复犯辽东，蔡风轻将吏士追讨之，军败，没。宫死，子伯固立，顺桓之间复犯辽东，寇新安居乡，又攻西安平，于道上杀带方令，略得乐浪太守妻子。灵帝建宁二年，玄菟太守耿临讨之，斩首虏数百级，伯固降，属辽东。嘉平中，伯固乞属玄菟。公孙度之雄海东也，伯固遣大加优居、主簿然人等助度击富山贼，破之。伯固死，有二子，长子拔奇、小子伊夷模。拔奇不肖，国人便共立伊夷模为王。自伯固时，数寇辽东，又受亡胡五百余家，建安中，公孙康出军击之，破其国，焚烧邑落。拔奇怨为兄而不得立，与涓奴加各将下户三万余口诣康降。还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国，今日所在是也。拔奇遂往辽东，有子留句丽国，今古雏加位居是也。其后复击玄菟，玄菟与辽东合击，大破之。伊夷模无子，淫灌奴部生子，名位宫，伊夷模死，立以为王，今句丽王宫是也。其曾祖名宫，生能开目视，其国人恶之，及长大，果凶虐，数寇钞，国见残破。今王生，堕地亦能开目视人，句丽呼相似为位，似其祖，故名之为位宫。位宫有力勇，便鞍马，善猎射。景初二年，太尉司马宣王率众讨公孙渊，宫遣主簿、大加将数千人助军。正始三年，宫寇西安平。其五年，为幽州刺史毌丘俭所破，语在俭传。

四　东沃沮　北沃沮　勿吉别附挹娄下

《后汉书》东沃沮在高句骊盖马大山之东，东滨大海，北与挹娄夫余，南与貊接。其地东西夹，南北长，可折方千里。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谷，善田种，有邑落长帅。人性质直强勇，便持矛步战。言语、饮食、居处、衣服有似句骊。其葬，作大木椁，长十余丈，开一头为户，新死者先假埋之，令皮肉尽，乃取骨置椁中，家人皆共一椁，刻木如主，随死者为数焉。武帝灭朝鲜，以沃沮地为玄菟郡。后为夷貊所侵，徙郡于高句骊西北，更以沃沮为县，属乐浪东部都尉。至光武罢都尉官后，皆以封其渠帅为沃沮侯。其土迫小，介于大国之间，遂臣属句骊。句骊复置其中大人遂为使者以相监领，责其租税、貂布、鱼盐、海中食物，发美女为婢妾焉。又有北沃沮，一名置沟娄，去南沃沮八百余里，其俗皆与南同。界南（按南当作北）接挹娄，挹娄人喜乘船寇钞，北沃沮畏之，每夏辄藏于岩穴，至冬，船道不通。乃下居邑落。其耆老言，尝于海中得一布衣，其形如中人衣，而两袖长三丈。又于岸际见一人，乘破船，顶中复有面，与语，不通，不食而死。又说海中有女国，无男人，或传其国有神井，窥之辄生子（云此与高句丽祭隧之俗当同源）。

《魏志》东沃沮在高句丽盖马大山之东，滨大海而居。其地形东北狭，西南长，可千里，北与挹娄夫余，南与貊接。户五千，无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长帅。其言语与句丽大同，时时小异。汉初，燕亡人卫满王朝鲜时，沃沮皆属焉。汉武元封二年，伐朝鲜，杀满孙右渠，分其地为四郡，以沃沮城为玄菟郡。后为夷貊所侵，徙郡句丽西北，今所谓玄菟故府是也。沃沮还属乐浪，汉以土地广远，在单单大领之东分置东部都尉，治不耐城，别主领东七县，时沃沮亦皆为县。汉光武六年，省边郡，都尉由此罢，其后皆以其县中渠帅为县侯，不耐、华丽、沃沮诸县皆为侯国，夷狄更相攻伐，惟不耐侯至今犹置，功曹、主簿、诸曹皆民作之，沃沮诸邑落梁帅皆自称三老，则故县国之制也。国小，迫于大国之间，遂臣属句丽。句丽复置其中大人为使者，使相主领，又使大加统责其租赋、貊布、鱼盐、海中食物，千里担负致之，又送其美女以为婢妾，遇之如奴仆。其土地肥美，背山向海，宜五谷，善田种。人性质直强勇，少牛马，便持矛步战。食饮、居处、衣服、礼节有似句丽。其葬，作大木椁，长十余丈，开一头作户，新死者皆假埋之，才使覆形，皮肉尽，乃取骨置椁中，举家皆共一椁，刻木如生，形随死者为数。又有瓦，置米其中，编悬之于椁户边（按，今中国北方，犹通用此俗）。毌丘俭讨句丽，句丽王宫奔沃沮，遂进师击之，沃沮邑落皆破之，斩获首虏三千余级。宫奔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沟娄，去南沃沮八百余里，其俗南北皆同，与挹娄接。挹娄喜乘船寇钞，北沃沮畏之，夏月恒在山岩深穴中为守备，冬月冰冻，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王颀别遣追讨宫，尽其东界。问其耆老，海东复有人不。耆老言，国人尝乘船捕鱼，遭风见吹，数十日，东得一岛，上有人，言语不相晓，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沉海。又言，有一国，亦在海中，纯女，无男。又说，得一布衣，从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国人衣，其两袖长三丈。又得一破船，随波出在海岸边，有一人，项中复有面，生得之，与语，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域皆在沃沮东大海中（此当指库页岛、阿落特群岛及虾夷岛等地）。

五　濊

《后汉书》，北与高句骊沃沮，南与辰韩接，东穷大海，西至乐浪。及沃沮、句骊本皆朝鲜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制八条之教，其人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饮食以笾豆。其后四十余世，至朝鲜侯准，自称王。汉初大乱，燕齐赵人往避地者数万口，而燕人卫满击破准而自王朝鲜，传国至孙右渠。元朔元年，君南闾等畔，右渠率二十八万口诣辽东内属，武帝以其地为苍海郡，数年乃罢。至元封三年，灭朝鲜，分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至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句骊，自单单大领已东，沃沮、貊悉属乐浪。后以境土广远，复分领东七县，置乐浪东部都尉。自内属已后，风俗稍薄，法禁亦浸多，至有六十余条。建武六年，省都尉官，遂弃领东地，悉封其渠帅为县侯，皆岁时朝贺。无大君长，其官有侯、邑君、三老、耆旧。自谓与句骊同种，言语法俗大抵相类。其人性愚悫，少嗜欲，不请匄。男女皆衣曲领。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界，不得妄相干涉。同姓不婚，多所忌讳，疾病死亡，辄捐弃旧宅，更造新居。知种麻养蚕，作绵布，晓候星宿。豫知年岁丰约，常用十月祭天。昼夜饮酒歌舞，名之为舞天。又祠虎，以为神。邑落有相侵犯者，辄相罚，责生口牛马。名之为责祸。杀人者偿死，少寇盗。能步战，作矛长三丈，或数人共持之，乐浪檀弓出其地。又多文豹，有果下马，海出班鱼，使来皆献之。

《魏志》，南与辰韩，北与高句丽沃沮接，东穷大海，今朝鲜之东皆其地也。户二万。昔箕子既适朝鲜，作八条之教以教之，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其后四十余世，朝鲜侯准僭号称王。陈胜等起，天下叛秦，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燕人卫满魋结夷服，复来王之。汉武帝伐灭朝鲜，分其地为四郡，自是之后胡汉稍别。无大君长，自汉已来，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统主下户。其耆老旧自谓与句丽同种。其人性愿悫，少嗜欲，有廉耻，不请句丽。言语法俗大抵与句丽同，衣服有异，男女衣皆著曲领，男子系银花，广数寸，以为饰。自单单大山领以西属乐浪，自领以东，七县都尉主之，皆以秽为民。后省都尉，封其渠帅为侯，今不耐皆其种也。汉末更属句丽。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分，不得妄相涉入。同姓不婚。多忌讳，疾病死亡，辄捐弃旧宅，更作新居。有麻布蚕桑，作绵，晓候星宿，豫知年岁丰约，不以珠玉为宝。常用十月节祭天，昼夜饮酒歌舞，名之为舞天，又祭虎，以为神。其邑落相侵犯，辄相罚，责生口牛马，名之为责祻，杀人者偿死，少寇盗。作矛长三丈，或数人共持之，能步战。乐浪檀弓出其地。其海出班鱼皮，土地饶文豹，又出果下马，汉桓时献之。正始六年，乐浪太守刘茂、带方太守弓遵以领东属句丽，兴师伐之，不耐侯等举邑降。其八年，诣阙朝贡，诏更拜不耐王，居处杂在民间，四时诣郡朝谒。二郡有军征，赋调供给，役使遇之如民。

六　三韩

《后汉书》韩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辰。马韩在西，有五十四国，其北与乐浪，南与倭接。辰韩在东，十有二国，其北与貊接。弁辰在辰韩之南，亦十有二国，其南亦与倭接。凡七十八国，伯济是其一国焉。大者万余户，小者数千家，各在山海间，地合方四千余里，东西以海为限，皆古之辰国也。马韩最大，共立其种为辰王，都目支国，尽王三韩之地，其诸国王先皆是马韩种人焉。马韩人知田蚕，作绵布，出大栗，如梨，有长尾鸡，尾长五尺。邑落杂居，亦无城郭，作土室，形如冢，开户在上。不知跪拜，无长幼男女之别。不贵金宝锦罽，不知骑乘牛马，惟重璎珠，以缀衣为饰，及悬颈垂耳，大率皆魁头露布袍草履。其人壮勇，少年有筑室作力者，辄以绳贯脊皮，缒以大木欢呼为健，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昼夜酒会，群聚歌舞，舞辄数十人，相随蹋地为节，十月，农功毕，亦复如之。诸国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号为天君。又立苏涂，建大木，以悬铃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其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为徒，有似秦语，故或名之为秦韩。有城栅屋室。诸小别邑各有渠帅，大者名臣智，次有俭侧，次有樊秪，次有杀奚，次有邑借。土地肥美，宜五谷，知蚕桑，作缣布，乘驾牛马，嫁娶以礼。行者让路。国出铁，倭马韩并从市之，凡诸贸易皆以铁为货。俗喜歌舞饮酒鼓瑟，儿生欲令其头扁，皆押之以石。弁辰与辰韩杂居，城郭衣服皆同，言语风俗有异。其人形皆长大，美发，衣服洁清，而刑法严峻。其国近倭，故颇有文身者。初，朝鲜王准为卫满所破，乃将其余众数千人走入海，攻马韩破之，自立为韩王。准后灭绝，马韩人复自立为辰王。建武二十年，韩人廉斯人苏马等诣乐浪贡献，光武封苏马为汉廉斯邑君，使属乐浪郡，四时朝谒。灵帝末，韩并盛，郡县不能制，百姓苦乱，多流亡入韩者。马韩之西海岛上有州胡国，其人短小，髡头，衣韦衣，有上无下，好养牛豕，乘船往来，货市韩中。

《魏志》韩在带方之南，东西以海为限，南与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辰韩者，古之辰国也。马韩在西，其民土著种植，知蚕桑，作绵布。各有长帅，大者自名为臣智，其次为邑借。散在山海间，无城郭。有爰襄国、牟水国、桑外国、小石索国、大石索国、优休牟涿国、臣活国、伯济国、速卢不斯国、日华国、古诞者国、古离国、怒蓝国、月支国、咨离牟卢国、素谓乾国、古爰国、莫卢国、卑离国、占离卑国、臣衅国、支侵国、狗卢国、卑弥国、监奚卑离国、古蒲国、致利鞠国、冉路国、儿林国、驷卢国、内卑离国、感奚国、万卢国、辟卑离国、臼斯乌旦国、一离国、不弥国、支半国、狗素国、捷卢国、牟卢卑离国、臣苏涂国、莫卢国、古腊国、临素半国、臣云新国、如来卑离国、楚山涂卑离国、一难国、狗奚国、不云国、不斯邪国、爰池国、乾马国、楚离国，凡五十余国。大国万余家，小国数千家，总十余万户。辰王治月支国，臣智或加优呼臣云遣支报安邪踧攴臣离儿不例拘邪秦支廉之号。其官有魏率善邑君、归义侯、中郎将、都尉伯长。侯准既僭号称王，为燕亡人卫满所攻夺，将其左右宫人走入海，居韩地，自号韩王，其后绝灭，今韩人犹有奉其祭祀者。汉时属乐浪郡，四时朝谒。桓灵之末，韩强盛，郡县不能制，民多流入韩国。建安中，公孙康分屯有县以南荒地为带方郡，遣公孙模、张敞等收集遗民，兴兵伐韩，旧民稍出，是后倭韩遂属带方。景初中，明帝密遣带方太守刘昕、乐浪太守鲜于嗣，越海定二郡，诸韩国臣智加赐邑君印绶，其次与邑长。其俗好衣帻，下户诣郡朝谒，皆假衣帻，自服印绶衣帻，千有余人。部从事吴林以乐浪本统韩国，分割辰韩八国以与乐浪。吏译转有异同，臣智激韩忿，攻带方郡崎离营。时太守弓遵、乐浪太守刘茂兴兵伐之，遵战死，二郡遂灭韩。其俗少纲纪，国邑虽有主帅，邑落杂居，不能善相制御。无跪拜之礼。居处作草屋土室，形如冢，其户在上，举家共在中，无长幼男女之别。其葬有棺无椁，不知乘牛马，牛马尽于送死。以璎珠为财宝，或以缀衣为饰，或以悬颈垂耳，不以金银锦绣为珍。其人性强勇，魁头露，如炅兵，衣布袍，足履草蹋。其国中有所为，及官家使筑城郭，诸年少勇健者，皆凿脊皮，以大绳贯之，又以丈许木锸之，通日欢呼作力，不以为痛，既以劝作，且以为健。常以五月下种，讫，祭鬼神，群聚歌舞饮酒，昼夜无休。其舞，数十人俱起，相随踏地低昂，手足相应，节奏有似铎舞。十月农功毕，亦复如之。信鬼神，国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又诸国各有别邑，名之为苏涂。立大木，悬铃鼓，事鬼神。诸亡逃至其中，皆不还之。好作贼，其立苏涂之义，有似浮屠，而所行善恶有异。其北方近郡诸国差晓礼俗，其远处直如囚徒奴婢相聚。无他珍宝，禽兽草木略与中国同。出大栗，大如梨，又出细尾鸡，其尾皆长五尺余。其男子时时有文身。又有州胡，在马韩之西海中大岛上，其人差短小，言语不与韩同，皆髡头如鲜卑，但衣韦，好养牛及猪，其衣有上无下，略如裸势，乘船往来，市买中韩。

辰韩在马韩之东，其耆老传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马韩割其东界地与之。有城栅，其言语不与马韩同。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皆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齐之名物也。名乐浪人为阿残，东方人名我为阿，谓乐浪人本其残余人，今有名之为秦韩者。始有六国，稍分为十二国。

弁辰亦十二国，又有诸小别邑。各有渠帅，大者名臣智，其次有险侧，次有樊，次有杀奚，次有借邑。有已柢国、不斯国、弁辰弥离弥冻国、弁辰接涂国、勤耆国、难弥离弥冻国、弁辰古资弥冻国、弁辰古淳是国、冉奚国、弁辰半路国、弁乐奴国、军弥国（弁军弥国）、弁辰弥乌邪马国、如湛国（弁辰甘路国）、户路国、州鲜国（马延国）、弁辰狗邪国、弁辰走漕马国、弁辰安邪国（马延国）、弁辰渎卢国、斯卢国、优中国。弁辰韩合二十四国，大国四五千家，小国六七百家，总四五万户。其十二国属辰王，辰王常用马韩人作之，世世相继，辰王不得自立为王。土地肥美，宜种五谷及稻，晓蚕桑，作缣布，乘驾牛马。嫁娶礼俗男女有别，以大鸟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飞扬。国出铁，韩倭皆从取之，诸市买皆用铁，如中国用钱，又以供给二郡。俗喜歌舞饮酒，有瑟，其形似筑，弹之亦有音曲。儿生，便以石压其头，欲其褊，今辰韩人皆褊头。男女近倭，亦文身。便步战，兵仗与马韩同。其俗，行者相逢，皆住，让路。

弁辰与辰韩杂居，亦有城郭衣服，居处与辰韩同，言语法俗相似，祠祭鬼神有异，施灶皆在户西。其渎卢国与倭接界。十二国亦有王，其人形皆大，衣服洁清，长发，亦作广幅细布。法俗特严峻。

《魏略》初，右渠未破时，朝鲜相历溪卿以谏右渠不用，东之辰国。时民随出居者二千余户，亦与朝鲜真蕃不相往来。至王莽地皇时，廉斯为辰韩右渠帅，闻乐浪土地美，人民饶乐，亡欲来降。出其邑落，见田中驱雀男子一人，其语非韩人。问之，男子曰：“我等汉人，名户来。我等辈千五百人，伐材木，为韩所击得，皆断发为奴，积三年矣。”曰：“我当降汉乐浪，汝欲去不？”户来曰：“可。”辰因将户来出诣含资县。县言郡，郡即以为译，从苓中乘大船入辰韩，逆取户来降伴辈，尚得千人，其五百人已死。时晓谓辰韩：“汝还五百人，若不者，乐浪当遣万兵乘船来击汝。”辰韩曰：“五百人已死，我当出赎直耳。”乃出辰韩万五千人，弁韩布万五千匹。收取直还，郡表功义，赐冠帻田宅。子孙数世，至安帝延光四年时，故受复除。

《晋书》马韩……太康元年二年，其主频遣使入贡方物，七年、八年、十年，又频至。太熙元年，诣东夷校尉何龛上献，咸宁三年复来，明年，又请内附。辰韩在马韩之东，自言秦之亡人，避役入韩，韩割东界以居之。立城栅，言语有类秦人，由是或谓之为秦韩。初有六国，后稍分为十二。又有弁辰，亦十二国，合四五万户，各有渠帅，皆属于辰韩。辰韩常用马韩人作主，虽世世相承而不得自立，明其流移之人，故为马韩所制也……武帝太康元年，其王遣使献方物，二年，复来朝贡，七年，又来。

《北史·百济传》百济之国，盖马韩之属也。出自索离国。其王出行，其侍儿于后妊娠，王还，欲杀之。侍儿曰：“前见天上有气，如大鸡子，来降感，故有娠。”王舍之，后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气嘘之，不死，后徙于马阑，亦如之。王以为神，命养之，名曰东明。及长，善射。王忌其猛，复欲杀之。东明乃奔走，南至淹滞水。以弓击水，鱼鳖皆为桥，东明乘之得度，至夫余而王焉。东明之后，有仇台，笃于仁信，始立国于带方故地。汉辽东太守公孙度以女妻之，遂为东夷强国。初以百家济，因号百济。其国东极新罗句丽，西南俱限大海，处小海南，东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余里。其都曰居拔城，亦曰固麻城。其外更有五方，中方曰古沙城，东方曰得安城，南方曰久知下城，西方曰刀先城，北方曰熊津城。王姓余氏，号于罗暇，百姓呼为鞬吉支，夏言并王也，王妻号于陆，夏言妃也。官有十六品，左平五人一品，达率三十人二品，恩率三品，德率四品，杅率五品，奈率六品，已上冠饰银华。将德七品，紫带，施德八品，皂带，固德九品，赤带，季德十品，青带，对德十一品，文督十二品，皆黄带，武督十三品，佐军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克虞十六品，皆白带。自恩率以下，官无常员。各有部司，分掌众务。内官有前内部、谷内部、内掠部、外掠部、马部、刀部、功德部、药部、木部、法部、后宫部。外官有司军部、司徒部、司空部、司寇部、点口部、客部、外舍部、绸部、日宫部、市部。长吏三年一交代。都下有方，分为五部，曰上部、前部、中部、下部、后部。部有五巷，士庶居焉。部统兵五百人。五方各有方领一人，以达率为之，方佐贰之。方有十郡，郡有将三人，以德率为之，统兵一千二百人以下，七百人以上，城之内外庶及余小城咸分隶焉。其人杂有新罗、高丽、倭等，亦有中国人。其饮食衣服与高丽略同。若朝拜祭祀，其冠两厢加翅，戎事则不拜谒之礼，以两手据地为礼。妇人不加粉黛，女辫发垂后，已出嫁则分为两道，盘于头上。衣似袍而袖微大。兵有弓箭刀矟。俗重骑射，兼爱坟史，而秀异者颇解属文，能吏事，又知医药、蓍龟与相术、阴阳五行。法有僧尼，多寺塔，而无道士。有鼓角、箜篌、筝竽、篪笛之乐，投壶、摴蒲、弄珠、握槊等杂戏，尤尚弈棋。行宋元嘉历，以建寅月为岁首。赋税以布绢丝麻及米等，量岁丰俭差等输之。其刑罚，反叛退军及杀人者斩，盗者流，其赃两倍征之，妇犯奸，没入夫家为婢。婚娶之礼，略同华俗。父母及夫死者，三年居服，余亲则葬讫除之。土田湿，气候温暖，人皆山居。有巨栗，其五谷杂果菜蔬及酒醴肴馔之属，多同于内地，唯无驼、骡、驴、羊、鹅、鸭等。国中大姓有族沙氏、燕氏、刕氏，解氏、真氏、国氏、木氏、苗氏。其王每以四仲月祭天及五帝之神，立其始祖仇台之庙于国城，岁四祠之。国西南人岛居者十五所，皆有城邑。魏延兴二年，其王余庆始遣其冠军将军驸马都尉弗斯侯长史余礼、龙骧将军带方太守司马张茂等，上表自通云：“臣与高丽源出夫余，先世之时，笃崇旧款。其祖钊，轻废邻好，陵践臣境。臣祖须，整旅电迈，枭斩钊首。自尔以来，莫敢南顾。自冯氏数终，余尽奔窜，丑类渐盛，遂见陵逼。构怨连祸，三十余载。若天慈曲矜，远及无外，速遣一将，来救臣国，当奉送鄙女，执扫后宫，并遣子弟，牧圉外厩，尺壤匹夫，不敢自有。去庚辰年后，臣西界海中见尸十余，并得衣器鞍勒，看之，非高丽之物，后闻乃是王人来降臣国，长蛇隔路，以阻于海。今上所得鞍一，以为实矫。”献文以其僻远，冒险入献，礼遇优厚，遣使者邵安与其使俱还。诏曰：“得表，闻之无恙。卿与高丽不睦，致被陵犯，苟能顺义，守之以仁，亦何忧于寇仇也？前所遣使，浮海以抚荒外之国，从来积年，往而不反，存亡达否，未能审悉。卿所送鞍，比较旧乘，非中国之物，不可以疑似之事，以生必然之过。经略权要，已具别旨。”又诏曰：“高丽称藩先朝，供职日久，于彼虽有自昔之衅，于国未有犯令之愆。卿使命始通，便求致伐，寻讨事会，理亦未周。所献锦布海物，虽不悉达，明卿至心。今赐杂物如别。”又诏琏护送安等至高丽。琏称昔与余庆有仇，不令东过，安等于是皆还，乃下诏切责之。五年，使安等从东莱浮海赐余庆玺书，褒其诚节。安等至海滨，遇风飘荡，竟不达而还。自晋、宋、齐、梁据江左右，亦遣使称藩，兼受拜封，亦与魏不绝，及齐受东魏禅，其王隆亦通使焉。淹死，子余昌亦通使命于齐。武平元年，齐后主以余昌为使持节侍中车骑大将军带方郡公，百济王如故。二年，又以余昌为持节都督东青州诸军事东青州刺史。周建德六年，齐灭，余昌始遣使通周。宣政元年，又遣使来献。隋开皇初，余昌又遣使贡方物，拜上开府带方郡公百济王。平陈之岁，战船漂至海东耽牟罗国。其船得还，经于百济，昌资送之甚厚，并遣使奉表贺平陈。文帝善之，下诏曰：“彼国悬隔，来往至难，自今以后，不须年别入贡。”使者舞蹈而去。八年。余昌使其长史王辩那来献方物，属兴辽东之役，遣奉表请为军导。帝下诏厚其使而遣之。高丽颇知其事，兵侵其境。余昌死，子余璋立。大业三年，余璋遣使燕文进朝贡。其年，又遣使王孝邻入献，请讨高丽。炀帝许之，命觇高丽动静。然余璋内与高丽通和，挟诈以窥中国。七年，帝亲征高丽，余璋使其臣国智牟来请军期，帝大悦，厚加赏赐，遣尚书起部郎席律诣百济，与相知。明年，六军度辽，余璋亦严兵于境，声言助军，实持两端。寻与新罗有隙，每相战争。十年，复遣使朝贡。后天下乱，使命遂绝。其南海行三月，有耽牟罗国，南北千余里，东西数百里，土多麞鹿，附庸于百济。西行三日，至貊国，千余里云。

《北史·新罗传》新罗者，其先本辰韩种也。地在高丽东南，居汉时乐浪地。辰韩亦曰秦韩，相传言秦世亡人避役来适，马韩割其东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韩。其言语名物有似中国人，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皆为徒，不与马韩同。又辰韩王常用马韩人作之，世世相传，辰韩不得自立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恒为马韩所制。辰韩之始有六国，稍分为十二，新罗则其一也。或称魏将毌丘俭讨高丽，破之，奔沃沮，其后复归故国，有留者，遂为新罗，亦曰斯卢。其人辩有华夏、高丽、百济之属，兼有沃沮、不耐、韩之地。其王本百济人，自海逃入新罗，遂王其国。初附庸于百济，百济征高丽，不堪戎役，后相率归之，遂致强盛，因袭百济，附庸于迦罗国焉。传世三十至真平，以隋开皇十四年遣使贡方物。文帝拜真平上开府乐浪郡公新罗王。其官有十七等，一曰伊罚干，贵如相国，次伊尺干，次迎干，次破弥干，次大阿尺干，次阿尺干，次乙吉干，次沙咄干，次及伏干，次大奈摩干，次奈摩，次大舍，次小舍，次吉士，次大乌，次小乌，次造位。外有郡县。其文字甲兵同于中国。选人壮健者悉入军，烽戍逻俱有屯管部伍。风俗、刑政、衣服略与高丽百济同。每月旦相贺，王设宴会，班赉群官，其日拜日月神主。八月十五日设乐，令官人射，赏以马布。其有大事，则聚官详议定之。服色尚画素。妇人辫发绕颈，以杂彩及珠为饰。婚嫁礼唯酒食而已，轻重随贫富。新妇之夕，女先拜舅姑，次即拜大兄。夫死，有棺敛葬送，起坟陵。王及父母妻子丧，居服一年。田甚良沃，水陆兼种，其五谷果菜鸟兽物产略与华同。大业以来，岁遣朝贡。新罗地多山险。虽与百济构隙。百济亦不能图之也。

下 分解

甲　地望

夫余　夫余初灭于慕容氏，继并于靺鞨，渤海之夫余府，其故地也。夫余府入辽为黄龙府，《旧五代史》谓其北至混同江仅百里，明其当在今长春之东北。辽之黄龙府入金属上京路，曰隆州[金天眷三年，改黄龙府为济州，置利涉军。天德四年，改名济州路转运司。大定二十九年，改名隆州。贞祐初，升为隆安府。（见《金史》）]，入元属辽阳省开元路，入明属三万卫。今吉林省长春、农安、扶余等县，皆本土也。若言夫余四至，则地方二千里，不可但以黄龙府故地当之。《魏志》所谓“于东夷之域最平敞”者，明其当今吉林西境、黑龙江南境，或兼及洮南一带之大平原，其曰“多山陵广泽者”，明其兼有吉林省中部之山泽，或兼及兴安岭之南端。《后书》《魏志》皆谓其在玄菟北千里，不曰辽东，足征其区域括有今松花江东岸之地。

挹娄　按，挹娄地望，《后书》《魏志》言之甚明。西界夫余，东临大海，南接沃沮，北不知其所极。盖当今吉林省之东部，黑龙江省之东部，俄属东海滨州之大半及阿穆尔州。西向南向皆无与中国辖境接壤处，故与中国之关系甚少。《满洲源流考》以为兴京（今兴宾县）亦是肃慎之一地者，乃误以后来勿吉之范围逆论挹娄。且《满洲源流考》是清代官书，清代认肃慎为其远祖，故不免为之夸大。挹娄是散漫之部落，非一国家，故无都城可言。《松漠纪闻》谓“古肃慎城四面约五里余，遗堞尚存，在渤海国都三十里，以石累城脚”。既以石脚为城，四面约五里，必非汉时之挹娄所能有，盖亦是勿吉时代之经置也。[渤海都城在今宁安（宁古塔），则此所谓肃慎城，当亦在宁安附城。]

高句骊　句骊　按，《后书》高句骊与句骊同在一卷而分传，《魏志》无句骊传，其高句骊传乃与《后书》之句骊传相同。盖句骊本不止一部，其一曰高句骊，汉武时以为县，即昭帝始元五年玄菟郡移治之所。西汉末，句骊一支名小水貊者，渐强大，遂袭用高句骊之故名，然与汉武时名县者并非一部。高句骊既于西汉末有此重大之兴替，其疆土亦历代有变迁。下节详论之。

沃沮　沃沮之地望，按以《后书》《魏志》所记，盖当今朝鲜东北境，即咸镜道一带，并及吉林东南之区域，以至俄领东海滨州之南部。东沃沮者，大体在今咸镜道地及吉林东南端，北沃沮当在东海滨州之南部。沃沮非如夫余、句骊为一国家，乃是分散之部落，其民则民也。《辽史志》：“海州南海军，本沃沮国地，有沃沮县。”此地已不可考，然渤海以来所谓率宾，当即沃沮之本体。

境在汉属乐浪东部都尉，即金刚山脉迤东之地。大体当今朝鲜之江源道，北涉咸镜道与沃沮界，南涉庆尚道与辰国接。

三韩　三韩为辰国及其西邻部落之演变，对于汉人及部或可称朝鲜半岛之土著混合体，其文化较人为低。其地望当今庆尚全罗两道，盛时盖并有忠清道。《魏志》云“韩在带方之南”，明其北不至京畿道地。

三韩之分界今已不可寻，其相对之位置则甚明。东部为辰韩，西部为马韩，介于二者之间而位置偏南者为弁辰。南北朝时所谓任那者，当即以弁辰故地为大体。（《东国文献备考》所载历代疆域，既无图以表之，且年代每不标明，颇难采用，今故从略。）

乙　族类

汉魏晋时东北诸部之族别，《后书》《魏志》所记者未尝不明晰严整，然古代记述多不能合近代观念之要求，而诸书所记字里行间之意义如不细为体会，亦易将极重要之事实漫然读过。今试为分析之前，有二事宜先辨明者焉。

一、诸书所记东北部族，非一代事。自箕氏朝鲜至慕容氏，虽汉族及其文化之东进为一经恒之事件，然所谓诸夷者，历代消长不同，疆域分合乃异。如混为一世之事而观之，势必失其窍要，必依时代寻其消长，然后源流可观。

二、一国之内，一地之民，每非尽是纯一之部族。东北区域，北接黑水金山，西连瀚海松漠，南挟朝鲜半岛，西南与山东半岛相应，海陆皆不呈封锁之形势，故若干民族来来去去，为历史上必然之事。于是一地之中，统治者与众民或为不同之部族，且同为一地之众民，亦不必尽是渊源一脉，阶级之形成为不可免者。此等阶级之形势，如匆匆看过，势必淆乱史实。便如夫余，其下层乃民，其统治者乃“亡人”。又如辰韩，其本体与马韩等当为朝鲜半岛南部原民，其混合则秦人。又如百济，其众民为马韩之旧，其王朝则夫余之统治者之一支。又如箕氏卫氏之朝鲜，统治者虽迁自中国，其大部居民中应有不少之貊旧族。今如囫囵说去，将误会其涯略纲领，必先看清东北诸部族中之有阶级，然后可知东北诸地之民族分配也。（此一事实，为治史学最不可忽略者。例如所谓“大清帝国”，外国人谓之为中国，而革命之中国人则谓之为满清。两种说法，实皆不错，如以全民为观点，“大清帝国”自是中国，如以统治之组织为对象，清国固是满洲也。又索伦叶赫诸部之号女真，兀良哈之号蒙古，皆可如此看。契丹金人入元号汉人，此因辽金旧国之大部分人民皆是汉人，故国亡之后，从多数之名。契丹一词，在俄国及若干西北部族中为中国之称，亦复如此。如以为索伦出于女真，兀良哈出于蒙古，契丹本是诸夏，自是大错，然习俗之称，亦自有其原故，不可遽以为非。世上甚少单纯之民族，封建时代，社会之阶级每即是民族之阶级，少数之统治者与多数之被统治者常非一事。如忘其阶级，而谓某国出于某部，必穿凿也。）

以此两事为注意点，可得下列之分析。



武帝平朝鲜前中国人东向图

1 箕子东去之线（此为假定）2 燕人东向北向拓殖设辽东辽西诸郡之线　3 秦人东向拓殖之线4 秦人入辰国之线　5 古海路交通　6 卫满入朝鲜之线　7 卫氏据朝鲜向外拓土之线

一曰中国人　所谓中国人者，指自燕齐一带而往原以汉语为母语之民族而言。此民族挟其文化上之优越势力及巨大之政治组织，东向拓置，自荒古已然。所谓辽东半岛者，或自始便与山东半岛为同一民族所居。至于中国内部移出之记载，最早者有箕子之建东封，其地域容当在今鸭绿江（古名马訾水）之两边。其后燕秦拓土，曾越水（今大同江）而至洌水（今汉江之北支），辽东辽西皆置郡县。是则当纪元前三世纪之光景，中国势力已拓置于朝鲜西半部（朝鲜半岛之西南角除外）。汉武之设乐浪郡，非创造之事实，乃承前之再造也（详见本书上章）。中国人势力更东南向以入辰国，所谓辰韩，实即中国人与土著之混合国家，其语言不仅包含若干中国语成分，且包含秦人方言。《后书》云：“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其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为徒，有似秦语，故或名之为秦韩。”《魏志》云：“辰韩，其耆老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马韩割其东界地与之。有城栅。其言语不与马韩同，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皆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齐之名物也。”是其显证。燕人卫满挟其数万之“亡人”东渡水，代箕氏以建国，濊貊、真番、沃沮皆服属，故收集之中国人尤多，逮武皇统一之后，辽外诸郡遂为固定之建置，而夫余、句骊、貊皆服属焉。下至慕容氏之兴四百余年间，皆汉人拓张并稳固其势力之时代。凡此东移之迹，略如附图。

二曰濊貊　与貊为一事，上节五项下之，实不括有民之全体，夫余、句丽、沃沮皆民之区域，特其统治者非种耳，夫余之土著为民者，《后书》云：“夫余国本地也。”《魏志》云：“夫余……其印言‘王之印’，国有故城名城，盖本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其明证也。句骊之为民者，《魏志》：“句骊一名貊耳。”耳当是语尾。又云：“别种依小水作国，因名之为小水貊，出好弓，所谓貊弓。”王莽时，句丽为寇，而“严尤奏言貊人犯法”，此《魏志》语，《后书》同，其文云：“于是貊人寇边愈甚。”又《后书·光武纪》，建武二十五年，“辽东徼外貊人寇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辽东太守祭肜捂降之”。此即本书《句骊传》所谓“祭肜以恩义招之”之事（类此之例不一，今姑举数事，不遍也）。凡此皆明句骊部族为貊人。沃沮之为民者，《魏志》记光武建武六年（公元30年）后省乐浪东部诸县，而以土民为县侯。其文云：“惟不耐侯至今犹置，功书主簿诸曹皆民作之。”其证也。且《后书》《魏志》记夫余、句骊、沃沮、貊之语言，称其大同小异，记其习俗生活亦然，必有共同之民族成分，然后可以大同，必与不同之异族混合或分化既久，然后可成小异。然则《后书》《魏志》所谓者，乃纯粹之民部落，直隶于汉官者，所谓夫余、句骊、沃沮者，固以人为底子，其上另有他族统治者，以转隶于汉庭耳。



秦汉间在东北各民族分布图

秦始皇帝一统至汉武帝平朝鲜置四郡之间中经秦卫氏汉三代

统治之阶级既辨明，然后可推夫余、句骊、沃沮、貊之关系，然后可察其语言之大同小异作何解。吾人于此不能不惊异貊人民分置之广溥，盖秦汉魏时，自中国人外，东北最众之民族也。此一民族既如此众繁，必非卒然而成，其先世在东北当有相当之历史。《后书》《魏志》均系箕子之教于之一节中，明民原为东北民族之主体，箕子建国之所凭藉，其后割裂子汉人及北部戎狄耳。《后书》云：“东夷率皆土著。”其明证也。中国人与貊之关系经典鲜记，惟《诗·大雅·韩奕篇》云：“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伯，因以其伯。”韩之故国相传在河之西渭之阳，后代之韩城县也。然其城不得由燕师完之，王应麟《诗地理考》云：

《水经注》，王肃曰：“涿郡方城县有韩侯城。”（《后魏志》，范阳郡方城县有韩侯城。李氏曰：“溥彼韩城燕师所完。”琢郡乃燕地也。又有“奄受北国”之言，《水经注》：“圣水径方城县故城北，又东南径韩城东。”引《韩奕》之言为证，粱山恐是方城县相近梁门界上之山。此亦一说，存之以备参考。《括地志》，方城故城在幽州固安县南十里。）

是则今河北省中部在西周时犹为貊人所居，周之封建势力驱逐其向外。（《诗》此处《郑笺》云：“追也貊也，为俨狁所逼，稍稍东迁。”郑玄汉人，此说如不误，是汉之貊，即周之貊也。）当有一部分留遗于本土，而为中国人所吸收同化。汉族与东北部族之类同，此或其一因也。

于此或不免置问曰，《诗》所为貊，果汉代所谓貊乎？吾人于此无确切之证明，然东人之泛名曰夷，不曰貊。胡之一字自汉始乱，古人标识民族之号，除蛮夷戎狄而外，鲜有杂用。貊非通名，容非转用。且以地望求之，秦汉时貊在辽东徼外，燕秦未拓土时貊之地位当更向内，《诗》所谓“以为北伯”，应是伯诸貊之北国，郑氏所谓“稍稍东迁”，当不误也。又《诗·鲁颂·宫》篇云：“至于海邦，淮夷蛮貊。”是春秋时山东半岛之南滨海处犹有貊人之遗。然则黄河流域诸部族未混合而成中国民族之前，貊人之分布或兼有山东、辽东、朝鲜三半岛之一部，中国民族既混成之后，其东部当以貊遗民为一重要本质也。

三曰夫余句骊统治族　夫余之统治者与其地之旧日土著不同，循《后书》《魏志》所记之语义，可以明确得之。夫余句骊统治族之最可注意者，为其原始神话，本卷第一章已论之。此神话与殷周之原始传说见于《诗经》者，若合符契，是此民族必与中国古代民族有密切之关系。然而夫余统治族将自中国而往乎？细玩《魏志》文义，当知其信然。《魏志·夫余传》云：“国之耆老自说古之亡人。”曰“亡人”，而不曰自何处亡，则应是自中国亡者，方可省以成此文句。下文果云：“今夫余库有玉璧珪瓒，数代之物，传世以为宝，耆老言，先代之所赐也。其印文言‘王之印’。”国有故城，名城，盖本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自谓亡人，抑有似也。所谓玉璧珪瓒，正是中国之文物，所谓耆老言先代之所赐，汉之先代正是周秦，此明明言自中国之边境出亡而往夫余。其结语云“自谓亡人抑有似”者，中国史家固承认其传说矣。此明明记载于《后汉书》《魏志》之义，后人忽而不察者，盖因《后书》等记其神话，皆云北夷索离国王子东明逃亡，南渡掩淲水，至夫余而王之，故后人皆以夫余王室自北而来。然此神话同样见于高句骊及百济部族中，其名东明（或朱蒙实一词）也同，其云南渡也同，其水名亦仅是音变（高丽《好太王碑》，朱蒙作邹牟，淹淲作奄利），是则此一神话中各节，只是一个神话中之成套语，历世传袭，不因迁地而变，诚不可以地理求之。此义既明，则所谓北夫余者不过是夫余之北部，非夫余之所自来。（《好太王碑》夫余有东北之别。按其地望，东夫余当即沃沮，北夫余当即夫余，自高句丽言之，沃沮在东，夫余在西耳，非另有一北夫余也。）且索离一词，尤可注意。索离《魏略》作稾离，《粱书》作櫜离，《通典》作橐离，《隋书》直作高丽，是《后书》索离之索，必是稾之误字，而《隋书》所言盖得其实。櫜离、句骊疑是一名之异文。句骊本是若干部落，散布甚广，后来句骊部中小水貊之统治者因出自夫余，而夫余之统治者乃本出原名稾离之一部也（句骊说详下）。

然则夫余统治者果于何时自中国边境“亡”而往夫余乎？循周秦之史迹，此一事件不在燕赵拓土之年，即当冒顿东并之日。《史记·匈奴传》云：“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其后燕有贤将秦开……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郡，以拒胡。”以时代及地望求之，此其东胡向东北亡之时矣。传又云：“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击，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此又东胡灭国之时也。东胡在周末为强族，内容甚复杂。所谓林胡、楼烦、山戎者，亦不知其是匈奴别部，或是东胡，但知其与中国关系不少耳。东胡裔有乌桓、鲜卑，然皆非近于中国者，其近于中国之东胡部，不容于灭后尽失其踪迹。秦时中国统一于南，匈奴统一于北，东胡山戎等之迁移必东其方向。东方土著之貊是城郭之族，农业之民，兵力当不及东胡山戎等，则东胡或山戎、楼烦、林胡之伦，以亡人而臣服其部落，正其当然之事。然则夫余句骊之统治阶级，东部胡类之遗，而阴山之故族也。且胡本游牧之民，与东夷之城郭农业畜豕者绝殊，《后书》《魏志》所记东夷部族之俗，独夫余染有胡化，殉葬多至百数，兄死妻嫂。明其本非纯粹之东夷，而有混杂之胡素耳。

此一统治民族本是亡人，而君夫余，更分支而辖句丽，百济亦其所出。是则汉时之民，除乐浪东部都尉所辖外，皆受制于此族。民之分若干部或是异族征服之结果然耳。

四曰挹娄族　据《后书》《魏志》《晋书》等，东夷、夫余、句骊、貊诸部语言大同，而挹娄独异。至于生活之习惯，则东夷皆用俎豆，而挹娄独不然。有马不乘，不畜牛羊，惟知饲豕。且“独无法俗，最无纪纲”，显然与夫余、句骊、濊貊等不在一个文化阶级上。此正所谓通古斯人之远祖，后文详论之。

五曰韩族　后汉时所谓马韩、辰韩、弁韩者，其东部为西汉时所谓辰国之遗，其西部是西汉时乐浪徼外之蛮族，并非一个单族的民族，三韩之南界，有与倭人混合之成分，“故有文身者”。大约此三部中，马韩较纯粹，故文化亦最低，“其北方近郡（乐浪带方）诸国，差晓礼俗”，以其汉化之故，“其远处直如囚徒奴婢相聚”，盖犹在其原来文化状态中也。其东之辰韩人，乃乐浪之秦人因乱避往与土著混合者，故其语言中不仅有燕齐名物，且有秦方语。辰韩之文化差高，亦较富庶，然服属于马韩人。辰韩人不得自立为王，须用马韩人为之。

此若干部落北与貊不同，全体虽是混合者，然当有一基本原素，故若干习俗虽较近于貊，而自有其独立之文化阶级。盖无大政治组织之农业部落，以其地理之形势，最便于接受海外及陆上之影响者也。

文化

分析东夷之文化最可注意者两端：一此若干民族中之文化互异处，二彼等文化似中国处。

甲，生活状态　夫余、高句丽、沃沮、貊诸部人饮食皆用俎豆，与中国同，其居处皆城栅，虽（或）为大国，（夫余）或为部落（貊）要非游牧。此为历代东夷与北狄之绝对不同处。亦即东夷生活近于中国、别于朔漠部族之最要点。持此可知历代东夷，虽时与北部相混，究非一本一原，而东夷之与中国易于混同者以此。夫余、句丽、貊、沃沮皆是农业部族，其中仅夫余稍染游牧之习，高丽亦善用骑，此当与中国之改习骑射者同，或由其统治者本为骑牧之民，其人民大体固是城栅农业者也。此若干部族中似以貊之中国化为最著，不特用中国之生活状态，且染中国之禁忌，《后书》谓“东夷似中国人”，《魏志》又独系箕子之教于乐浪东部之纯粹貊部落中，明其中国化之显著。夫余、句骊本以民为基，然其汉化稍远者，以后来颇染胡俗，故略有变态耳。沃沮以地理之形势，不便发达文化，且北近于挹娄，夏日须避居，故文化不能不简陋。然以诸书所记测之，亦与句骊、濊貊为一体。

乙，习俗　凡是民之地，无论夫余、句骊与乐浪东部，皆以十月为成岁，盖农功既毕之节也。《尔雅》曰：“夏曰岁，殷曰祀，周曰年。”年者，其字形表秋收之义；祀者，每年祭天之礼；岁者，其农功之义尤显。民盖以岁功既成为节，亦诸夏之风。其染于俗之韩族亦然，以十月为祭天节，夫余更以殷正月（腊月）祭天，尤类秦俗。句骊以十月祭天之大会为东盟，此或是人相沿之旧号。

丧礼则《魏略》所记夫余之俗全与中国同（引见上文本书第八六叶）。沃沮之瓦悬椁，亦为今中国北方通用者（见本书九六叶）。其他可注意之习俗均释于前节所录史料，本文之下，今不重举。

古代人最重发饰，发饰之别竟是民族之别。中国人束发加冠，南蛮断发文身，北狄被发左袵。此一分布之形势在古代东北若合符然。最北之挹娄人，编发者也。中间之夫余、句骊、貊，用弁或帻，明其与中国大同。其南部之韩族，则“魁头露”。章怀太子注曰：“魁头，犹科头也，谓以发萦绕，成科结也。音计。”然则虽不编发，亦非弁冠，此事可供分别民族之资。

综合《后书》《魏志》所记，及上所标举之点，可得下列之断定：文化最高者为民诸部，其中乐浪东部之纯民最驯良，俨然华风。其北之夫余、句骊虽长于兵革，犹不失其民之基本素，夫余之若干习俗尤与相传之殷俗合，盖略变于胡，亦以近于中国之故，所受之中国化或更多也。三韩部落文化颇低，在组织（无大国）及生活（犹处土穴）上皆简略，然已至农业状态。其文化之稍进步处，皆秦汉人在乐浪者影响之也。文化最低者为挹娄，仍在石器时代，处土穴中。句骊以好洁著，挹娄以不洁闻，显非同类。至于挹娄人形似夫余者，盖以如此邻近之国，易有混合，其本非一系，可断言也。

诸部之推迁

上列数事既经辩解，可分求诸部之推迁矣。中国之殷代本自东北来（说详傅斯年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其亡也向东北去（箕子之往朝鲜）。或与貊族有一密切关系。按之《诗经》，号貊人者，在西周春秋初犹有存于今河北省境及山东省东南境者。凡此遗民，以战国时文化之混同，秦汉时政治之一统，已化于中国人之冶炉中矣。其东北之貊人当即箕氏建国之所本，箕氏朝鲜或尚及于今鸭绿江以北，不徒以今大同江流域为本体。貊人之东向当予本地土著以大打击，所谓韩人，或即朝鲜半岛之土著，迫于貊人及燕秦势力而南保者。其中更合以自海上来自中国往各样之成分耳。箕氏朝鲜或不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若干封建的部落。卫满承之，收集汉人，威服四邻，所建国家之大，箕氏或未有也。按以箕准亡国后奔马韩而王之之形势，参以后来高丽高王李三朝皆起自北方之局，三韩之保守南端，或亦自北方退往者。

在朝鲜半岛中民族移动有自南向北之形势，在辽东徼外则有自西向东折而向南之形势。夫余句骊统治族之据地，盖自中国北边往者（说见前）。夫余传世数百年，为汉魏时东北最大之属国，未尝为中国患，亦未尝有大变动，至慕容氏起，然后失国，至高句骊兴，然后再亡。高句骊之高必与句骊为二词，《后书》有《高句骊传》，又有《句骊传》，《魏志》所记高句骊事皆在《后书·句骊传》中。且王莽改高句骊为下句骊，明高为形容词，冠于句骊之上者。推寻此意，当由于句骊有若干部落，其居山地者曰高句骊，以别于其他句骊诸部。且后来之高句骊国王曰高氏，更足明高之一字不与句骊为一词。汉武帝时，已平高句骊，故昭帝时玄菟西徙，以高句骊为郡治，所谓“去辽东千里”者，此之高句骊也。《后书》所记高句骊事，习俗部居而已，无寇边事，明其已在郡县之中。西汉末，其小水貊之一支独强，遂袭高句骊之旧号，此虽亦名高句骊，实与汉县非一事。此小水貊之高句骊后来逐渐发展，至隋唐遂为中国之劲敌。后高丽金富轼所著《三国史记》，以新罗、高句丽、百济建国皆在西汉末，其世系斑斑举列，按以高丽《好太王碑》所记，其说高句骊世系及史迹，当有所本，虽语言过夸，要亦国史之遗文，或传说之流遗者。金氏以高句丽始祖东明建国于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以《后书》所记句丽事皆系于《高句骊纪》，此亦足明东汉后所谓高句骊本是句骊之一部，非汉武置县之高句骊也。此小水貊之高句骊自后汉殇帝时即为辽东玄菟害，汉末尤强，公孙康、毌丘俭、慕容皝三次征伐之，大被创夷，然终未能遏其兴起。

乐浪东部之貊，在汉武时为临屯郡，昭帝以后并入乐浪郡，所谓东部都尉领东七县也[七县中兼有沃沮（夫租）县]。后汉光武时许其自治，然“四时朝谒，二郡有军征赋调，供给役使之如民”，犹是徼内也。

沃沮之地，西隔大山，东滨大海，成一南北修长之条，故自成南北部落之分。所谓沃沮者，《满洲源流考》以为即满洲语之窝集，其言云：“今自长白山附近，东至海边，北接乌拉黑龙江西，至俄罗斯，丛林密树，绵亘其间。魏毌丘俭讨高丽，绝沃沮千余里，到肃慎南界，则沃沮者，实即今之窝集。”（按，窝集，满洲语森林也。）沃沮为分散之部落，不成一国家。南沃沮初为玄菟郡治，后属乐浪东部都尉，北沃沮则困于挹娄人，至于“每夏辄藏于岩穴，至冬船道不通，乃下居邑落”，其困可知。后汉时已如此，果也至南北朝时（或晋时已然）挹娄人已兼并沃沮而袭其名矣。《魏书》《北史》所谓勿吉，一作靺鞨者，其地望大体当《后书》《魏志》所谓南沃沮及挹娄，其名称则沃沮、勿吉、靺鞨，显然为一声之转，于是沃沮乃不见于史书，而靺鞨入唐为强国焉。此等“以牛易马”之史实甚多，忽之每致不得要领。挹娄之为肃慎者，今日殊不能知史家果何所凭藉而作是语，或以其用石矢巨弓，出自东北远方，而“稽古”以定此名，亦未可定。然此等部落文化极低，未必从汉人稽古建号之习，而肃慎一词，却在被一带流行至于后世，宋时所谓女真，明时所谓珠申（建州自号其民之称，见《满洲源流考》），皆肃慎之声转，是则不可遽以“挹娄古肃慎也”一语为中国史家所造矣。《左传》记周王述其祖烈曰：“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如是，则肃慎必近在今辽西或滦河一带，然箕氏建国，以貊为本，《后书》《魏志》皆暗示此义，而汉时族溥居于今辽宁省东部、吉林省大部，或北及黑龙江省南端，在朝鲜更居东部，此貊之民以其生活习俗又可决定其决非出自瀚海原为游牧族者。果西周初诸夏与挹娄之前世肃慎接壤，则后来横断二者间之貊族原非土著可知，此貊族又何自来乎？貊族与挹娄非同族，又显然记之于诸史。然则挹娄是否即“古肃慎之国”，只好阙疑。今更将名词传变图之如下：



辰国政治情形在西汉时者无可考。其地当朝鲜半岛之南端，一切在朝鲜北部及辽外之民族被迫于后起之部族者，势必群集于此，更无路可走，而海上又可有若干部民来住，倭人来此最便，然不仅倭人已也。是辰国本是一大混合场，或以文化较低于貊之朝鲜半岛原始民族为其基本耳。箕准于亡国之后袭此地而王之，不久旋灭。马韩部落特强，辰韩文化最高，然莫能抗马韩，故但以马韩人为王焉。自新罗崛起，然后辰韩之部族始大，既不服属于马韩（百济），更北袭人，与高句骊拮抗。此新罗者，在魏曰斯卢，为辰韩十二国之一（见《魏志》），在刘宋始曰新罗。《北史》云：“或称魏将毌丘俭讨高丽，破之，奔沃沮，其后复归故国。有留者，遂为新罗，亦曰斯卢。其人辩有华夏、高丽、百济之属，兼有沃沮、不耐、韩之地。其王本百济人，自海逃入新罗，遂王其国。初附庸于百济，百济征高丽，不堪戎役，后相率归之，遂致强盛，因袭百济，附庸于迦罗国焉。”其先辰韩之混合既如彼，其后新罗之混合又如此，实不成一种族。然隋唐之世，新罗独能事大，故高丽、百济以抗中国而丧国迁遗，新罗以事唐之故，独能为中国外臣，不亡于倭，而保世滋大。唐高宗后，武氏篡国，东方照顾不及，新罗乃得特殊之宠异。而安史之乱，中国与东方之陆路交通绝，新罗乃得据有半岛之大部分。至五季时，始改历数于后高丽朝之王建。高丽、新罗、百济三国中，新罗之强大最后，然《三国史记》《东国通鉴》皆以新罗建国为最早者，盖新罗独不亡于唐，半岛之古史材料传自新罗，故新罗人得饰造其词也。[此虽饰造，然必有一部分依据传说，不可一笔抹杀之。若《三国史记·新罗记》初数卷所载日食等，必是依《春秋》而妄造。梁时彼尚“无文字，刻木为信，语言待百济而后通”（见《梁书》），其登梁朝，亦凭百济使臣，焉能记日食于汉代首？《三国史记》之材料，必经辨析，然后可用也。]

马韩初为辰国之统治者，其后百济亦以武力著。百济本马韩列国之一（见《魏志》）。其名据《好太王碑》当作百残，其作百济者，汉土文书之假借。《北史》释百济来原及名号云：“东明之后有仇台，笃于仁信，始立其国于带方故地。汉辽东太守公孙度以女妻子，渐以昌盛，为东夷强国。初以百家济海，因号百济。”百济既非本字，此说当不可通。按《魏志》，辰韩“有似秦人……名乐浪人为阿残。东方人名我为阿，谓乐浪人本其残余人”。然则所谓百济者，其谓乐浪百户南徙之邑乎？此说如可信，则百济王之出于夫余，更无可怪。盖本是乐浪流寓者，故能自北至南。否则百济于仇台（自仇台始皆以夫余为氏）建国时，中国人之势力未衰，乐浪郡之统治犹壮，且正值公孙氏雄海东而置带方郡时，出自夫余之人何路远越汉郡而至马韩乎？《三国史记》所记三国先世，盖将中国史籍及本邦后世之粗记与传说混为一事者，金富轼实未造伪史，然其所凭之本土材料非汉籍之比也。或曰，百济在晋末魏初，曾越海而据辽西一带，南朝诸史多以百济本在辽东，与高句骊比邻，《魏书》且以为“北去高句骊千里，甚矣其疏也！”（按百济据辽西事，殊费索解。辽西疆域经前燕、前秦、后燕、北燕四国，皆为燕之本土，百济焉能越海据之。此当是南朝史臣不解东北地理而误，而魏收藏书之无稽，亦不足论也。）百济在唐高宗时，以联倭为唐所灭，唐将刘仁轨尽歼日本舟师于白江，百济遂夷（参看唐平百济碑，《海东金石苑》卷一）。

上节所说如不误，则今人（日本人犹甚）谓古代东北及朝鲜为通古斯人所居者，实毫无凭藉之论也。自挹娄诸部扩张疆土转号勿吉（靺鞨）后，通古斯人始以渐雄视于东北。前此强大者，为夫余句骊之横介于中国与通古斯族间者。隋代以前，中国与代表通古斯族之挹娄、勿吉往来绝少，唐代彼始与中国交兵。高句丽之亡，靺鞨之兴，可谓在东北汉族以外居住区域中最大之转变，前此为最近于中国之貊人世界，后此为稍远于中国之通古斯族世界矣。此一升降之所系，其重大或不在中央亚细亚由印度日耳曼世界转入土耳其世界之下。从此朝鲜独立为一民族，白山黑水之间，历世强不能驯，非复句骊、貊时代之礼乐人文矣。

民族之认识

上文既依地望、语言、习俗迁变以疏解其民族部落，兹再依此民族部落之别以探其与后来之民族有若何之关系焉。

一、汉族　或曰中国族。此族人在古代中国东北及朝鲜之经历已见本卷各节，兹不赘论。

二、挹娄族　挹娄族之必即通古斯族，可以其流派确知之。挹娄之后为勿吉，勿吉之转音为靺鞨，靺鞨之遗而复振者为女真，女真之受中国节制者为建州，建州之改名曰满洲。满洲语女真语确然为通古斯语族之南支，则其本源之挹娄、勿吉、靺鞨必通古斯族也。且《后汉书》《魏志》所记挹娄生活习俗多与今之通古斯人合，不仅语言有线索可寻而已。

三、濊貊　挹娄既为通古斯族，则与挹娄不同语之夫余、句丽、沃沮、貊一系必非通古斯族也。通古斯者，本语言族系之名词，并非种族，然语言族系大体上可为民族分别之标准，以语言之单位每即文化之单位故也。挹娄人形似夫余，明其以邻近而有血统混合，其语言不同，明其不衍自一派。若日，夫余等所谓貊之一系，虽不与挹娄同语，亦不妨与挹娄俱为通古斯之分支。殊不知《后汉书》所记夫余、句骊、挹娄事，乃去今两千年前者。今通古斯人之居土，东滨大海，西界叶尼赛河，其东南端与汉人朝鲜人分界，其中部之南端，与蒙古人界，其西北一支则横穿于说突厥语之部族间（其东北为突厥之叶库克族，其西南为突厥之鞑靼各族）。其形势实见凭陵于蒙古突厥。居西伯利亚平原之地，非可长久固持者。按之中国史，挹娄（后为勿吉）之地望，及其迤北之山河交错地，当为此族之本土，而以金山黑水为中心。其西北之长线，在近二千年历经迁变，蒙古突厥各族与之代有其地。然则今之通古斯族部落，当不能为远古造成之民族，而二千年前夫余、句骊等人先与确可认为通古斯族先世之挹娄人绝异其语言生活状态及习俗，其文化程度之高低尤悬殊，是则夫余、句骊等貊国必不能为今日通古斯各部之同族无疑也。且所谓通古斯族者，除其南支以受汉化而文化大进外，其北部至今尤在甚低之文化中，其文化程度正与古所谓挹娄者相应，而与夫余、句骊、貊等全不能合。穴居、石镞、“独无法俗，最无纲纪”之挹娄人，与城栅、俎豆、揖让、好洁、守丧、耕稼、冠冕之夫余、句骊、貊诸部必不能有近属之关系，然若假设今所谓通古斯族者，自夫余、挹娄前数百乃至千余年，即分文野绝然不同之派，亦不可通矣。

四、三韩部落　三韩不可以民族名也，三韩之为甚复杂的混合部落者，可以数事明之。夫余、句骊、貊、沃沮分散若干万方里，而语言大同，三韩部落局促于半岛之南端，而语言各异，一也。辰韩多中国遗民，故名秦韩，而“汉末，百姓苦乱，多流亡入韩者”，二也。“近倭，故有文身者”，则自海上来之成分，其数非可忽略者，三也。箕准于亡国后，夫余尉仇台于变动中，皆往而王之，必带其部族俱往，四也。辰国之字谊今虽未能确知，然日本人有以辰国之辰为十二辰之谊者，其说似不误。辰韩、弁辰皆十二国，而汉化区域之中以十二种动物代十二辰之金石记载，恐亦以朝鲜庆州西岳角干墓十二神画像为最古（汉镜纪十二辰者，并不配以十二兽）。此虽近后之石刻，其神话或亦渊源自昔。十二兽配十二辰者，北虏之俗，非中国之习。浮屠教在东汉已大自海上来中国，三韩又殖其变形之教。海南山北，远方殊俗，萃于一土，此土之常受远方影响可知，五也。[州胡岛上有髡头如鲜卑之民，亦可注意之事实。按，朔漠旧族故皆编发或被发，其髡头者自鲜卑始。盖鲜卑自北南移之前，或已间接受希腊波斯在中央亚细亚之影响，故不编发被发而髡发。州胡者，州为岛之本字，胡之一词在汉世亦以之名身毒（天竺）人。此州胡当是来自南洋或印度者，其韦衣裸下，乘船往来市贾，皆暗示其所来之方向，佐以此事，知马韩所谓苏涂必即浮屠，非仅名近貌似而已。]保半岛之孑遗，集四方之亡人，承汉化于乐浪，混胡俗与竺教，可为三韩立体之说明。三韩时先已如此，则后来新罗百济之混镕时可知。《北史·百济传》云：“其人杂有新罗高丽俀（按即倭字）等，亦有中国人。”《新罗传》云：“其人辩有华夏、高丽、百济之属，兼有沃沮、不耐、韩之地，其王本百济人，自海逃入新罗，遂王其国。”凡此皆足证新罗百济之不由纯一民族而成。

今朝鲜语与四邻各语之关系皆不明了，朝鲜语中汉字极多，然皆是借字。亦有与日本语偶合之点，亦由倭人据任那颇久，或不免差有影响于南端诸处，其前更可以三韩文身之俗，证其小有同化，然此只是渺小的偶同，绝不能曲成日韩语同源之一说。朝鲜语与满洲语及一般之通古斯语亦间有相类处，此当由邻居影响或小小同化而成。总之，借字是一事，语法及音系受邻近人之影响又一事，小量之混合又一事，大混合又一事，而同系分支则绝然另一事也。至今治语言学者，未丝毫能证明日本、朝鲜、通古斯之同源，但有若干提示以想像摆布之而已。且所谓乌拉阿尔泰语族自身是否一事，先是一问题，其中语族间差别实太大，且乌拉阿尔泰一词远非印度日耳曼语族或赛米提语族各名词合义之比。今持此内含不明之名词，以括源流尚未晓知之语言，实难有科学的弋获，徒为国别的成见及政治的喧嚷而已。

参看：

（一）S.Kanazawa：The Common Origin of the Japanese and Korean Languages, Tokyo 1910.

（二）A.Meillet et M.Cohen：Les Langues du Monde, Paris 1924.

然吾人不妨试问今之朝鲜语出于古之朝鲜半岛中何部？此问题果能解决，岂不大妙，盖如出于高句骊，便是貊，若出于新罗百济，则另一事也。无奈《朝鲜史》并不给吾人以明确之叙述。朝鲜之制字母是明初年事，前此皆用汉文，故古语存者，仅用汉字汉文书写之若干官名地名人名而已。此虽可凭以揣猜，究不能得上等结论，于是对此一东方文明古国竟不能知其语族来源，亦憾事也。按近代李氏朝鲜建国于洪武朝，虽为中国易其国号，且在明朝“视同内地”（《明史》语），然对于其前之王氏后高丽朝实无何等重大的文化及民族之改易。王氏朝时，历为契丹女真所凭陵，更为蒙古所蹂躏，然均未影响及于民族之改变。王氏高丽建国于五季之初，与辽差同，虽起自半岛之北境，究以唐代新罗为其底子。自唐高宗时，百济、高句骊以背唐而亡国，新罗以事大而保业之后，虽安东都护设置将及百年，然武后之牝鸡司晨，徒与东人以进展之机会。故高丽、百济唐代虽复其国，终以新罗故，未能就藩，新罗事唐，奉羁縻之臣节而已。高宗后数世皆新罗扩大其势力于半岛之时代，新罗未亡之前，几统一半岛之政治权。后高丽凭此而起，则新罗之有大影响于后高丽可知。然新罗在三国中建国独后，初不见于经传，后附庸于百济。且其自身先是一个大混合，今又不能得其混合之相互分量。无论朝鲜语基本上出于高句骊或新罗，其为混合语，可以其亲属难明知之也。

“三韩民族”一名词在三韩时或即不能成立，其是否为后高丽之本体尤不可知也。

第五章 汉晋间东北之大事

自汉武统一区夏之后，玄菟、乐浪永为汉郡，其南北各异族部落皆臣服，至于汉末三百余年中，虽王莽时稍经紊乱，究未失此版图。光武中兴，祭肜守北边，内外率服，辽东重见昭、宣之盛。此数百年中，史书不记辽事，以太平故，无事可记也。此时汉化在此旧疆新郡上植其最深之根业。逮灵帝时，中土分崩，然后辽方多故。割据辽地者，有公孙度一家三世。公孙氏亡，东北直隶于晋。直至东晋永和八年（西352年）慕容称帝，然后东北非中华帝国之一部。兹分述此时中大事如下。

第一节 曹操征乌桓

据《后汉书·魏志通鉴》

乌桓（《魏志》作乌丸）者本东胡也。汉初，冒顿单于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困以为号。其生活为游牧部族，非东夷城栅者之伦也。武帝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其大人岁一朝见。于是始置护乌桓校尉，秩二千石，拥节监领之，使不得与匈奴交通。其后王莽虐用之，遂叛。后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众向化，诣阙朝贡。于是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侯，击匈奴鲜卑（鲜卑亦东胡别种）。后置校尉于上谷宁城，开营府，并领鲜卑，赏赐质子，岁时互市焉。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无事。安帝永初三年（109年），乌桓与南匈奴始入寇，车骑将军何熙、度辽将军梁懂等大破之，无何乞降，其后服叛无常。迄灵帝时，诸郡乌桓大人各自称王。中平四年（西187年），前中山太守张纯叛，入辽西乌桓大人丘力居众中，诱其寇边，而自号弥天安定王，遂为诸郡乌桓元帅，寇掠青、徐、幽、冀四州。五年（西188年），以刘虞为幽州牧，刘虞，宗室名士，汉胡之望也。虞购斩纯首，北州乃定。献帝初平（西190至193年）中，丘力居从子蹋顿总摄三郡乌桓部众。建安（西196至219年）初，冀州牧袁绍与前将军公孙瓒相持不决，蹋顿与袁绍合，遣兵助击瓒。及瓒灭，绍宠任乌桓。广阳人阎柔，少没乌桓、鲜卑中，为其种人所归信。柔因鲜卑众杀乌桓校尉邢举而代之，袁绍因宠慰柔，以安北边。及曹操历破袁绍子袁谭、袁尚，尚奔蹋顿。时汉末大乱，北边多故，幽冀诸州吏人奔乌桓者十万余户，尚欲凭其兵力，复图中国。会曹操平冀州，阎柔率鲜卑、乌桓归附曹，即以柔为校尉。其时蹋顿于乌桓部中为最强，袁尚兄弟归之，数入塞为害。建安十一年（西206年），操将征之，凿渠自呼沲入狐水，名平虏渠。又径洵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十二年夏五月，操至无终（今河北省蓟县），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畴请为乡导，操纵之。引军出卢龙塞塞外，道绝不通，乃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经白檀，历平刚，涉鲜卑庭，东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虏乃知之。尚熙与蹋顿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能臣抵之等将数万骑逆军。八月，登白狼山，卒与虏遇，操乃纵兵击之。虏众大崩，斩蹋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辽东单于速仆丸及辽西北平诸豪弃其种人与尚熙奔辽东，众尚有数千骑。初，辽东太守公孙康恃远不服，及操破乌丸，或说操遂征之，尚兄弟可禽也。操曰：“吾方使康斩送尚熙首，不烦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还。康即斩尚熙及仆丸等，传其首。其余遗迸皆降，及幽州并州阎柔所统乌丸万余落，悉徙其族居中国，帅从其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

于是乌桓永宁，辽东归附，汉朝威力重振东北，东汉之世，乌桓散居塞内，鲜卑游牧大漠。当汉室隆盛，乌桓为捍边之锐卒，及纪纲既乱，乃最为肘腋之患。曹操之平乌桓，阻遏五胡乱华之势者五十年，其有功于民族文化者实大。乌桓一平而沦落，五胡之乱，乌桓不与也。

第二节 公孙氏据辽东

公孙度，字升济，本辽东襄平人也。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度为郡吏。后举有道，除尚书郎，迁冀州刺史，旋免。

同郡徐荣为董卓中郎将，荐度为辽东太守。度起玄菟小吏，为辽东郡所轻。先时辽东属国公孙昭守襄平令，召度子康为伍长，度到官，收昭笞杀于襄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无恩，皆以法诛，所夷灭百余家，郡中震慄。东伐高句骊，西击乌丸，威行海外。初平元年（西190年），度知中国扰攘，语所亲吏曰：“汉祚将绝，当与诸卿图王耳。”

故河内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恶度所为，恐为所害，乃将家属入于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尸，诛其宗族；分辽东郡为辽西中辽郡，置太守；越海收东莱诸县，置营州刺史；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追封父延为建义侯；立汉二祖庙，承制设坛禅于襄平城南，郊祀天地，籍田治兵，乘鸾路，九旒，旄头羽骑。曹操表度为武威将军，封永宁乡侯。度曰：“我王辽东，何永宁也？”藏印绶武库。

度死，子康嗣位，以永宁乡侯封弟恭，是岁建安九年（西204年）也。十二年（西207年），曹操征三郡乌丸，屠柳城，衰尚等奔辽东，康斩送尚首。封康襄平侯，拜左将军。康死，子晃、渊等皆小，众立恭为辽东太守。曹丕践阼，遣使拜恭为车骑将军，假节，封平郭侯，追赠康大司马。恭劣弱，不能治国。太和二年（西228年），渊胁夺恭位。

魏明帝即位，拜渊扬烈将军，辽东太守。渊南通孙权，往来赂遗。权遣使张弥、许晏等赍金玉珍宝立渊为燕王，渊亦恐权远不可恃，且贪货物，诱致其使，悉斩送弥晏等首于魏。孙权大怒，欲渡海击之而不果也。明帝于是拜渊大司马，封乐浪公，持节领郡如故。使者至，渊设甲兵为军阵，出见使者，又数对国中宾客出恶言。景初元年（西238年），乃遣幽州刺史毌丘俭等赍玺书征渊，渊遂发兵逆于辽隧，与俭等战。俭等不利而还。渊自立为燕王，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节假鲜卑单于玺，封拜边民，诱呼鲜卑，侵扰北方。

二年（西239年）春，遣太尉司马懿征渊。六月，军至辽东，渊遣将军卑衍杨祚等步骑数万屯辽隧，围堑二十余里。懿军至，令衍逆战。懿遣将军胡遵等击破之。懿令军穿围急趋襄平，衍等恐襄平无守，夜走。诸军进至首山，渊复遣衍等迎军，殊死战。复击，大破之，遂进军造城下，为围堑。会霖雨三十余日，辽水暴长，运船自辽口径至城下。雨霁，起土山，连弩射城中。渊窘急，粮尽，人相食，死者甚多。将军杨祚等降。八月，渊众溃，与其子修将数百骑突围东南走，大兵急击之，斩渊父子。城破，斩相国以下首级以千数，传渊首洛阳。辽东、带方、乐浪、玄菟悉平。

始度以中平六年（西189年）据辽东，至渊三世，凡五十年而灭。

按，公孙度未足称也。以彼凶残，非能起家于中州郡国者，彼之成事，正以在边境耳。创业者立暴乱之规，守世者持首尾之端，不兢兢以修政事，而唯以自大为务，卒以败亡，其个人不足惜也。然依时势所演定，公孙氏之据辽东也，其意义不同于一般之割据，盖与汉族在东北势力之消长有甚切之关系焉。公孙氏北辑夫余，东剪高句骊，堕其丸都南为百济建国，拓荒地为带方郡（带方郡一部分割自乐浪，一部分故为荒地）。伐韩，出流亡之汉民。帝国虽失一角之统一，汉化实获东北之重镇。果汉末辽东得人更不如公孙氏者，经中国之乱，高句骊、韩必并起，中国之失东北或如失北地矣。魏朝平定东北之后，果能任毌丘俭，如汉之任祭肜者，内无易代之事，外修兵革之备，亦何害于天下后世之大事？无如司马家儿，先伐英桀，后成禅代，司马叡以平吴之盛，竟不能不羁縻慕容氏，内政之影响于边事者如此！未有自乱其政而能又安边境者。求之于己，则直之于人矣。

第三节 毌丘俭平高句骊

毌丘俭，字仲恭，河东闻喜人也（今山西西南境闻喜县）。父兴，魏黄初中有功西陲，封高阳乡侯，俭袭父爵为平原侯。以其为明帝为太子时之旧人，即位后甚亲用之，历官中外。

青龙中，帝将图辽东，以俭有干策，徙为幽州刺史，加度辽左将军，使持节，护乌丸校尉。率幽州诸军至襄平，屯辽隧。右北平乌丸单于寇娄敦、辽西乌丸都督率众王护留等，昔随袁尚左辽东者，率众五千余人降。寇娄敦遣弟阿罗槃等诣阙朝贡，封其渠率二十余人为侯王，赐舆马缯采各有差。公孙渊逆与俭战，不利，引还。明年，帝遣太尉司马懿统中军及俭等众数万讨渊，定辽东，俭以功进封安邑侯。

正始中（公元240至249年），俭以高句骊数侵叛，督诸军步骑万人出玄菟从诸道讨之。句骊王宫将步骑二万人进军沸流水上，大战梁口，宫连破走。俭遂束马县车，以登丸都。屠句骊所都，斩获首虏以千数。句骊沛者名得来，数谏宫，宫不从其言。得来叹曰：“立见此地将生蓬蒿。”遂不食而死，举国贤之。俭令诸军不坏其墓，不伐其树，得其妻子皆放遣之。宫单将妻子逃窜，俭引军还。六年（公元245年），复征之，宫遂奔买沟。俭遣玄菟太守王颀追之，过沃沮千有余里，至肃慎氏南界，刻石纪功，刊丸都之山，铭不耐之城。诸所诛纳八千余口，论功受赏，侯者百余人。穿山溉灌，民赖其利。

俭旋转为镇南将军，以拒吴。其后司马懿谋夺政权，以行纂代，俭遂于正元二年（公元255年）起兵。事败，被杀，事见《魏志·俭传》。

《魏志·本纪》系俭平句骊于正始七年（公元246年）。其平句丽所树诸碑之一，于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七月由奉天省辑安县设治局员发现于辑安县境板石岭之西岔。碑文凡七行，下部残阙，所存不及五十字。其文曰：

正始三年高句骊宫（旧释宫作官，今未见拓本，仅据锌版，难遽定之。然官字颇不辞，宫则正是此时高句骊王之号。）

督七牙门讨句骊五

复遗寇六年五月旋（第二字明是遗字，而旧释作遣。旋下应为师或军字，则遣寇不成文理也。）

讨寇将军魏乌丸单子（末字仅存一角。）

威寇将军都亭侯（旧释侯下有六字，今据照像锌版印本，看不清晰。）

行裨将军领

裨将军（旧释第二字作裨，今所见照像锌版印本不清晰。果此字为裨，其上字当为行。）

按，前三行是记事。宫者，此时高句骊王名（见《魏志》）。后四行应是从征诸将之记名。第四行乃乌桓主帅之从征者。（据《魏志·乌丸传》引《魏略》：“景初元年秋，毌丘俭讨辽东，右北平乌桓单于寇娄敦率众降。遣弟阿罗槃等诣阙朝贡，封其渠帅三十余为王。”是正始六年之魏乌丸单于非寇娄敦即其嗣也。魏平乌丸后，乌桓从征，已见本章第一节末。）俭名及官号当在第一行之末，出于叙事中也。据此碑，知毌丘俭平高句骊非一年事，《魏志》纪系于七年者，系其成功之年耳。



魏毌丘俭平高句骊石刻之一

据《魏志》，足征毌丘俭之征高丽，不但破其国都，且积极的经营其地，故云“穿山灌溉，民赖其利”也。

第四节 慕容廆创业辽西

鲜卑者，五胡之一，前燕、后燕、南燕者，十六国之三也。晋失其政，天下大乱，帝统南迁，胡羯称制。于是中原文物之盛，沦为异族争夺之域，世所谓“五胡乱华”也。五胡之中，有汉化极深者，有汉化颇浅者，慕容廆之曾祖，始入居辽西，其受汉化还逊匈奴刘氏。然慕容廆及其子孙三世，雅慕华风，故建国东北，颇有文物，初服晋朝，亦尽臣节，非石氏、赫连氏等之比也。慕容氏三国之事迹，及其别支吐谷浑，乃一般中国史上之一段，今不能具述，但论其创业于辽西并纪其兴亡年代焉。

鲜卑者，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汉逐匈奴西去，并移其遗民于郡国，终以地理之不宜，不能殖民，其地遂为鲜卑所有。鲜卑于汉，“道畅则驯，时薄先离”（《后汉书》赞语）。至檀石槐始大，尽据匈奴故地，重为汉患。魏武平乌桓，稍杀其势。檀石槐所置中部（当汉郡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大人有慕容氏（见《魏志》注引《魏书》）。魏初，慕容氏之莫护跋率其诸部入居辽西。以从司马懿伐公孙氏有功，拜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棘城晋属昌黎郡）之北，以慕容为姓（按《晋书》释慕容二义，皆以汉语之音义释之。《魏志》三十注引《魏书》，檀石槐所分之中部大人中有慕容，然则慕容固鲜卑旧氏名，非汉语也）。子木延，从毌丘俭征高丽有功，加号左贤王（《御览》引《十六国春秋》大都督）。木延子涉归，以功进拜鲜卑单于，迁邑于辽东北，于是渐慕华风矣。

涉归子廆，幼时晋安北将军张华一见奇之，谓曰：“君后必为命世之器，匡难济时者也。”大康五年（公元284年），廆立，十年（公元289年），迁于徒河之青山，（《寰宇记》七十一：“徒河城，汉县，有废城在柳城东北。有山曰青山，在郡东北九十里。”按，徒河故城当在今锦县义县间。）元康四年（公元294年），定都大棘城（今义县西北）。永宁（公元301年）中，燕土大水，廆开仓振给，幽方获济。晋帝褒赐命服。值永嘉之乱，廆自称鲜卑大单于。时辽东之晋官相杀，附塞鲜卑借辞为乱，百姓流亡者多归于廆。廆以勤王为名，平辽东之叛乱鲜卑，徙其部众于棘城。瑯琊王承制于建业，廆遣使浮海劝进。及王即帝位（东晋元帝），授廆将军单于。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多归之。廆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于是推举贤才，委以庶政。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杨耽为谋主，北海逢羡、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东裴开为股肱，渤海封奕、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恺以文章才任居枢要，会稽朱左车、太山胡母翼、鲁国孔纂以旧德清重引为宾友，平原刘，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国胄束修受业焉。廆览政之暇，亲临听之。

太兴（公元318至321年）初，晋平州刺史东夷校尉崔毖，嗾高句丽宇文（南匈奴之一部）段国（鲜卑之一部皆乘永嘉之乱以建国者）合以伐廆，廆败之，于宇文营中获皇帝玺三钮，送于建业，于是拓地益广。晋帝拜廆车骑将军，平州牧，丹书铁券，承制海东。羯主石勒遣使通和，廆拒之，送其使于建业。勒怒，使宇文乞得龟击廆，廆灭之。晋成帝即位，遣使与太尉陶侃笺，痛论中原羯胡之害，江外祸变之耻（时王敦、苏峻相继作乱），约以戮力王室，共图匡复。其结语曰：

廆于寇难之际，受大晋累世之恩，自恨绝域，无益圣朝，徒系心万里，望风怀愤。今海内之望，足为楚汉轻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尽心，悉五州之众，据兖豫之郊，使向义之士，倒戈释甲，则羯寇必灭，国耻必除。廆在一方，敢不竭命？孤军轻进，不足使勒畏首畏尾，则怀旧之士，欲为内应，无由自发故也。

同时赍其东夷校尉等上侃疏，求朝廷除廆燕王。朝议未决而廆卒。

廆之事晋，自非尽出于本心，盖一由于政治作用，二由于向慕汉化，然晋室自身之由来，其孝子兹孙便以为安得长久（晋明帝语王导者），南渡之后，王敦、苏峻相继作乱，即王导之节亦非苏武之节（陶侃嘲导语），陶侃行迹又非无可议者。以如此之榜样，欲期远方归化之戎夷存孤忠于隔绝之域，实为不可能者。如廆所为，固由于向慕华风耳。

庵卒，子皝嗣，犹奉晋正朔，而甚无臣节。以与段辽（段氏东郡鲜卑之族，自务勿尘以来，日益强盛。其地西接渔阳，东界辽水，所统胡晋三万余户，控弦四五万骑）相攻，诡称藩于伪赵王石虎。旋灭段氏，复以宇文为患，而高句丽去国密迩（其时高句丽已乘晋乱向北拓土），谋先剪之。晋咸康八年（西342年，《晋书》载记系于七年），皝率劲卒四万人自南陕以伐宇文高句丽，又使慕容翰、慕容垂为先锋，遣长史王寓等勒众万五千从北置而进。高句丽王钊，谓皝军之从北路也，乃遣其弟武统精锐五万距北置，躬率弱卒以防南陕。翰与钊战于木底，大败之，乘胜遂入丸都，钊单马而遁。皝掘钊父利墓，载其尸并其母妻珍宝，掠男女五万余口，焚其宫室，毁丸都而归。明年，钊遣使称臣于皝，贡其方物，乃归其父尸。灭宇文国，拓土千里。又《晋书》载慕容恪攻高句丽南苏，克之，置戍而还（《晋书》记此未系年）。永和三年，世子慕容及恪率骑万七千东袭夫余，克之，虏其王及部众五万余口以还。终皝之世，受晋封拜，皝亦频遣使贡献焉。皝性猜忌，而雅好文籍，造《太上章》，著《典诫》，兴东庠，每亲至讲学，虏主中之矫矫也。

皝卒，子嗣，乘伪赵冉闵之乱，南下定邺都，遂于永和八年（公元352年）僭皇帝位。自蓟迁邺后，东北西三方皆拓土，南亦败晋师，俨然为中原最强之虏朝。

晋升平二年（公元358年），死，子嗣，以慕容垂之降前秦苻氏，卒于晋太和五年（公元370年），为苻氏将王猛所破，自邺北奔，见虏于秦兵，前燕遂亡。

此后慕容垂值苻坚败后，一度复国。传四世二十四年而灭。汉人冯跋继之，有故慕容燕国之本土，卒以刘宋元嘉七年后若干年灭于拓跋魏（史未记其亡年）。

东北疆土，经前燕、前秦、后燕、北燕之传舍，混乱异常，洪氏《十六国疆域志》多不可据，今不得而详焉（诸国在中国之消长，尚可谱之，其在东北边境之出入则无记载）。

藉此变乱，高句丽大拓版图，拓跋之平营二州，实不能远过辽河之外也。

按，慕容氏超家辽西，绍代北之武俗，承中原之文化。廆子孙三世雅好文籍，兴学著书，以归汉化，五胡之中，自匈奴刘渊以外，莫之比也。其重用晋士，以为治国行政之资，河东裴嶷以中土旧族，膺将相之任，自苻坚之用王猛而外，莫之上也。其远崇建业之庭，同心夷夏之辩，亦是最有效之政治的作用，此其成功之原因，非徒恃漠俗，便可鹰扬青、豫者也。




        OEBPS/Images/pic_8aa1b234f9974b5daaeb34754f790999.jpg
B

(E—ZE8D : “HORATT MR 07
HAEYNEEM I T TS E) KR,
BRI, B2 3. (RBMMUET
ANINVIH, IR . ‘253 U0, GEE
EHEBETIHEEREW N5
B F &M AR S8 iE .

(BRI ERERAFEZIE) =
YEE - FEFL) BYV=4E, LEEE
EHEREREFHA. GIEEAHE
. (& - SEEES R CEM
IR BWENTARERT, X H#
BEHESHTEYR’ . GEEIF ETER
BEEEHi . B M, i B EE. A
TARBAHFRE, AHEEET . X
RV AEBRERE, DEB
ROFHHK, RUE—h. RO
B AERE IFAEHR, KRB EN
B RLISTRRSL A T I AR Z B IR A
B2 B (E Sepkiing M. R 5D .7






OEBPS/Images/pic_cb4b2d3d273548baaab53e629be8f1b3.jpg
2

%ﬁfgﬂ’(ﬂi» (R (ZHEEED
HEIEEUATA, (ELirEy
maﬂj:@ﬁ‘kiiduk =Yk qu

B IMESKTRM, ENE-EEH#,

B(EEVRIELR., KTIEESNHA

A B AR ACE A B, T8 e i,

TEHE Y £ v OB 0 AR B . 5 MR

. sBEENRIRBER, ZE L

FRERH. MREEE. BB

BB, W ETERTI, MR h T FHES /R &

AHEE NG . MEMORETTE , AN RER

BH.

(ENEETRBREAEE. &5

“BURIIV " CES)IMEEE. 4%

HREL“CRIDUEME iR, GEE)Y

BERWER L EANEREAN., BH

R RAREEER, FRRE. K

BIRICIERE, ‘# HEFLm

R CTEMEEN IO EMES

i






OEBPS/Images/image_c37fe2adc4554407b8f34e6253622dec.jpg





OEBPS/Images/image_e8ba85b9e71749d5ac0336d6eedf9790.jpg
RER o=
=3 SRA-BHER 9
== OIKE IR R( AR ER)
=% QK BENERUERR
e O HRBE-ERGKEL)E
B EHRENEKR

2 S
KeFBRefs |






OEBPS/Images/pic_6e2303d22858475ab4ad9f7190384bf2.jpg
‘ (R FELED, ML R

FE) CHIA 10730 FHED L

* B ST BRI A& P YA T AT B

Kk K| FALRES R R, &

} ‘ BAEFDUAZRARAR RIS, 1Y

FETHRFRE. BERELE.
HHZ.

Kk &
H: “C% H) 48
0, B ILA R
BERALTR, T
FOR T W
S f.”

TH Has
1 ST
& | m. (R
G | ST ATmA
S| AMEM R AR,
s | BT e | L, | . AR TR (5
W VER R om w  wgegy | TR | TR | PR TR,
BE| RSN, AT
Tl F 6. 9 it 4
| . ST
h e i 7 8
5.






OEBPS/Images/pic_e1fd1e9d561548afba2c39a0b9113219.jpg
e

BES T THEES.

HFEAIL T WM B AL, Y
GRS T HRED.

BORAE ST T R E AL, A
PR Z 18], 32K WA &
Zht,

—
ST TEHIGE.,

By ) REMUEEHAL RS
ORI AR () EZNCESVRLE, SR
WiatRk.”






OEBPS/Images/pic_f3f27f4211b847ac8b28aedc7b139ddc.jpg
[i[E:3

B HEE SHCE
Il REPRT
BT A6 28 [ T AL,
ETCHENFREHRE
BRI
CHANEAFBK - 7R
R TTHEPIAE, E#
KPR XTI HeA3 D
BB H, T, B
B BEROMOR B
B,

(UEs ), S EMBORARRE
LB F . LA T
8EEA.

P

{HIE LD

“HEN
5
VAT 7K AR
ERE.”

WEAVERRTE . 1% 80T 6 K AR
BT AR EIAWE B R RER. 5
BUR RESAIEMAE AL T SR (N
BD K i S ERRA A, SER N 5%
EMSE TSR AL, BT
L MK BEARAE S R AL T
b, X B Z P,






OEBPS/Images/pic_4767f5ffcd374901a9bbf116e330be0d.jpg
CLLRE DS PR A1 1L B AT L
B FR R BT B A 4T SR R R
FHEL S (BT B 7 BRI . #7°T
AT E DAL SR F 4 @A
WL SR,

MR A

(R ENE P B = etk R A
HHK, B KKE B KE BEARE.”
CREE « BT “H Kk
BBV, WAEH R
NIRRT KEZ AL S
B WA T, GUHEEE .
KIKF i Z K
PR B AR K RS S
P FAMR S FA A MR A TS,
CHb LY E RS H Aok E A
AR NGB FE 2 2 R
A2, BIOKATE ) SICB L HiT )
HA B AT RA S B,
PAA R 2, S AT 2 B (4
TR T Z R R 2 .






OEBPS/Images/pic_54cf94dae0d64f58b8315090ab16bc81.jpg
vz ad i





OEBPS/Images/pic_78c0219762cc4fd2a4be91597c9b3195.jpg
e

SO ST T B AR T AR R
TER).

BHESTMTWMZ AR FE B0
8], BT AR L T H ).





OEBPS/Images/image_2f8fa19595834a11b551ceb910bb5968.jpg





OEBPS/Images/pic_88641aabdb7444638ddb2e2ef03baf1d.jpg
T —
B | BB B R Ride | RUZ | B JuiE | BB SF M
(K « FKYE:
A ‘ “BRkEFEER
g ok RERS T
é"é; P, FAMH. %K
4% %'Wi £S3 B ¥ P 1 AR, R
(% $) iﬁ:}. €3 iz
IR g ey 48 " RORS X AEEH
RIE | o i - 2 BEAKZ R,
o LRS- e # A i WK 2 P ek B
?3%51 sy || MRS G ey (BB %;JC 22 R, A B
ey XK ) e S| Ui FHA. XCH
A CRE ] el R AH EAXFIER.“F
B B2 %’Em ® - AT 8.7 (3 — 56
CREE T Ay R, D PRATILFE S A
BHTF A szui 5 OH P LA S A HL B
WAL | e s, B4 X HRAE AW
ijr’ﬁ‘ Ik 5 e B> A L.
i CGE—BEE)ES X
’ B 4 5T % B,
B,






OEBPS/Images/pic_d90d535e550046d3b00390b8166071c0.jpg
JE#

Jbske| EE

R

CRTE « WA BT HER WK ER AN, "%
A R R B K, 4 K R] V28 ) 8 = AR
A, HEIGH Bt

B « ¥ T NES KT ER AN,
ﬁé’lESFiiﬁﬁﬁ RERIL (HPH 4O Ak 247, 5
B DURPI R

A WA E

%Tﬂﬁ((ﬂu/llﬂ»a_ “ﬁuﬂaﬁuﬁﬁﬁ%"ﬁﬁﬁ,
Et& '&EE(EZT% A TE .

PRI, B K FIEERIT (R E BR8N, 5 0
SREERILANEZ L, R 7R

EEAZH (WGERTER), S EF.

GRS - ADES)"RIESLH L, BH Y
BRI AR SRR, WA S 7E R TR BE






OEBPS/Images/cover.jpg





OEBPS/Images/pic_99231bd944414e01bb9bc24f33ba51fb.jpg
o8

T
£

Jei

et

gk

&1

FOKE « K ME HIOKH ERBER NABH, %
7k s B AR AR R A SOV LV e S R A
BAMEGILOFEM T Y. WH & FHR, SES X
TR, M BA PG AL, 2 A R L R 2

(48D “HORME A EZ BEM . T &2 %%
R TS RMAR . RIG R EE N ORI
I BRSPS ER B . R ETIE R A E
FEEEAE Wz AL, 2 P, TR M
o ATE B AR, S #E T SO R T
QREENSIED . JUE, BEE BB AF T
B WU SBATAIIR 2 b 7 38 A3 g JE s 2, 5 LA
HACHIN SR L 4 b R T 3 A MR . SRR 1 A
H—ts. ARCGHETEE) (BRI M Ay “ K
HNEHHERBRBR . (EE): FHES
M BUERTELIH B RGHL, SR IR A, T NI R 5
B LAEW R RSO S BIRAE T S va
G, BARREAR, HERAUA. USE,
SRR Z#, L TREZ L. (F—%
AL S SR T A —, R 2






OEBPS/Images/pic_959de28f1e2c46b38a08fc2d4143fcd8.jpg
1%





OEBPS/Images/pic_e7e0ff24334b4d7ba446b3bddc035985.jpg
B

BREAE:EESTTRE
e R (N E R PN
CPuE BRI DA

K2« KITKEY. “KRiT
KB ENRLEH R, 7
MATFEGES+ =M
BIE KALK B A PR
ERMATE. T, WE
B SE  B AR R, 10k
K. (E—FE), B8R
ESHEFEE R, 2,
(ENEEMERF”, 5
WHE SR CRE IR,
(RIFER B E ). T Hhik
H:“—%E%ZFE. By
ZRELRFEAETHZ
W FIBEMD D






OEBPS/Images/pic_2e946b59639d466696cdbdcc363eaec7.jpg
(RIS « BT TE) =
Tk EESL, U R AN R
=SB E R
P R A W, Rl KA
WK » KEREBE OB E
NETFTSLTERBR,
VAFR AL ik . %KL
T_L R A R IR T
FEIT RS, AR
MRELHERER, BT
W, Gk Z A REAR
B RULABR R R . kY
TEA TR SRI . KB A
fi. BEEERGRLL R
Il AR M, LK R
TR KRB T
B SRIEVL T L EE T B
3, 24y 103 O B A
B AR BT AR AR






OEBPS/Images/pic_4afd9fb77a4647e58517105274601538.jpg
xR

(BRI ) BN SR RLER, E YR
YRR HEUR AR IR B BN
FESEMFEFFA BRI ME, R
TS KRB PRIL TR B2, AGRUATE
HEH, RBREAS B NG ER
SR, BRI EEM T
K (S KU F B I B ok
BT A, HOKZE « FITK)
WK E R PR IE L 22—
G, HELUATRTE R, BE R i B 2
IR HE L , A A BE AR (U L
ITEN, T4 BERZ B, W7 E Y6k,
FKEENR AT AR A B kB
AR OO, RIEXR B
| 16 MIBHA BT Adhk. HEZE
FEMOE YA, SR AN, ) 5 AT
SN B AR R AT, T 59 %
W BHNIG 6, RREAR TR, R
FS L,






OEBPS/Images/pic_e668968d2bb34f9bb149433199592dbd.jpg
e

HTFHCERTR - NEBBRID = “BOUFI
B - AREVE BWHCLE, BRERESE, LUMER
WEH, ZHEHEFEHAE. HRAKKUR, &
HWSHBRR AN, FUEL EE2BREE, &
SRIRZRH IR, BRANEABHET, BF B R,
A DACSE R VA AT A D A TR TG 2R HLAS T 4 45 2 R A
LBEMRARE-LE, Bt B R AR AR R
WEYAEH LB & YNAERRIZR, M 4EmikE
IH¥ KEATR e — B R, R T AR Sk bR AWSh 2
H, M, R R SRS S (R R
BNz “LHEIR TR = S CRIRERIR)

REFCEHSEES. WEIBAREL,
| EREAT—E=+TAB+RE, AFMETH,. £
RZELFABO+E+HREE EEZRTZRHTE
. (PUERIR RIR.(EEIT 2, B0 Ks
VIR, JRARTRER, ORI E . BRI CAESRRZ
KA EL MR 2 R XA, RIBELRZ
B IR RIBZ R R e Bl , YR
%R EEWREZ®, RREZ A,






OEBPS/Images/pic_cd348a8808df4baa9b8f92a53879d6d3.jpg
£

[=1aEE 2]
TOHECIKEED
KR, BT

ZEE BRI RAMOKEFE T, LpiE
SRR, MBI 2R E A, IR

MNIKEE

R O R P A 2 R L H MO T 1L
MR, HEMTENRBAZ R, ST

TR BRI Z R TR PR Z AR L FRIEZ .

T —

SHRTH

°

P
Kbk
v
%1

(€53

EREEEA
K RIS
MABKIT

EEREENE
GE)FH™E

HAE R .

CHINE « BRSO = “ I K b AZE ok, PR

VPRI — SRR )" T KBRS £ 71, $h v
o WEBERIL 4 19 1L PG R , I A0 F 1 PRI 2
7 PR S SAE LA MR . HEAE

Sitg. (F—HENBNZE L, B4 E R T AT

ZAb, ZHEH RERUEIE O, R .
A RAEBRRBAROEE S RLZTR,

»






OEBPS/Images/pic_e0abe371822549038f018a854a7427b8.jpg
TR

OISR « RBD R R A GIR. A R
Wz MRMBUR R T RE L — X8 08 —FHEM
F VBRI KRB IR, & CBUR LA W s A A
R E RIS SIRE U - BRL), ‘Wl
KRR R LA TR R (R BRSO
Pk FRFEHEEFE . SMBERBR, TR UERRR £
B WM AL AR BR 2 03085

BSR4 M, 1 ST A IR ) R SR, B T A R B IR
M. HILRMEE, BN XHE AR R R T
=5 M AT . RIS TE S R AR
B HPURAZ LRI R, KBz Ea, X8UR
IREE, MBS L P RE S A R B Gt n/E
MAEARE LTAE AR WITRSERAHER. &/F
A PhrK I AL, I A B3, sPE B 3R A B, LB
HERRRTRYE  RILABAZEY, SHRERMT
HPTL A REBE S AT X AR A JR B R b, 175
WR. RS TER B S R, iR G T2
FEZHMBAEEAR. 2B ESCRESHE RN ABEE
(BRI RBEER RS HIEZ.






OEBPS/Images/pic_ce96b4caa868491f96454758da62f36d.jpg





OEBPS/Images/pic_7afa2469b82d4f6196704b55fb1b0d89.jpg
S

THE (EH)
i "B
RC4n 15 22, LA
PURBE A EM
s, A
9

i
+75H

MeF K
an!
15
—HlJh
x,

OB BYHRIC:
“BRAC AR 40 K
TETE, LAMALE AR
B MR s, 4
BE LHEA
R M A
AL RIARN
B s, 4HAE
N =HAH 5
LRI, 5
RIS
b xE % B ft
. HEpE
IMETZRT,

(OERHFH:
TR G
b VR (§=
AR,






OEBPS/Images/pic_051434dc849a4e91b77df8fe9f29b9f2.jpg
R

(HGE - 2B FiES“TH
KA, RA A KEAE
A (P E. AT Edki,
B LTG0
IR, 8 BRI, 4B
BEA TR BAKEER
T, TR SR, B4 B 3
H,HEBRE S ERE .,
FRKE « Wk K A e
ek R ER SR AL GF
7K B4 BRI, )2 MU,
(kN 4 B R AR, &
AR AR . AT
B, 5OKEEE,

(B
i g F
Btk
ZERA, I
£,

S FULPRRIA RE AR TENE SN
FAL B AR B
%%, MR TE e R rE AL i
AR Z AL AR ML
3.






OEBPS/Images/pic_4c9a19d80d884e62b3448cb8a7106aed.jpg
B2

iog

e

M PR ERS « LS bz () (O S EHE TR, FEEE
H . TRAESRRBIKZ IR, - REBHR MK Z R 9K R
MR A EEM S R, 5ERNAREMALTOR, MOKBENS
TR TR, S E 2 E A R AEUK 2 B R Y FR R AR .
BUREREY R PR, B E R, s (R TR A
L UAE AR LN S8 2, RIECEY (O - BIREE ), T A E R fEMK
Z AR E RN, HIEA I, MAA KR, FEERRILZ
db, WG D) I FWEMA B ER E—t., AP ERIMAFEEE

o | FUH R TR G TR, JR VL LB A o KB RO T 200 7 o B PR TR

Jt. BAVEE LR FERGEIT, SREATENAK, oM EdmeK
PO, RS S PR, MUK Z L R E E R I . 1R R,
BRT A TR FRAR TR, BAEIK, Z51H IE= 4,
ety KR R hy IO i S IRER TR 542 S, L TR ORI . B e

o | KIE F MRS, E LA, E = EN Oy AR, THRERE, BE

B IEBECE. RARR T, B A BURE, AR R W LA A
HSYA L. PR TR R RA VLR, T AR RA SRR
RARR W KIE ALK AR TR 2 PR R — Bk 3 A
TRRSPE” “BISEA R PHIRCED” Z 1R, RIRALE” “RIRER” “k
BT FHIRZ ISt £, R T A FCE” RARKE” "k
B “HESRKEN” “ARARKEN" TR B 2 B2 & B, A SE 30K SRR ARG
e 8 e SR LA RE WA B e EAETUK B R R






OEBPS/Images/pic_52794487cd7b4f16809a5c06bbe17a46.jpg
&2





OEBPS/Images/pic_db84be6213d844c4b63255ad5c578e46.jpg
CHIDLRE « ZAR W B O Z IO K A, P AT BAA RIT K, X
AT K PRI AEED  HKI LK, BIZK G/ NT K TREIA T, (—
SrEIBRSER Z IR, MR KA R, (F -SRLL S
B S PR, T LU AL B2 5 F M s oK. RO - Kk
P TATELL AL T B (R 4 « FRAAL D MBI DL ARTRA
AR =EH, SHEZFHE. BB S AETL AR K, CLATI RS
AR TS T M BN A W SR ETT AL 2 AR R, BT PR
b SR - BRI FRA . MCIRE R AL RAMES AR =
TN BB 2R R R T2, R R AR EE B GE TR Y
MBS SHRREZ TG . YRR BT % FH 2 i BB
AR B LRPERTG W o S S 7R T AR L, ARBE R AT D) B (B AT
B2 IMEREE 2. XSGR AR,

MERFEDCEEEARIBIC LRI T CE - TR WRM
FEER GRS SR R RSA T RIS, A AT R R
BT, A EAERELR. BPPAEZERA. GEX). HET
ENINERERESA T ATLHE ZREIR TR (W)=
AR ZZRIHIG L. PR MUK KA UL, BCREE) AR
WG FEFEEIE ) I8 T (SRS [ L S AR AT IR R SE AR R
Ko RERRM 2R R . U AR X PRHR AT Z e, B B B L MR
LR A E AR BETAR E B (K« MIKED: “Bif
WEAILL, A NORBTH . "OKE WS M PR B ) = E A 7






OEBPS/Images/pic_33df733dfe154acda2a3917ac09e4d3a.jpg
8

FHTHO CPEAS - SMEALD, B P HA RIS 2 1.
HGEYE ARG RAMIERRZ A LE L. (ZFH
& RFUE) W EE, S R, R K. X
ARG LITE (BERN S SR, B ARIR, B LIR, B &
W EZ, E LA, SRS A, XNE . THAE,
IRIRKSF 38, DL R I8 8 0 0, MR 2, R AR 4545 B
NEBEREAMB L. BAW WS —B L5t (—5K)H
TEA T8 R IL R AL (G IATRS « DURRBHBEL))

ML TR AR IR A TRER Y, M 7E S X 4R B IR I 2
AmARkiRZ At BARWA LR, i AR o BRI AT
R WARRE WAL RE 2 AL Wik SR8, B R
HZ O T AT Sk Rz At .

B E ORI - e TS, SR X AN
B R A XERE . (U - SRR
WO AT S LR R IR SRR, NN KRR A,
M7 RRER, AliE R 2R . D%,

QB £HEHE A - KERE): THEE, AW ETELR,
B g 1F= 3 F S






OEBPS/Images/pic_37495a0b2a4b4a4896bb577868161213.jpg
BHRUGRBAAMNEE BRR R RILEHTEE,
AN EE RIS RO D) . Rk AR,
JENEGIRE, (BRE) X BRERRRE
= RRABIIREE, SORTES B MR S(H
DG )Ttk B B, ML AR A LA IR, MR B Z iR
&t Y e BRI AR R, (3 A AR BB AS
UARTEEUEZ  WR =R AE R "k
FHCERIL e D . 2 20 0] 4F B LB U8
B RERAE, ER, REEA. RII KR E, 68
IR AR FAR BT WA LR R EA KA, TS
., TERBLR, ANEL, GTELEEYER
B, HEMEMRE . 1 FETEL 4, 48
TURLEZ T (XFIRERITCH 8% 7D,
Bt I, B LR R R ET O H R
e SN2, BB, EEHE, EEMNERR.
(RFBEFIEVBEMURT = B ES 8K
B A L IR A R R Z B 1B B M AN
BARE MNP, G RTHST B e R, S BT HE,
PR, e S HH B R






OEBPS/Images/pic_95ad5372d615493b9aeea3a1ab742df4.jpg
mx

EH

A8k Bk

HFE AR BRER BUXERALEF
KB ST BRI R AR SR bR B 2 B A
SEL AR . RIEE . Wi AEREZAL, &
IR 2 R 7 R 24 e e N 2 L
CHEBIATRR - DUERHBEIL .

LIES

E4)

TS A Y AL R A TR AR AR B, TE AR TR AR AR, 4t
LEMRKEZ M AT, SL%

F
APk

BsPHE ORI « RIKILAED.: Rl K LIR
HIAHZ R, 5 R RS TR, BB T ) % o5 e,
FLARE &, BARRATHE . (RBIR) 2L
RAGREA.” (B ES AR EVRREKEE T
HRME, WRHKEZIREEIERENELR, 5
BN IRARERAR R, AR R TRAR IR M B IR AR
b 55N B AR .






OEBPS/Images/pic_8874ae02e127452d97164362fdce4133.jpg
o
o~

EV

i 34

=

ik ’ KEANER WA =, UIFEE, =
LT OB BT AL B eI, T 2R AR AT
(KT BB | A0k, SERI VU IH B eSS B R,
A AEE By TP | BRI MENIR R ph— M. B
Bk - o ek %ﬁi,ﬁiﬂﬂﬁﬁﬁEMJﬂWP&%m
R 8 5 | R SRR BRI BT 2 O, A
i L = BRMER | BN ZMI5, 78 R AT 2= A6 2 e i
v T 2551 | T |t R . DU MO T A
R My o B3R | 2R SRR, T TR B 20
i, SR | —  Ho | AEOLGI AR R 58 .
B LA, OB | Je A PR HUR B A 1 B BLA
SR, BRE | Ok« RITKHED: “HIRKE Bk,
i gl | FRAbAE Je i AL R E RN . ARk
AR | SRR, B4 Rk v R O AR A
| BCH |z, R E TR REIL,
VLK | ERBEZEN R, 54596
WLED | BE. BB BK R MK
WUER, | 2. (MDY “BEFRER. I E R, 24
R IH, EB /4, IR AR
ABR RENER.”

ImEH g

EREE>DS

5 -

&
=

B sms

H £ A

HEREHER ES
N BN >

=
s
=






OEBPS/Images/image_92f3cb9b6e4548b69178affe69f475f9.jpg





OEBPS/Images/pic_51bf5b707bfd454bb970ee42f043a435.jpg
gk

|
=
&
iz

EE

CHTDUE « AR TFNER W KB EWHF AL, R = K RNT
Z YA LK, XA I RTIK B A B, AT
ZAHBERERFIKGAE B, EASEE B, SIS
L, HOKAT BLH HR A, BEBN 305 1K A, 42 BB
R MEREUKEREER. SEZ HRAB ZERS.
Ciff—BEa8 DA K B B PRV, 4 <P SO 2 CRCRT RS (s
B R M ATRE ) I LR DGR B B0 &% F SR 5
LA RENLZ M 82

‘ ; (I » FHTFOES : “FUKE B AN, "1 917K B4 2 8
#H ‘ ‘ BT GRCER T SR . A I VT 0 % - 8 EL A ¥, B g
; ] 24 .

[ BERE e, (BF - HEE): SR K2 R B0 -

FERELE ) SR RIEME, R OUBILTE - Gl ). “B K
e R TREME, DUMIEHEST  E AT ARACE, BUUK "
# KSKTITOPL, EET AR RH, BN Z K IR, [ 7Rk
DIACZRIT AR, HS T LS I 2 38 /NG L 3024 D,
WA, SRR I, B 5 R R, BB R, 4B
R FL B AR BV VD) 2 P, R AR 2 P Ao
TP, (—HREES T k.

oy

&
S

per gt

Br | SoSH

Ey

=3
o

o
= B
=
=g
=B
=






OEBPS/Images/pic_d2c25826bddc496e864ec14aeb8e7030.jpg
EH

CIKE « KITAKEDY: “KILKH
ESMNFREE PR AT AR
V(AT « B¥ PR
KA AL EET A
R P R, KK
o (HE—GRD, HMORES
ITEMASEER R B
TFHCHT B E M B TE
[URCENGER RL N FURTIDRE-S (3
a8z,

K2 « KILAKEY:“KITAKH
TRk A HEAE. e
WK, FARH(HE &)
“BIRAEST T (AT T
HE) RE H, Si(ER D &
ZoHTEITAZRM, 2
b KIDKARE . A 541074
HEOZE.





OEBPS/Images/pic_a8e640a850f346f79e8645b839d8c398.jpg
SR

A | A% | | 1 B

| K » WAHE D3 LI IE) = W P A1
- SRR, 14 55 J <R ML L, CBBVE ML [
(5 1 DK HIEIZ B, A ZHOR, R AR S+
B & S RSN L, % R - BERAG). B
o (D | BRI £ (D, R E A
ko R CFE || A AT SRR
b JEH | LE || PSS AR R DUMR BN R AL
i |, HA | BSR || KRG, G TR A
o 2 g | e B OB || PRLOSN R AR A AT .
| i g | RIR R RS | || SRCEIARIE R A BB TR
5 oy 4 | BA || SRR LR T T2 31 O
e BER 7| | DA G SRR O — S
dige || B FUR || AT, BHREIC B, W
i BN MLk || METREE RE IS RREE,
o WA || AR SO LR T, Dl
i . PRI 75 47 AL T4 L i)
| T, WERLUR BTN A4 AT i B
| VT BRI 8 FARHE TR LR 2

| SRR BRI R TR 522






OEBPS/Images/pic_e6456f2bf0554ae7a7165de94f51a91e.jpg
GIE:3

GBS

gx

Iz

AR,

B «g#ﬂ
®in. BAK
Py
B, BEHH
B, REL
A,
BREaLE
2R

B

[

Bife)

i)
R
B
E2¥ 5
Bfx

B
CHuIE

ByE

| (BB BIRTE SR E TR .

(EEBEX,.IRBET,
BN EXE R “HEXLR
07, A M B R KT 4 5y
W, E W MR ., B
“AEXEL"HF, N LTFIT
REEEFRICGIERRH
FOME) ., BEOE—g&K
“TEHMA T T BB E R
BlALFE R #) 7B
B4 T bR R






OEBPS/Images/pic_95ddcbc710c546568c91cfc51c5df734.jpg
EF

)rg; 7‘:;

TE AR DU P 9 » SR A TRAL BT .

min |7 ol e Jr L EB BT RECR , £ BRI T,
EREL 51 AT YT AN

SNBSS AT 9153 5 OO
FH | L D e

e B K OF BRI

k% | k% K e TERRES AT A%
wE |wz e wz Ak
aw | aw & ae

AR SR RIS

(AT SRR,





OEBPS/Images/pic_ed6a24095e764fafb30ea373e0fe9c15.jpg
Jut|

Bitte

Hij 38

Hi%

JE 3 | L ﬁ§%| 7

S

R

(SR S

FH A
B R

4Bk e
WA (BT
Bz,

L58Ex

CRUDUEBITE S “4h ) H .« 18 T R0
R B F L E TR Rk 2
ARGTIE AR B A, O L R
WO — D, WAL IR Z G 88, LLUR X
PIEZ, MESBMF T (ST 7L
HEREEEZ M,

JE

B OF
B HE
T 8 4 X1 12
LASR e 5k

JE sk

| Es| |

CRIGE BB A= “E 0l , =18
KT BT ARG S
TIFEIL P ZR R A+ =, 9 L A K U 97
ARFHR. (BIKZAO K, SERNE Y
Ly i BE BRI Ah K AL BR Y == - “ 43T B
VS T L, AE R =M P A, A KT
T (CILRE « 7K B Y ) 8 ~T #RTIY
S B ) BRI, PATR IR S K. %
VIV 2, FEACK TV b, B 38 7 5
6, BRSO, G — 2 ) A
FAEA LB P d ., (s rEmE L
)WFF@}M]Z(EDE THEWE) Kb, IR
o WEMAL TV 2 1, B % i B






OEBPS/Images/pic_a8a5a4c85ab344779261863309437f61.jpg
=
&

A | b -

e | AR 7 AU - BB FOEZRCEAKRRAREK,
B‘“‘? Y by ; & %ﬂcﬁ/\’&ﬁﬂ XNAFKEAZLK.”
(BTH)Y | : RS ORS  BAORE AR K
sk | = .| fF R T A A B R 4 3 2 B
el #1305 | SH0E K PR A 22 K K A S % B
ORI em | . A I | & CHEEE LKA % B RTE
W P L B | i IZ AR 2 TR
Hﬂzﬂ" FoIRAE | S o | B, FASX. XKKAMARK FTA
K. . | me. < B mH, MRS X 2R, B
BB | 4 Sh, 46 4 AL T % B P R B,
Ba A3E 4 B A AT T, H TG
AT 4 R RIS J A AR, PRI % I K
JRE 55 FHET R K L 48D % K T 7 B
B JRILFH. Pk, B, WBE AT 27 A T
et 20 R I % 2 4 2 H A T
D SR iR PSR R (T — G ) A
it (B RFA =8 i,
&) 4 40 5t (T EIL TR S — B, W
5 SR WEEDLEAR AN, (B 5 B A A 1L
AR, 5B : SEM A B, A HE A BT
R IL PR, B, XA, M 2R 5 A%,

e Fsm

- OH R ORH

ﬁu_mm
o .






OEBPS/Images/pic_5593fec9fc0440548469781007721b1a.jpg
WLF +
SRR
BT
FRE
=

CETGE « ZHAMAR T T I

YA

“EK YA A LK, TR E P %
FAEEE L&D, DK

| WEERIL. (HRREERD:“ERFFR ER

BUMAEEE T, HRFE
G —GE D, IE BB 4T P
MBI . G5RE . “BECHE) Y%
RELRIT AL T 4k (€U DUF S )
5 O BETEEF RS DR,

WM
BIFE
F4LIE
WHITAR,
PR

CHEYHENEFRETE, e

THEFEHD P G =

41

JrEAMLE  HURA S B CHIS

= i

BEAE VR O 45 DU B R AR I

g2 M, ) B A TE NG, #A
ZHBZ. BFHCEERED
b B EIPRE: -2 PILIN

g%}

(‘/EI]Z
ARN=]






OEBPS/Images/pic_a72167342f484d3b882cabaa55330866.jpg
it
]

R
BRI GED

T
(G
“EXAE.”

FT%

¥
CGlFERD:
“IEARE.”

GECE B IERIT . “FLEE LI, DL H M

AR TPEFID 5T

ﬂ%%k)‘ A

BEAGERE B il O S i T PR

ey B A ¥k B S EHRK
BLETERRW,”

TAE LI,

RREHERHR TS

P LGE

EVE RTEFREFRTE . RGBSR
5 Fr P ST A A S R WU R
27 BT B E el I akih






OEBPS/Images/pic_6ae0faaa6fc248e78f74a9a08f8359ca.jpg





OEBPS/Images/pic_873a4ee4e3ab450c988fdb5c777a25a6.jpg
e

Gtk - BEMEZE DO T =
“HR/\E JHERORIRE RS
SR RARAIRIEY 2 IEJ R B
REF/NELRCAKSE, BEE
RN . B RESAER,
TES AVERMIZR, 107 SCEL, CWAT)
AL GRRAARIE, X251
A%, M S5 (4K
PO T Z AL, B T
BEDAIE AT, TASRHE T, b
Frn R R FIRR AR AR F-H1
W —ED , MIBSRETEAR Ed 4.
BEIRE S 1L T RIBWP, B 2
Jb, DEEERA L .

LML, HRUR RARA, A
BTl S UM i Ak K
WA P R, R
SR B, T R L PR, s
Uis o8






OEBPS/Images/pic_ee6c48157c4f4868a7634b23b5f2954e.jpg
HIL

gx

ull

b3

1 B P EEBED I FEX
ARAECS LT R PG, U

AR,

(O RBOU=EGE - R

| & BH RS Bk -

FERE), LRRIFE - HER

AN, G, W F AT

FRNE BRI

Jig| ik MR | hwR | TR | AT
wak| RE | SRR | 0| E SmEE
AR | AR | AupE | o }%@ﬁé
SWTEL

BB 45 ) B0 “ 48 2 S E T

TG | TR | P9 | PR KW AR KT R R,

HREANEE . SHEE. A
PRPY AR , D337 o7 4.






OEBPS/Images/pic_2235b65fb60c441d91dc8ffba4577b7b.jpg
3 > pdrms
EAE

P

gy
(e3
B
G
A
VD
Brihy
bugi]
g
il

%

RN « YT . W
IKEZ L RAZES N
A AR (K2 -

RITKEED: “BRAK H 2L
Bk R R oK Ak e
BIRErAK -+ PUBEARLL A
— BT tH CAA R,
B B AR, ik
XrgifRe, 5—Ke
AZEEK SERNCHEE
EIETIB KL AN
S ks 7E K FR A
V. BREEL LA
K FRAUE R A S
K, BCA A oK
LK BISEN sk
WRESTE R R, S 4 4L
Fit. BTRPELZ T
MEIT X i,






OEBPS/Images/pic_54a825360edc4817a11223766d794176.jpg
[{IES

JEHE

JEH

EHE

gz

il

o E

POKEHEIRITAFE R S/NIAK A FARE G
CROV-B D), #CHR 2 0T V48 T S0 o 38 A A, T
W2, (F—HENRESERZ, & s
“ENA AR BT B ED LI 2, &
iR,

EOWHE R - TR, RREET
ILBA7 s CRPMERR D, NPV E RS
I, SENARE B ZHBHEHEN £
T RRfL), “BtIoE, B, AW E 5T AL
BATRABIN, REFHECEER,

Eodr
K#E

SRR “ KRB EIHALCKE -
ALAKTE Y B AK AL ZE 51, V4 B 3 230 B A/
1K MIK B XS R AR, R HEA X
BK AT, HF - HEIRRAKSKF,
NAFRRF, NMIKASER ., ERHEE:“UGR
B BOKETE D 2 BO 21 43T B (B 41T
FOELD PYAL AR CRI AL 3 I BED 2 8], K8
A4k (R B ANE Y B CF B AR O






OEBPS/Images/pic_d9f830cd51b04d0ca96f084985fd3480.jpg





OEBPS/Images/pic_40c9821e450d4f7e867fb35884298909.jpg
I

CRIRGE: « JARY T EE = A
IKEGERA "R 22 A5
BRI AR
HEL AN, SERIE K. (X
R+ KB O FIRTR 7/
BT YR Ak, A B 3 P B
i

CHITDG s R AR AN,
PaRRIE B, kA /Mg T A
| TR B R AT, (TR
“RAE R RS DT S 4,
FEE— GBS R,

BREE. QL& “PRARIL
B BUOE B o e Eik
TEMFITI 465 P B AR
b FNEAE R B TR
R THAEF R KILTNA

-ED,






OEBPS/Images/pic_672324c9a2c64dc895cfc8f8497c8d78.jpg
B

Ef
L Q=i

T, (A
FEIMER
UEERD

BAFEIL

g o

EBEE-RoMEBH

RGBT £, (e i

Pl - - ALK N B - - MR A ERE, (il
HO0E* B DR L R L PORR. SR UR AR R AR O
N i s e e e AR a2 R i Y L P Tl
AR, SRR RIS 0 — B3, G NCEEEs
SHESRRER, 2 T SUAZ AR PEET AT ARTE TR,
BRSBTS, SR NEET,
Hig AR ERMA A5 MITEAE, &
B, U, BRSO T IR M SR, &2.658
AT, TSR 2l - - AR BB, B
HEZ IR IEIR I —BaR L, LT BB AR, (FER
VAR B8 AR IR R BRI T, ZE AN, IS
B oK T SO A PSR AR G
SCEENERED., AEABEBEE SR, TR AT BB
FER/NFLIRZ BRL NSRS BUDEAJEA. Ok
£ « RIDKID, FURAA AR IRSIAR . SURI R E BEHOP,
SRR OERTRR, JEnE SO TERTE
PURIFIRZK IR, MRS BB o BECH PR AR
Ftl LISHEZ SR AR e RS A R Rk

| EROARIED . BTG IURZTGRR. MRS 3L

BRTIURh. A .






OEBPS/Images/pic_231578cad5ea4a40a38eefdb678c6fe0.jpg
B

BT (RIS E Dz B A B I RG . ERRZ
mJEE.”

CIK2 « PKEDIFICH =MD “8 07 BLAE SR IRER
ROEARIGNS B4 PRARTERE. &7
YRR IR,

EEAZH R TER) S HEE,

SHATE,

ORI R CRI R, SR (A
EIEFIHE TR, ZEBERENEY) B
STRUHTEDY A& S TR & R R ESL 2SS
WRF . BEFIGE, TREANETRM. SN
W UL, EREINZHAE .

(R « FIITIES S BRIFIKHT . "% B
T8, FU K RIS L, W5 B4 3L e AL &R
TRk . B AE S G R YT RE B






OEBPS/Images/pic_aed6a0262e814e808b0568a87e16be16.jpg
SHATE,

CHTTLR « WOKTFIEZ K B AN .7 OKE « KRS ). “M
KSR AR E (FRHE, ESELE, ZMAR 2R
XORATECEEYS V= K87, — B Ik
CHEMEIS WARBERRAEI B BEERR SRR
BT, BN TW AWUKTE Z9E, 1 M BTk,
BRZ ., FHAARR, M2 8, HoK 288 i pi b . S
PUA Y ET UK T R AVt (R0 b A R 2 VO R, (R ) T
JEWBCATERE I Z 1) . I LA S ST , 8 1T Rt ¢, ok
R, 245N, THEER, FLIRUE. 7 E R Y.,
G =08 4 5 8 R AR b O B B 7 4 S
B, KRNI UMK ZYRAL . 244818k 2 76, FRAEE 2/ .






OEBPS/Images/pic_afefbbf07ecf4c9ca3b70181c2629a3c.jpg
g

JE R | BT | AT | A LR B Y | RS

EXEE - TRBEBILE) = “HK
LRI R REH F s “%
ZRMLE B, IR B Z A, TR o
KiL,BE41E BB R " KITH .
“HRE S OKEE)EMAK X RILREE
?ﬂ%fﬁtlﬁi@ (B Y=, SRR, BE B
= AER, RNBTHMERT, SEEH
BOAcHA, TR BRI A AR, BB AR
MEBIL. MERNEH.EENIEE
WD TR EREN T ) B
B “ERECH =M EY s, — LR B RAR
ﬁ;ﬁa%iﬁ X<\EUAL.\ » rﬂﬁg&%%»
R4 BB RN BT SERR, X
YRR, Sl«ﬁ&«ﬂ -t W&
RE BN, ERRTIREEMRE. M
ﬁﬁEEF)’r)Lﬂii AR, (5
HEYIWCE R "BR. UBIL KR EH
BIRBIT SEBRZIT.






OEBPS/Images/pic_16412b8ccaaa4511bb0ea22da84b6b15.jpg
R

@ - R B UK EOREM M Fh i 48,
ERONERA. ASFRIENL ST T AR T Mo, FITEdK
BRI i, el T e Pua v ERNA,
FECEAED WK B TR EC SRS, BT B R Y, RO
£ « NADKTED: WKre 1«8 M, ARBg AN "I TCBRA. Bt
FHBLZ B o, AR i, WA o IR TR
R, ERTHERS R R AR
TR TS LA, DAS 2 e R R AR,
AT X IRR L IR R,
MRS LR B ARSI AR TS DUV S AT A
B R P 4k I B AR L BIVT A< R AR RHA BT
IRRIERE BRI 8 CRRARITE Y. HAMIBE R,
TR R SO TR R E AT . STk,

REHE
RERE. WREDE
E PR LR 8.

BN SR EENARTHAE, S R M A H
ZH.

KT
(€15 753
= IERK
B JRERAR,”

HTEE NG &I





OEBPS/Images/pic_4ab81c9dd6c04dceb64d9fee6a0edb36.jpg
g

CRIDLE « ZBYTHER WK ZEN BAE BN FE) = Wk E
ARG RAES . (EEWE RESMES T, ASFA (B0
WORTEAL AR A IR AR Z LR ERE R, (K2 - K
IDKEED: “ FROKACER B IR - XARIE th AR W4 =K, A5 K SE B iy 7k
W E R T ORI P S, MK A FEAME 32 R AK B AR
AN A EI FIEROKE R ARK RELEEAE L, (B8
AL AR, AR M I IR ST N B R BRI R B
BRARK THE B SIE O, OKE - RITARIED: “¥rok Bk, AR —
BURA BB B3, 2 E R, ORBAR. (It e 2 B i,
(ERiE Yz B e ST 4 2 TILHZ A F, H#, 0, F 4 E. D&
ES5ER,FFEHKTRARZE., BERERR, WEREEKT. @
K B R R DL G i 22 T 5 0D , M AS B U SR 7 4 Ky il F iz
P, R I TP AT 41 TR M, HOK 2 « KITKE)“HRK E HR
AR ERSEIT"Z BB, AFEN LA . MARCGIRE G #IBZ
FIEGINGIRBESR T ERED . BTHE, TRESR, 7B E, T
AU O R A LR R E B RIES, ARSI RIS,
FSERCRTBANE )T BB E ), LLE M RN 9 FD B R BT £
L BB A WRTICS RN, R B, SIS SR 8 kT
IKEED, VIR B BT , S0 24 75 440 N RF SO P L 358, LA v ) T 9
PR B, SRR N — K2R .

FEHEAENES S

—~






OEBPS/Images/pic_5a4dd14b5dee4e13a18929d20ec283dd.jpg





OEBPS/Images/pic_fc662656ebeb4f2ea3fae693d5da63d7.jpg
e

SRR AR R I RRE M
TER.

]
(THIBIT
526 5 T . .
oo ; AT T4 BT GT T F AR 1,
. Rt
XEE.






OEBPS/Images/pic_9a2e8c4f627d416c88e021a42fab6aba.jpg
B

®FE (H
FrEics
fE T K %
BYE,

(K&« RILAKED:
“RiITKBBEFEXR, B
MR, RE T B
W, ALLBAY (/I
ILKEED /MK B L
PH3k, irie 7 &,
J M, F AL BAL”
(AT B KRB H A
WHT = “IT/KEIL
BAA KL 7K e R OF
—4i &), KAT AEp 4
1L3E], 7N 35 K BP 4 75
AL, KR &4 2 AT
B BETEEF T, W %E
Y ESTHZ
KM 246 1L i
PP .






OEBPS/Images/pic_8693bbe8e83941efb69a88a1c46da29d.jpg





